

 序——

千年“菜根”，越嚼越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十分重视为人处世的策略和技巧，因而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这其中，流传了数百年的《菜根谭》便是其中的一大瑰宝。

古人云：“谭者，谈也。性定根香。”花香可以用鼻来品味，果香可以用口来品味，而根香却需要用一颗智慧的心灵来品味。《菜根谭》即是这样一部需要用智慧心灵品读，又能给人以心灵智慧的传世奇书。

据考，《菜根谭》为明朝山林隐士洪应明所著的一部语录体古籍，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作者糅合了儒家中庸、道家无为和释家出世的思想及自身生活体验，全面地展示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入世处世的思想体系。

“菜根谭”一名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就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能够坚强地适应清贫的生活，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所成就。明于孔兼则进一步阐述道：“‘谭’以‘根谭’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这一解释，为原书名增加了另一层含意：即一个人面对厄运，必须坚定自己的操守，奋发努力，辛勤培植与浇灌自己的理想。另有乾隆年间署名“三山病夫通理”者，在重刊“菜根谭序”中说：“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其意则强调，只有心性澹怕沉静的人，方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寓意。

《菜根谭》书中阐释的思想体系，融汇了儒家自强不息、佛家宽忍宏大和道家超脱玄妙的思想，数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都起到了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一些评论即说：政治家们在这部书里找到了治国安邦的策略，商家们在书里找到了以仁智胜的法宝，迷茫者则在书里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总体上说，《菜根谭》一书中，儒、释、道融为一体，心学与禅学成其核心。由此而言，书中阐释的不仅仅是洪应明一人的智慧，更涵盖了作者视力能及的贤人妙语。同时，它所展示的也不仅仅是某一生活侧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都在；它所面对的更不是某一类人，而是海内外的芸芸众生。

自问世以来，《菜根谭》便在中华文化圈内流传开来。至今被后人翻印的次数，已无法考计，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也对全球华人及国际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可见，喜欢此书的人数之众。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也喜欢此书，他评价说，“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可见这本书给人的教益，的确非同一般。

到了现代，《菜根谭》开始由中国风行海外，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商界人士更将其做为心理学教材推广使用。如今，人们已将其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书一起，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所以，人们又称《菜根谭》为“三教真理的结晶”，“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而一位著名法师则评价它为“一部万古不易、教人化世的圣典”。

至于这部《图解〈菜根谭〉》一书，内容共分为六个章辑，分别命题为“处世篇”、“政论篇”、“励志篇”、“休省篇”、“情态篇”和“闲适篇”。不仅最大化地保留了原书的版块风格，也承袭了原书的全部精华篇章。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采用了新颖的文字与绘图一一对应的版式安排，不仅做到了语言精练、通俗易懂，全新的“图解”方式也是同类图书中从未有过的。读者只要打开本书，就能欣赏到近三百幅精美绘图，而后通过品读大量历史典故，感受书中无处不在的博大、淡泊、宽容、善良，以及先哲们留下的许多谋略和智慧精华。

如今，当现代化的喧嚣已经湮没了世间万般风情，我们的焦虑、烦躁与不安与日俱增之时，千年奇书能告诉我们的只会更多。因为这部《图解〈菜根谭〉》，不仅可以重温人世间那种已被淡忘的真趣，更能让人们那颗已被各种名利烧灼得有些转向的头脑清醒，从而练就高瞻远瞩，学会达观人生。

这一切，对于亲爱的读者朋友来说，就不仅仅是在读书了。

木梓于北京奥运村寓所

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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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辑 处世篇1

“处治世宜方， 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当严，待庸众之人宜宽严互存。”这种“宜方宜圆”、“宜宽宜严”，富有变通的处世哲学在《菜根谭》中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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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洁 出淤泥而不染，明机巧而不用


[原文]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


解读


上文的意思是说：权势与名利，富贵与荣华，任何人都想去接近，可是一经接触就会遭受污染，人格变得庸俗，心理变得卑劣，所以不去接近的才算高洁。接近它，而不被它感染，则更是高洁。又有些人利用权势谋术等小才小智，暗中作祟，以求满足他的贪欲和利益。这种小人的行为当然比不上不懂欺骗手段的正人君子的行为正大。但是更高尚的行为，就是知道了小人的不正行径和一切坏的打算之后，仍然能不去做它。

而世间非分利益之事，人人都像蚂蚁一样想贪一点甜头，原因就在有权势的人家，天天挤满了趋炎附势的人，好像市场一样热闹，大家都怀着贪心而来，不是为了求名，就是求利。等到权势丧失，生活贫苦的时候，大家就一哄而散。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冷暖。

其实人人都喜好权势。有了权势而能不受束缚，自然是人格高尚；对于对势利荣华的诱惑而能不去接近，或是接近了却能不被它所污染，就更显得清洁高尚了。只是，石头都有棱角，但在流水长时间的冲激下，它的棱角久而久之也会变圆，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原本棱角方正的人，经过浮世的折磨，也就完全丧失掉了他的棱角，而成为又圆转又滑脱的轻薄之人。

有一位修道者，经过花街柳巷时，有人指着他说：这不是修道人该来的地方，修道者却回答的很妙：“太阳不是也照到尘芥吗？”倘若拿太阳的清心来修行，就绝不会被势利纷华所诱惑。

北宋著名的学者周敦颐借《爱莲说》一文，就曾对如上意境进行了到位的比喻。他在文中说：水里边和陆地上的草木，开的花招人喜欢的很多。很多人喜爱菊花，又有很多人偏爱牡丹花，我却喜欢莲花。我喜欢莲花从污泥中生长出来，自己却不被沾染，莲花在清水中洗过，却不显得妖艳。它不生藤蔓，也不长旁枝，气味清香，人们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但不能玩弄它。我看，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才是花中君子呀!

总之，心要放得正，放得诚，心正而意诚，超然于物外，任环境再恶劣，诱惑再多，绝不为之所动。就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才是最值得尊贵、令人欣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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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退让 知退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


[原文]


人情反复，世路崎岖。行不去处，须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处，务加让三分之功。


[解读]


原文着重阐释的是：人情事故变化无常，人生道路崎岖不平。因此当你遇到困难走不通时，必须明白退一步的为人之道；当你事业一帆风顺时，一定要有谦让三分的胸襟和美德。知退一步，须让三分其实是教诲人们做事不要草莽义气，而应懂得变通。

古人早已告诉我们，世界上最难猜度和改变的就是人心。有时候你越是想改变，效果越是相反。有时候走不通时，不妨退后一步，反而能够成功，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行得去处，务加让三分之功”，是一种谦让之法，因为世道人情变幻莫测，给人留点余地，做事留点分寸，也是给自己留条退路。特别是人生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了把功劳让给别人一些，居功自傲、得意忘形都是不可取的。何况人类的情感无比复杂，人心的变化也是奥妙无穷。今天认为是美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认为是丑，今天认为是可爱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是可恨。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就是“人情反复，世路崎岖”的道理吧。

知退一步，须让三分，也是岁月留给人们的深刻道理。人生活在一个泱泱的群体之中，少不了在个人利益、追求发展等方面发生相互交割。而知道适当地退让和割舍名利，则是显示了一个人博奥的修养和理性的成熟。这种修养与成熟，是追求人生顺畅的需要，更是自我追求更大目标的必要保证。因为一个人的追求目标往往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而更远的理想则需要留给自己一点周旋的空间。

三国时期，曹操的主簿杨修才思敏捷、聪慧过人，但有几件事情使得原本得宠的他在瞬间人头落地，将遗憾铭刻于千古。一是相府建一花园，门框架好后请曹操过目，曹操无言并提笔在门框写一“活”字，众人不得其意便请杨修诠解。杨修笑着说：门内有活乃“阔”，是丞相嫌门框太小了。曹操闻之，高兴之余，颇有妒才之意；二是塞北送来一盒酥，曹操在其上写下“一合酥”三个字，正巧杨修进来看见，便迅疾吆喝众人分而食之。曹操问何故，杨修说：丞相明书一人一口酥，我们哪敢违丞相美意。曹操顿生厌恶。终于，当食之无味、遗之可惜的“鸡肋”事件发生后，曹操大怒“匹夫怎敢造谣乱我军心!”逐将杨修借机斩首。

这段故事说明的道理较多，其中一个就是处世须留些面子给别人，不能依仗自己的智慧逼得别人无喘气的余地。如此，知退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不仅是一种谦让美德，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良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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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通 处世方圆自在，待人宽严得宜


[原文]


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当严，待庸众之人宜宽严互存。


[解读]


原文所要阐明的是：当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之时，待人接物应严正刚直；当政治黑暗天下纷乱之时，待人接物应圆通老练；当国家行将衰亡的末世之时，待人接物就要方圆并用。同时强调，对待善良的君子要宽厚，对待邪恶的小人要严厉，对待一般的平民大众要宽严互存。

这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治世与乱世交替进行，贤士们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的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事之法。如今的情况与古代已大不相同，故不必照搬照学。但如能领悟其中的精髓要义，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生成长依然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识时务？就是能够认清客观形势或时代潮流，能够跟着客观形势或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因时制宜，顺势而动。因而无论古今中外，只有识时务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俊杰。反之，如果不识时务，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和限制，逆时而行，盲目蛮干，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或被时代的车轮远远甩在后头，最终一事无成。

中国的大思想家孔子也曾说过：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退避隐居。也就是说，在太平盛世可以刚正，是因为社会总体是公平的，有可以刚正的环境，做人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大展拳脚，做出一番事业。在乱世要老练和随机应变，是因为环境险恶，随时都可能丧命，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紧急情况，需要机智来随机应变，需要老练来应付人与事；而在将要衰落的末世，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就需要两种手段都用了。

如今，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要面临着一个个具体的、复杂的机遇或挑战。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随机应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个人而言，随机应变是一个人智慧的象征。而从应变学来看，随机应变就是指在虑谋、施谋中所应用的策略随着具体的情况而变。所以，古书才称：“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意思是说，跟随时机调整策略就容易战胜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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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度 厚德载物，雅量容人


[原文]


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解读]


原文所说：越是污浊的地方，才会有很多生物生存；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常常不会有任何鱼虾生长。所以，人有高尚纯洁的情操是值得赞扬的，但过分清高就会使自己孤立。因为世上大多数人属于平庸之辈，要想与这些人相处，就得存一分宽容之心。

古人认为，一个心地纯真、修养很高的人，往往容易缺乏容人的雅量，因为道德自律严，便由己及人；或者太孤芳自赏、自命清高，使自身陷入孤立而没有朋友，就谈不上事业有所成就。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而且正邪善恶交错，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所以，我们立身处世的基本态度，必须有清浊并容的雅量。

中国古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换句话说就是，人太精明了就没有伙伴和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人有小小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小小差异，或者要求所有人一举一动均符合或者满足一己的标准。但人总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式，永远无法达到每件事的一致。因此，出现摩擦以至矛盾、冲突便是必然的结果。此时如果不能以一种宽容的精神调和于其间，事势就将无法收拾，结局便是人心不附，众叛亲离。

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在朝廷任职时，他在安徽桐城的家人和邻居因建房占地闹起纠纷，互不相让。张家人便给当大官的张英写信讲了此事，请他出面干涉。张英看信后，并没有倚仗自己官威欺压邻居，而是回信说：“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看完，便主动让出三尺空地。邻居也深受感动，也将墙退回三尺，两家和好如初。这就是“六尺巷”的由来，至今传为美谈。

相较于现实社会，当交往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之时，要善于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想成为一个德才兼备、有成就的君子，就必须要有清浊并容的雅量和气度，善于同各种人交往。

当然，容忍小人的确很难做到，但为了事业上的成功，为了照顾大局，就必须有“厚德载物，雅量容人”的胸襟。应该说谦让是美德，容人同样为美德。所以，一个人要想创造一番事业，就必须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的人才能为天下人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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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锋 操履不可少变，锋芒不可太露


[原文]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解读]


一个具有高深才德而又淡泊名利的人，一定会遭受那些热衷名利的人怀疑；一个言行谨慎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无所忌惮的小人嫉妒。所以一个有才学而又有修养的君子，如不幸处在这种既被怀疑又遭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可以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但也绝对不可以过分表现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中国亦有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这也是很自然的。古人强调说，当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不应怀疑自己，因为这是根本原则。当然，也不能无视现实，只顾自己锋芒毕露。正确的做法就是作适当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方便的法门，更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策略。

古人的总结对于当今的人们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处世之道。一个人有时如果在团体中表现得太杰出，而且光环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恐怕很难不遭人嫉妒。最好的调节办法就是正确地认识到这些，不要丧失了理智，经常将心比心地去思考别人的内心想法，去理解别人的做法，放宽自己的心胸。

常言道：“树大招风”。具有才德的人如果置身于容易招忌的恶劣环境之中，最好懂得掩饰自己的才华，不要锋芒太露。只是很多人不明白这种道理，尤其急于一展抱负的人往往力求表现，竭尽所能地展露才华，结果反而招致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排挤，更有忌恨者千方百计展开攻势，甚至不惜造谣中伤。

事实上，人的才能有高下之分，而嫉妒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所以，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应该谨记锋芒不露的道理。

汉高祖刘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秦亡之际，楚汉相争。项羽有勇无谋，不听范增之言，满足于西楚霸王的虚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嬉虞姬而失天下。而刘邦却重用萧何、韩信，深谋远虑，不露锋芒，退避汉中，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奇兵出川，短短三年，就灭项羽于垓下，最终创建了大汉帝国，传世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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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法宝 藏巧于拙，寓清于浊


[原文]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


[解读]


一个人宁可装得笨拙一点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用谦虚来收敛自己也不能锋芒太露，宁可随和一点也不要自命清高，宁可后退一点也不能太积极前进，这才是真正安身立命、高枕无忧的处世法宝。

藏巧于拙，寓清于浊，是我国传统处世哲学中的精髓。源于道家《老子》中的“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可道出“大道无形，大音稀声”等。其特点是冷静、理智，晦暗藏拙，以退备进，以养备攻。

实践中，特别是在强大的对手高压下，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藏巧于拙、装糊涂，扮作“诚实”的样子，往往可以避灾逃祸，转危为安。即使面临险境，或遇到突发事件而装傻看呆，也要比临危不惧和视死如归的壮烈要明智得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拙诚与对手周旋，确实不失为一种高明之术。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煮酒论英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时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刘备。刘备为防曹操谋害，就在后花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对自己的注意。一日，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议起谁为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张鲁，但均被曹操一一贬低。曹操指出英雄的标准——“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便问谁能担当。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刘备本以韬晦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匙箸丢落在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拾匙箸回答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问：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你为何惊怕？刘备说他从小就害怕雷声，一听见雷声只恨无处躲藏。自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必不能成气候，也就未把他放在心上。如此，刘备才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掩饰过去，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劫难。

所以，古贤门的“藏巧于拙，寓清于浊”，就是在告诫我们，在人性丛林里，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够小心谨慎为人处世，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更不要耍小聪明，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甚至为人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招致别人的轻视和怨恨，最终给自己的事业和人生造成不可想象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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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脱 身陷事中，心超物外


[原文]


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骂座，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故君子虽在事中，心要超事外也。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说：当波浪滔天时，坐在船中的人并不知道害怕，站在船外的人却吓得胆破心寒；当酒宴中有人酒醉而谩骂在座的人时，同席的人并不知道警醒，站在席外的人却目瞪口呆。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即使被某件事卷入其中，心智也要抱着超然事外的态度。

古人的经验表明，身在事中，心超事外，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少事息愤，而且能冷静客观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当然，至高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只要是人处于其中就会在事物中思考，产生感情并沉浸其中。真能脱身出来客观地看待一切，好像只有大圣人或大智慧者才能达到。不过，一般人努力去体会这个道理总是会有收获的。

中国的琴史传奇中有这样一个典故：成连教伯牙学琴三年后，对伯牙说只能传授弹琴的技巧，若要把琴真正弹好，须再请他的老师方子春来教。于是他把伯牙带到蓬莱山上，让他在此好好练琴，自己去请方子春。伯牙一人留在荒寂的海岛，海哮风涛，风云变幻，使伯牙顿悟，原来成连老师在教自己“移情”。此虽仅属传奇，却也使人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智者们就已经充分领悟了“身陷事中，必超物外”的深厚哲学思想了。

而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也是如此。如人的失误有很多都是在不冷静、头脑发热之下冲动造成的。其实在头脑冲动的时候，先冷静一分钟别行动，跳出身外客观地思考一下，就会冷静很多，然后再处理就会圆满许多。如同苏轼有诗说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现在的话说，身处某种环境中的人，视野往往会被眼前的景象迷惑住，就容易被局势所左右，失去冷静思考的空间，从而不能作出很好的判断。

人生的旅程就如同驾船远航，只有自己做个聪明的舵手，才能在航行中一帆风顺，进而到达我们心中的彼岸。因而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冷静，让自己有超然事外的心胸，这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也都能轻松顺畅地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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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 恶不可即就，善不可即亲


[原文]


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为奸人进身。


[解读]


原文是说：听到别人有了过错，千万不要立刻就起了憎恶的心理，因为可能是颠倒是非的小人为了宣泄心中不满而捏造出来的；听到某人做了善事，也不要立刻就去亲近他，恐怕是奸佞之徒为了进身所制造出来的。

这是古人教导后人，做人应该以理智处世，才能避免因一时不察而成为居心不良者利用的工具。

生活中，人通常在听到别人犯了错的时候，都会表现出看不起或憎恶的神情；而听到某人做了好事或有善行的时候，就会产生认同感，甚至要亲近此人的念头。但在未能进一步了解内情，作客观判断之前，就立即做出闻恶厌憎、闻喜即亲的反应，往往会使当事人受冤而遭受极大的痛苦，或让小人得逞心机。

战国时，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卫国的国君推荐苟变，认为他“是位可率领五百辆战车出征的奇才”。卫君却说，他知道此人可以当将军，但是他在当收税官时，利用工作之便吃了别人两只蛋，所以就没有重用他。子思便开导卫君，认为圣人选拔官吏，就如同木匠选用木材，应当取其长，弃其短。当前正处于战争形势下，在提拔武将时，却因为两只鸡蛋而抛弃干城之将，这是不可以让别的国家知道的。卫君听后再三感谢地讲：“一定遵从您的劝告。”

而孔子也在论语中说：听到别人说一个人坏，一定要实际考察他；听到一个人好，也一定要实际考察他。荀子也说，要是听到臣下说什么就听信，而不去实际考察，社会就会混乱。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只有对别人说的话保持慎重的态度，重要的是实际考察，才能避免误会别人和受人利用；对于一个处于领导位置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要谨慎!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听到某人有过错或做了坏事，不可马上信以为真而起厌恶之心，必须经过自己一番冷静地观察，以判断进言者是否有诬陷泄愤的意图；同样的道理，当听到某人有善行做了好事，也不要立刻就相信而去亲近他，也必须经过一番冷静观察，以免引狼入室，让那些奸人的手段得逞。

事实上，小人的本领就是善于钻营，这是古今通例。如果听到有人犯错，就马上表示厌恶；遇到有人行善，就即刻去亲近，都会给小人借题发挥，或借机攀附的机会。

在如今的现实情境当中，高风亮节的人也总会受到别人诋毁；而一个到处结交朋党、实际德行并不高的人，却又常会赢得众人称赞。这时就更应该考察当事者的实际情况再做判断，而不是根据别人的传言去做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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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 清浊并包，善恶兼容


[原文]


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解读]


原文之意：立身处世不可太自命清高，对于一切羞辱、委屈、脏污，都要适应并能容忍得下；与人相处不可善恶分得太清，不管是好人、坏人、聪明人、愚笨的人，都要习惯以至包容。

古人强调，做人要有雅量，心胸开阔之人能容纳一切荣辱冷暖，这样的人大可治国经世，小则安身立命；而心胸狭窄之人，无论在安邦定国，还是在个人发展上，都不可能成大器。

李斯《谏逐客书》中有语：“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从庶，故能明其德。”这也说明了“清浊并包，善恶兼容”的道理。何况“人清无友，水清无鱼”，每个人都有缺点也有优点，只要会运用，都可作为我们的借鉴。所以孔子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生活中，小心眼的人会遭到别人的排斥，大方宽容的人则总会得到别人的尊敬。而那些持身太皎洁、与人太分明，只顾自己做谦谦君子，却对别人斤斤计较的人，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还会因为自己的心胸狭窄而郁郁寡欢。这就像园子里只开着一种花，景致并不会有多美；而当各种各样的花都开在园子里时，百花才能争艳的道理一样。

所以，做人如果过于要求完美，在个性上其实已经是不完美的了，况且太完美往往也是不真实的。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就更不可能了。

如同孔子所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助成别人的坏事。小人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不愿成全人，却会忌妒人。不愿道人之善、成人之美，却生就一双鳝鱼眼睛、一副鸡肠小肚，挑剔人，说道人，嫉妒人，压制人，这样的人就像一个锥子，对群体的危害是很大的。而那些不说人之过，不矜己之能，能帮助人，成全人的人，就像一块平整方正的大石头，砌在哪里，都能使整个建筑稳固平实。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孔子 为什么以“成人之美与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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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 宁为小人所毁，勿为君子所容


[原文]


宁为小人所忌毁，毋为小人所媚悦；宁为君子所责备，毋为君子所包容。


[解读]


原文强调：做人做事宁可遭受小人的猜忌和毁谤，也不要被小人的甜言蜜语迷惑；做人做事宁可遭受君子的责备和训斥，也不要被君子的宽宏雅量所包容。

古人认为，被人赞美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但要看是什么人的赞美；被人批评是十分让人沮丧的事，但也要看是什么人的批评。小人的赞美是色彩斑斓的毒蘑，一旦吃到嘴里就会腐蚀你的身心；恶人的攻击是最好的赞扬，它证明你大公无私，是他们的敌人。而君子责备你，是因为他认为你是个有用之人，对你期望很高；而当他对你展现出包容时，也就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和责难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你能如此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甜言蜜语的人往往是会有所求的，爱扯是非的人则是口是非心的小人。教训就是，面对小人的媚悦，他们的企图能否得逞，就要看自己的道行了。而面对君子的责难，能否做到坦然接受，也要看自己的德行。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子贡问孔子，如果整个乡里的人都喜欢的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还不行。子贡又问：那如果乡里的人都厌恶讨厌他，这人又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也不行，最好的人是整个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而乡里的恶人都憎恨讨厌他。

生活中，我们一般人听到赞美都会高兴，而听到批评都会不开心，这其实是正常地反应。可如果听到了正确的批评不生气，不反感，而是听进心里去；听见夸奖不飘飘然，而是正确地考虑人家为什么夸奖，用平和的心态面对，则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很高要求。能这么做的人，会视这种反应为鞭策，时刻反省那些君子朋友和小人朋友都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及时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所以，对那些诚心交流情感，直率说出你不足的人，可视为正人君子。

需要记住的是，当真心的朋友对你连批评都没有了的时候，表明人家对你是真的失望了；而当你为小人所谄媚而不是诋毁的时候，也说明你已处在了危险的边缘了。

如同我们俗话所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image: ]





 守心门 守口须密，防意须严


[原文]


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意乃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


[解读]


原文所说：口是心灵的大门，假如大门防守不严，内中机密就会全部泄露；意志是心的双脚，假如意志不坚定，人就会走入不正当的邪路。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隐藏着机密，做不到守口如瓶，就难免招惹是非；而自己个人心底的秘密，也不要轻易向他人提起，坦白、直率，反而会使你和他人陷入尴尬，给大家的生活造成困扰。

生活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句话到什么时候都是不无道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畏惧什么不敢去说话，而是注意要适时地说，更要知道有些话该如何去说。即使在现代的人际交往中，也依然在提倡“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其实也是要求有些话是要分人、分事、分地点、分时间才能说的。这不仅是想要说话的效果，更是人际交往中必须注意的语言艺术。

一次，子路问孔子：鲁国大夫在父母死后二十七个月的服丧期间睡在床上，这合乎礼吗？孔子说不知道。子路出来后告诉子贡说，原以为先生是无所不知的，可先生也还是有一些不知道的事理!子贡就问子路问了些什么。子路说：我问鲁国大夫在服丧期间睡床合不合乎礼，先生却说不知道。随后，子贡又去问孔子：服丧睡床，合乎礼吗？孔子这回说不合乎礼。于是，子贡出来告诉子路，先生乃博学之人，你问得不对。按照礼的规定，住在大夫所管的地方，不要说大夫的不是。

由此可见，语言使用不当，会云遮雾障，山重水复；而语言使用的正确，则会云开日出，柳暗花明。

至于“意乃心之足”，这一层的意思，强调了一个明显的道理：心中有“马”是很容易躁动的，而意念则是带它驰骋的千里足。如果人的意志不坚定，就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从而迷失于内，久而久之，人就会误入歧途，偏离他本来正确的轨道。而当失去了正确的人生航向，人也就不可能及时到达人生的彼岸了。

因此，守口如瓶与防意谨严都是古人所强调的处世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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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之阱 非分收获，陷溺根源


[原文]


非分之福，无故之获，非造物之钓饵，即人世之机阱。此处着眼不高，鲜不堕彼术中矣。


[解读]


原文强调：不是自己理应享有的福气，无缘无故得到的意外之财，即使不是上天故意来诱惑你的诱饵，也必定是人间歹徒用来诈骗你的机关陷阱。而为人处世如果不在这些地方睁大眼睛，人就会落入小人所设置的圈套之中。

如同俗话所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只会是个陷阱一样。古人也进一步总结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奢望，面对意外收获更需要三思”的道理。

通常情况下，设陷者都深谙“欲取之，先予之”的道理，先给你点甜头，接下来便是毒药了。即使是偶尔获得的意外惊喜，也往往会给自己的生活埋下某种祸根。

周宣帝皇后是杨坚的女儿，宣帝使杨坚任上柱国、大司马等重要官职，地位显赫。宇文氏家族的成员对杨坚的猜忌很大，谋害杨坚的阴谋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后来，宣帝本人对杨坚也产生了疑忌之心。大象三年，宣帝因荒淫过度而死，他九岁儿子宇文衍即位，杨坚入朝主政。宣帝的弟弟汉王宇文赞早就想当皇帝，上朝听政时常与杨坚同帐而坐，杨坚对此非常恼火。杨坚知道宇文赞是个酒色之徒，就选了几个漂亮的姑娘送给宇文赞，宇文赞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而他的权力欲望也从此减退了。他不仅搬回了王府，还天天与美女娱乐玩耍，不问政事。这样，杨坚终于在公元581年7月14日称帝，建立了隋朝。而宇文赞也由于一时之贪，即使有点刚毅之气也化为了乌有，只能任行贿者摆布，落得个可怜的下场。

其实，“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欲祸之，必先福之”，“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等等，都说明了“非分之收获，陷溺之根源”的道理。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诈骗者之所以能诈得人钱财，也正是利用了人们贪图非分之财的弱点，这跟鸟鱼贪图意外食物而上钩完全相同。

所以，生活中为人处世应有些固定的原则，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水准。非分之想不可有，不义之财不可取，非我之物不动心。而要想清名于世，安然于世，就更须做到非我之财不要，明白“非分收获，陷溺根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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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须冷眼观物，勿轻动刚肠


[原文]


君子宜净拭冷眼，慎勿轻动刚肠。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有才学品德的君子，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应该注意保持冷静态度细心观察，千万不可以随便表现自己刚直的性格，以免坏事。

古往今来，智慧的人随时都能擦亮双眼，看透事物的因果，以冷静的态度来处理棘手的问题；而刚直的人则喜欢直来直去，遇事容易头脑发热，冲动之下往往会失去理智，最终损人害己。当然，人在受到侵犯时确实较难做到冷静。此时如果眼易红、头易热，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思想就容易偏激，从轻动刚肠到大动干戈，最后的局面也就往往不可收拾了。

古人已经总结出，“过刚必折”并不是刚的错误，而是世道本弯，有时不得不委蛇而行的道理。其实这也是人生的无奈。

生活中，正派人一般都待人热诚，所谓古道热肠；遇事正直，所谓胸怀坦荡。但为人处事就必须讲究方法。待人热诚、一幅刚肠固然是对的，但热情过度，常常会造成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相悖。因为太过热情，有时也可招致别人的怨尤；而因一时的热情而轻举妄动，或许还会铸成大错。遇事坦诚直率也当然没错，但也要看对象能否接受，不能认为自己直率是优点，伤了人就一定可以获得别人的谅解。有时直率的出发点虽好，办事的设想也可行，但很可能由于性格不合而难以成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坦诚直率往往也伴随着教化、固执、生硬，这与净拭冷眼的办事原则似有不符。

日本古时候有一个武士叫镰仓权五郎，他作了源义家军队中的先锋，在战场上冲锋时，被敌人的箭射中眼目，却一点都不怯懦。他没有取下箭矢，就奋勇把敌人射死，然后倒在草地上。他的同僚将官三蒲为继走到他的身边，想设法由眼睛里拔除箭镞，以脚踏权五郎的脸。这时候权五郎忽然跳起来要杀为继，为继吃惊地躲开，问他什么缘故？权五郎回应说：武士死于战场是常有的事，但生平还没有人敢用脚踏着我的脸，我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为继领悟了他的语意，深深谢罪，然后跪在地上，将箭由权五郎的眼中取了出来。如此，君子应以铁石心肠、冷静头脑来担当大事，才不至于有失中正。

当然，“净拭冷眼、勿动刚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在生活的长久磨砺中逐渐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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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 舍己毋处疑，施恩勿望报


[原文]


舍己毋处其疑，处其疑即所舍之志多愧矣；施人毋责其报，责其报并所施之心俱非矣。


[解读]


与原文对应的说法就是，假如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需要做自我牺牲，就不应存有计较利害得失的观念，有了这种观念就会对自己要做的这种牺牲感到犹疑不决，就会使一个人的牺牲气节蒙羞；而一个人想要施恩惠给他人，就不要希望能得到人家的回报，假如一定要求对方感恩回报，那么原来要帮助人的一番好心也会变质而面目全非了。

自古以来，舍己为人和乐善好施都是中国推崇的美德。原文则进一步强调了，如果在这种美德中添加了私心的成分，其意味就会完全变质，甚至是在表白一个人是多么的自私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世间真正的奉献精神，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斤斤计较的善举，只能是做作的、矫揉的、打了折扣的。

如同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为他人做了一件好事，逢人便说，遇人就讲，即使他不是为了说才去做的，其结果也只会被人误会自己的善举，而真正用心也就会被人怀疑了。

其实，古人们也一直在强调，当一个人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时，客观上是帮助了别人，主观上却也是帮助了自己。也就是说，这件好事既是为别人做的，也是为自己做的，做好事的人是在为自己积累善举。所以，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会看重自己所拥有的，看轻自己所没有的。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一个人才会不宠、不惊、不骄、不躁、不怨、不怒，去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会正确看待自己所追求的。

进一步地说，恩与怨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施恩望报，恩会转化为怨；施恩不当，恩也可以转化为怨。因此古人主张，在待人处世时，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施恩与受恩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怨恨，做好释怨的工作，以便化怨为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历史上的齐桓公重用管仲，可算是以直报怨的范例。齐襄公死后，两个异母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从鲁国和莒国回齐国争夺王位。管仲是辅佐公子纠的。在回齐国途中曾箭射公子小白，试图为公子纠铲除竞争对手。但公子小白并没有死，抢先回到齐国都城临淄并夺取了王位，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结果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送回齐国。齐桓公本来对管仲有刻骨之恨，想杀死他，后来齐桓公听了鲍叔的劝告，不但没有杀管仲，还亲自出城迎接，任命他为相。最终，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这和他不记一箭之仇、重用有治国之才的管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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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利 隐无荣辱，道无炎凉


[原文]


隐逸林中无荣辱，道义路上无炎凉。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退隐林泉之中与世隔绝的人，对于红尘世俗的一切是非完全都忘怀而不存荣辱之别；一个讲求仁义道德而心存济世救民的人，对于世俗的贫贱富贵、人情世故都看得很淡而无厚此薄彼之分。

换句话说，隐者无名，正因为他们不争名，才能抛开世间荣辱，落得一身轻松；而义士无利，正因为他们不争利，才能忘却世态炎凉，换来两袖清风。

历史上道家提倡出世，故隐者之所以无荣辱之感，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世俗的是非观念，世俗之人所谓的荣辱，在他们看来不过如镜花水月。

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徐无鬼靠女商的引荐得见魏武侯，武侯慰问他说：先生一定是极度困惫了!为隐居山林的劳累所困苦，所以方才肯前来会见我。可徐无鬼却回应说：我是来慰问你的，你对于我有什么慰问!你想要满足嗜好和欲望，增多喜好和憎恶，那性命攸关的心灵就会弄得疲惫不堪；你想要废弃嗜好和欲望，退却喜好和憎恶，那么耳目的享用就会困顿乏厄。我正打算来慰问你，你对于我有什么可慰问的!武侯听了怅然若失，不能应答。

而历史上的儒家则提倡入世，故在道义路上就要恩怨分明，提倡“人我两忘，恩怨看空”。孔子就曾说过：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正因为儒家讲的是世间作为，所以凡事都权衡轻重，而且处处以中庸之道为准。

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导致了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但在我国传统思想中，以上两种观念又往往融为一体，既提倡出世不计恩怨，又提倡在入世中行道义不计荣辱，故无所谓炎凉。

所以，根据中国人儒道合一的传统，也不难看出它是教人们用一颗隐逸之心去面对人生路上的冷暖无常，达到一种“既无荣辱，何来炎凉”的心境；也只有存道义之心、无荣辱之感，一个人才能成为情感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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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争 过归己任，功让他人


[原文]


当与人同过，不当与人同功，同功则相忌；可与人共患难，不可与人共安乐，安乐则相仇。


[解读]


原文所说：应当有与人共同承担过失的雅量，不可有和人共享功劳的念头，因为共享功劳彼此间就会互相猜忌；可以有与人共患难的胸怀，不要有和人共安乐的贪心，因为共享安乐之中彼此容易互相仇视。

古人认为，明智的人与人分担过错，却不与人争功。因为他们明白“同功则相忌”、“安乐则相仇”的道理。所以，古人一直强调有难同当、有福礼让、推功及人、明哲保身的做法是高明的，既能流芳千古，又得逍遥自在。相反，就会祸及其身、大难临头了。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同过不能同功，最能反映在帝王和开国元勋们之间。纵观历史，凡是能够得享天年的，都是那些及早抽身、急流勇退之人，如春秋时越国的范蠡。而功高震主又不懂得避嫌的，基本没有好下场，如汉初的韩信。明白此道理，纵然功高盖世，亦不可贪功，不可恋位。

汉朝开国功臣张良和韩信是两种典型的代表。张良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劳可谓卓著。可是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功成身退、称病在家，很少过问朝政，免了刘邦的后顾之忧。而韩信就不那么明智了，自己已经功高震主，却又不肯收敛示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最终，刘邦找个了借口杀了韩信，使得一代英雄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实在是令人叹惜!

从古到今，能够同享安乐、共受富贵的真是不多，倒是兄弟相煎、君臣猜杀，父子干戈的例子俯拾皆是。尤其是在君臣之间，遵守的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惯例。所以，史上能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的，就可以算是大仁大义了。

所以，古人的智慧强调，待人处世要勿争，争则陷入一种自寻的烦恼之中，不争则是与人相安的一种方式。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应先看透这样简单的世俗心理。

如果对应我们的现实生活，虽然社会环境早就天壤有别，但古人的上述智慧，仍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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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乐 路要让一步，味须减三分


[原文]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解读]


原文所说：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

古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留一步，让三分，是值得提倡的一种谨慎的为人处事方式。如同中国人自古就提倡的谦让是一种美德一样，反映出了适当的谦让不仅不会招致危险，反而是寻求安宁的有效方法。

与之相对应的说法，则是中国古人强调的“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也就是说，忍耐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修养；而急躁冒进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坏事。没有修养的人才会急不可耐，脾气暴躁，本想成事却会事事无成。真正成就大事业的人，有时挺拔中却带有几分柔韧，在受到重压时能曲而不折。他们内心认真坚持着一贯的道理，但为了不吃亏，也会迁就世俗的要求。所以，这些人往往表现得大智若愚，让人看上去像是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但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秦二世继位后，陈胜、吴广起义，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的三十余博士们，问有人造反是不是真的。其他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认为正好可以借题发挥，就把天下的乱象说了一遍。唯有叔孙通说，不过是些小毛贼，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实情的博士们，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叔孙通回馆后，却赶紧收拾行李遛之大吉。他认为秦王朝没希望了。后来，叔孙通投奔了汉王刘邦，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只捡那些出身强盗的强壮之人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叔孙通听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果然，刘邦建立汉朝后，大臣们议事时没有规矩，没有秩序，场面上一团乱糟，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是担忧。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建议刘邦制定礼法。随后，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演习好后，请出汉高祖坐朝。刘邦看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朝拜气派时，眉开眼笑，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直接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跟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得到了赏赐和提拔。

所以，处事上替别人着想一些，处处留有余地，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安身立命之本。就像我们现在仍然在说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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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让 退即是进，与即是得


[原文]


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


[解读]


原文所说：为人处世都要有让人一步的态度才算高明，因为让人一步就等于为日后自己进一步做好了准备；而待人接物要以宽厚真诚的态度为福，因为给人家方便是日后给自己留下方便的基础。

中国也有古话说：“言不说尽，人不做绝。”说的也是留一分余地的道理。自古以来，如何维系良好人际关系一直都是做人处世的重要课题。古人认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结下难解的仇怨，很多的情况都是自绝后路造成的，也就是与人产生摩擦时把话说绝、把事做绝了。

其实，人际关系实则是利益关系，为人处世只要懂得谦让容忍、宽大为怀，凡事多为他人设想一些，不着眼于私利，不仅能给自己营造出安逸的生存环境，更能调度从容，储备力量，重整旗鼓，等待进一步的时机。

上古时期，古公亶父和他的部落先是居于邠地，他们不时受到狄人的侵扰。开始时亶父不抵抗，因为亶父的部落很弱小，完全不具备抵抗的条件。所以，他们通过赠物以求和平。但是，如此几次三番，狄人仍然没有停止侵犯，亶父终于明白了狄人的意图。他便召集邠地长老，告诉大家：狄人所要的其实是土地，而土地又是养人之物，不能因为它而使人遭害，大家只好放弃它了。于是亶父将自己的部落迁到歧山，最终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发展了强大的基业。就此孟子认为，亶父在不得已时采取的暂时规避，正是智者成事之心。

而“将相和”就更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了。廉颇是赵国的名将，蔺相如由于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了上卿，位置在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说见到蔺相如就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后，就一直刻意回避他，甚至假装生病不上朝以免与廉颇同列。面对他人的不解，蔺相如解释说：自己连秦王都不怕，怎么会怕廉将军呢？只是秦国之所以忌惮赵国，就是因为武有廉将军，而文有自己。如果这两个人之间起了争斗，秦国就会趁虚而入。廉颇听说后，十分羞愧，就光着上身，绑上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自此，赵国出现了将相和睦的大好局面。

所以，“让一步”、“宽一分”的待人处世原则，不仅可以求得自我的精神慰藉，也足以赢得世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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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度 对小人不恶，待君子有礼


[原文]


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


[解读]


原文所说：对待道德品行不端的小人，抱严厉的态度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内心不憎恨他们；对待品德高尚的君子，做到敬重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做到对他们真正的有礼貌。

孔子也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就是说，君子不要因为某人的话说得好就推举他，也不要因为某点不好就否定他的一切言论。

古人认为，小人总是有很多过失被人发现，因此一般人都会严词训勉他们，这做起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于对事不对人，只就他们所做的错事来训诫他们，不要因为讨厌他们的人而训诫他们，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他们。其实人都是可以转化的，我们因为小人做事不好或品德上的不足而憎恨他们，却不去教育，那么小人依然会是小人。

反之，对待君子任何人都会敬重他们，可是如果太谦虚就会流于谄媚，使自己由于过分自卑而处于卑微地位，这就不是应有的礼貌。正确的做法，应使礼貌能合乎节度。

有一年闹饥荒，有个小偷夜间潜入陈实的卧房，躲在房梁上窥伺，被陈实发觉。陈实并不惊动他，而是起身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把儿孙唤到跟前，严肃地训导他们：人不能不知道自勉。那些恶人未必本来就坏，因为沾染了坏习惯，才达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房梁上的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偷一听，大吃一惊，慌忙跳下地来叩头请罪。陈实语气缓和地开导他，看模样不像坏人，应该好好改掉自己的恶习，重新做个好人，干这种事大概是由于贫穷所迫罢。他还吩咐家人取出二匹绢，送给了这位表示悔过的梁上君子。这事传开后，周围有劣迹的人感到自愧，盗窃的事逐渐少了。

古人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其意义依然是鲜明的。

这里不妨借用古人的另一句话：小人固宜远，然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小人不亲近，也不公开结为仇敌，对君子既亲近，又不曲意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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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源 恩功当念，怨过宜忘


[原文]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


[解读]


原文是说：自己如果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常常挂在嘴上或记在心里，但是假如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则一定要经常反省；如果别人曾经对自己有恩，就应常记于心，不可以轻易忘怀，但别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则不应常记心间。

中国的传统美德要求，做人上对自己忘功不忘过，对他人忘怨不忘恩。如今，类似的成语还依然广泛使用。如“以德报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等。

中国古贤历来提倡：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为人一生，总会或多或少受到过别人的帮助。而受人点滴恩，应当涌泉相报，不可忘记别人对自己的恩惠。古人还认为，当别人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时，不要一辈子挂记心中，应及早忘却。

魏信陵君(名无忌)杀了晋鄙(魏国带兵官)，击破秦军，解除邯郸被围困的危机，救了赵国之后，赵王亲自出郊迎接。唐雎对信陵君说：他听人说有些事无法得知，但有些事不可不知，有些事不能忘，但有些事不能不忘。信陵君问其何意。唐雎回应说：有人恨自己，自己无法得知，但他恨别人，却不可不知；而别人有恩于自己，就不能忘记，但自己有恩于别人，就不能不忘了。唐雎进一步说：先生杀了晋鄙解除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这是大恩，希望你能忘记对赵国的恩惠。因为心里老是记着对别人的恩德，势必带来恩大仇大；而对别人的怨恨要是不能及时化解，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信陵君便听从了他的建议，而后史对此也多有良好评价。

再如，孟尝君被逐之后恢复相位，重回齐国时，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他问孟尝君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他而想杀人。孟尝君说“会”。随后，谭拾子通过市场来比方“求生存和避免危亡”的道理，最终打消了孟尝君要报复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的念头。

对比现今的人们，当两人发生争吵之时，最常听到的就是互相数落对方的不是，或是曾给予对方多少好处等对话。所以，我们真该从古人的处世原则中汲取些相应的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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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信 毋偏信自任，毋自满嫉人


[原文]


毋偏信而为奸所欺，毋自任而为气所使，毋以己之长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解读]


原文意在表明：一个人不要误信他人的片面之词，以免被奸诈之徒所欺骗；不要过分自信自己的才干，以免受到一时意气的驱使；不要仰仗自己的长处去对比宣扬人家的短处；尤其不要因为自己的笨拙，就嫉妒他人的聪明才智。

其实，上述训导就是在要求后人树立客观公正的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中国也有古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也是在强调一个人要注意倾听多方面的声音，才能全面了解情况，进而有助于公正地处理事情。同时，古人还强调，有些人因自己有些能力或本领就盲目自信，往往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以至目无一切；而这些人又对自己的不足往往喜欢掩饰，甚至以此妒嫉别人的长处。

其实，人有本领、能力强是好事，但如果借此而形成许多恶习，便变成了坏事。一个人如果过于自信就容易偏信一口之言，以此待人便会目中无人，这样意气用事，往往会被人利用。以至于妒人之能，却难以自知。

古人认为，一个修养好的人，往往具备公正、无私、诚恳、同情的品性，而偏袒、自私、欺骗、嫉妒则往往表现在修养较差的人身上。一个人善良的本性一旦被蒙尘，劣性便占了上风。可见，一个人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其关键完全在于自己的修省磨练。

唐朝建立后，很快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兴盛的封建帝国。这一盛世即与当时的君主和贤臣们不偏信自任紧密相关。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叫明，怎样叫暗？魏征回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帝舜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被软禁饿死；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仁君广泛听取意见，则贵族大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唐太宗即回应说：好啊!

只是，现实生活中，传言、谗言却大行其道；更有一些人天生就喜欢贬低或嫉妒他人。这表明，人性中的偏信、自傲、贬抑、嫉妒等劣根性，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而当一个人的劣根性大于人性中的善良面时，其所思所见的一切都将变得丑陋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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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怒 弥缝其短，化诲其顽


[原文]


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固，要善为化诲，如忿而疾之，是以顽济顽。


[解读]


原文所说：发现别人有缺点过失，要婉转地为他掩饰或规劝，假如在很多人面前揭发传扬，这不仅会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也证明自己的无知和缺德，是用自己的短处来攻击别人的短处；而当发现某人个比较愚蠢固执时，就要很有耐心地慢慢诱导启发他，如果厌恶，不仅无法改变他的愚蠢固执，也证明了自己的愚蠢固执，就像是用愚蠢救助愚蠢一样了。

中国有另一句俗语：说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其意也是表明，在背后说人是非，其行径无异于暗箭伤人，是挑拨是非的小人。

古往今来，人们最烦恼的莫过于被闲言碎语、是是非非所缠绕。不过，关键还在于自己的修养，自己对是非抱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自己有时也会卷了进去还浑然不觉。其实，“以短攻短”、“以顽济顽”也是人们常犯的错误，也可以说是人性的一大弱点。尤其是人在激烈的争辩中，常会针尖对麦芒，不肯相让，这是出于一种防卫的心理。

一般人在揭发他人短处时，多少都会加上自己的批评。当这种攻击他人的话语经辗转所述之后，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短处被人拿去到处宣扬，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只是，生活中总有人不懂得将心比心，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甚至还得意于自己的消息灵通。

古人早已总结出：喜欢道人是非者，往往也会自食恶果，会因此遭受别人的轻视与提防，进而变成别人排挤的对象。

如此，做人应当本着隐恶扬善的态度，不要妄议他人长短。要学会“制怒”，首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到任何时候都不恶语相向。有此修养，心胸自然豁达，情绪自然开朗。如果有人向我们打听某人的作为时，我们也应本着“隐恶扬善”的态度相告。因为一个喜欢揭发人家短处的人，同时证明他自己的为人一定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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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人 对阴险者勿推心，遇高傲者勿多口


[原文]


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


[解读]


原文所说：当你遇到一个表情阴沉，不喜欢说话的人，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推心置腹表示真情；而当你遇到一个自以为了不起又固执己见的人，就要小心谨慎尽量不要多言了。

人的表情往往是内心世界的反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个性，表现出来的方式也不一样。而人立身于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接触。但人性有善有恶，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终其一生只会遇到好人。所以与人往来，还是要先多一份观察才行。

人在处世时，学学观人本领是很有必要的。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莫要全抛一片心。”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是看不出一个人的品性好坏的，也就很难决定交往的程度，说话的深浅。当然没有心理评判，仅凭表面观察同样也是不够的。

原文中的“沉沉不语”和“悻悻自好”，都不是胸怀坦荡的表现，所以对这两种人都应该加以提防，以免遭到暗算。俗话说：“雄辩是银，沉默是金”。适时的沉默，既是防身之策，又是挫人之法。

范雎见秦昭王，秦昭王向他请教，头两次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秦昭王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时，范睢才推心置腹、畅谈起来。范雎的一席话也终于打动了秦昭王，他本人更被封为宰相。所以，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是依赖彼此语言交流来实现的，这就反映出了语言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如果一个人直言直语，不分场合和对象，任意信口开河，无论是对人或者是对事情，都会让别人无法接受。如果人家又不直接流露出来，自己就会为自己树立敌对面，人际关系便会出现障碍。进而，可能会因此受到别人暗中的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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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寸 刻则失善人，滥则招恶友


[原文]


用人不宜刻，刻则思效者去；交友不宜滥，滥则贡谀者来。


[解读]


原文意在表明：用人要宽厚而不可太刻薄，如果太刻薄，即使想为你效力的人，也会由于受不了你的刻薄而离去；交友不可太轻率随便，如果这样，那些善于逢迎献媚的人就会设法接近你，来到你的身边。

很明显，用人之道与交友之道是不同的。用人之道在于发挥各人所长，使得人尽其才，所以宜宽不宜刻。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称为是高明的领导艺术。所以用人时，应该看到他的长处，不要乱苛责他去做不善于的事情，而应让其去做善于做的事情。

汉末，黄巾事起，天下大乱，曹操坐据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州牧刘备听徐庶和司马徽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今河南南阳城西)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但前两次诸葛亮都找借口外出不在，而张飞也不愿意再来，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之情，并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面临的危险局面。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却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则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仍然第三次探访诸葛亮。此次适逢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没有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诸葛亮见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请他帮助，最终决定出来全力帮助刘备建立蜀汉皇朝。此事便被后人称为“三顾茅庐”。

其后，人们对那些懂得用人哲学，礼贤下士之事，就常喻为“三顾茅庐”了。

对于交友，中国早有古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得俊友，则胜遇良师；交得狐朋狗友，则如身落染缸，能毁了一生。所以，古人也颇有心得地认为，人生有二三知几足矣。关于交友之道，古人还劝世人“无友不如己者”，意思就是说不要交品学不如自己的人，因为一旦交到恶友就会影响自己的为人，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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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万物 山峻无木，水湍无鱼


[原文]


山之高峻处无木，而溪谷回环则草木丛生；水之湍急处无鱼，而渊潭停蓄则鱼鳖聚集。此高绝之行、褊急之衷，君子重有戒焉。


[解读]


原文所说：高耸云霄的山峰地带不长树木，只有溪谷环绕的地方才有各种花草树木的生长；水流特别湍急的地方没有鱼虾栖息，只有水深而且平静的湖泊鱼鳖才能大量生长繁殖。这是因为地势过于高峻、水流太过于湍急的缘故；而这些地方也都不是容纳生命万物之处，所以有德的君子待人处世必须严加戒除这种心理。

古人认为，伟大寓于平凡，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人才是真伟人。才德之人见于细节，从点滴做起，这样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显示出品德的高尚。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标奇立异的人，属于“高绝之行，褊急之衷”之辈，是君子所不足取的。

在现实中，伟大的人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如同历史上的伟人活着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并没有觉得他伟大，包括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而是经过多年之后，后人的评价，才产生了伟大。而孤傲、自认为了不起的人，往往会失去周围的环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脱离了生活。

一天，哀公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孔子回答说：讲话力求忠诚老实，不自以为是，具备仁义道德但表情上从不显出骄傲神色，思虑谋划明白通达但言辞上从不争强好胜，所以举止从容不迫，好像什么目的都可以达到，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

所以，古人认为，君子就是谦谦之人，有涵养的人。君子尽可能不与人争执、论辩，把锋芒和力量深深隐藏起来，深谙韬略之术的人。君子所说每一句话，力求有根有据；做每一件事，力求有礼有节；君子随和、宽容、谦逊、自信，以静制动，以守为攻，以不变应万变。从外表上看，没有比君子更笨拙，更怯弱的人了。

生活中，虽然有德之人、建功立业的伟人是不怕孤独的，而真理也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耐得寂寞。但这不是说人要把自己放到空中楼阁之中，让思绪永远停留在理想世界里，因为人不可能离开现实世界而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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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贰辑 政论篇2

“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怀廊庙的经纶。”“读书不见圣贤，如铅椠佣；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讲学不尚躬行，为口头禅；立业不思重德,为眼前花。”这些寓意深厚的哲理性语言，都是《菜根谭》送给古今居官从政之人的警世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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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 轩冕客志在林泉，山林士胸怀廊庙


[原文]


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


[解读]


原文所说：身居政职的人，要保持一种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思想；身为平民居住在田园中的人，必须要胸怀治理国家的雄心壮志。

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儒、道思想影响极大，表现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一方面是积极入世，力图实现理想抱负；一方面真心出世，力求品味林泉真趣。这也使得看似两相矛盾的东西，却机巧地统一为一个整体了。古人认为，如此这样，才可以在权势上保持几分山林雅趣，缓和过分热衷名利的紧张。

当然，这里的出世又分为真出世和假出世。假出世是以出世作为入世的手段，作为当官的资本；真出世是退隐，不屑于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一个人只要能做到隐居山林间隐士们的高风亮节，就能体会出孔子所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也才能领悟到生活在林泉之下的哲理。不过，不管是真退隐还是假出世，都应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关心国家大事这样的问题。所以，古人认为，尽管一个人可以过着闲云野鹤般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不可以完全忘记国家兴亡大事。

古人认为，凡夫俗子如果没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济世救民的宏大抱负，那就既谈不上入世也谈不上隐退，不过随波逐流，随生随灭而已。隐是以仕为前提的，退是以进为前提的，没有积累进取的志向就谈不上退隐林泉的超脱。

东汉初年的严子陵，东晋末年的陶渊明，都是古代杰出的隐士。前者在富春江潇洒地垂钓，后者在南山默默地躬耕，他们都不挤在冠盖云集的京华，而独处在僻远的山水田园，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敬仰。其实，在富春江钓鱼的不只严子陵，在庐山脚下耕田的也不只陶渊明，人们为什么单赞美他们两人呢？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两人只是普普通通的渔翁和农夫，就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了。要是他们像农夫渔父那样平庸草草过一生，与草木一同烂掉，怎么又可能美名流传千古呢？

相较与现代，人们参政议政的意识更强烈，表现个人意愿的方式也更多，社会的透明度越来越大，所以个人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多种选择。但是，“志在林泉，胸怀廊庙”的传统依然影响着中国人。而社会的发展更不容许人把自己封闭于社会之外，锁在个人的小天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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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 保已成之业，防将来之非


[原文]


图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业；悔既往之失，亦要防将来之非。


[解读]


原文是说：与其谋划没有把握完成的功业，倒不如维护已经完成的事业；与其懊悔以前的过失，还不如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错误。

生活中，人们总是认真思索自己的未来，然而，许多人在认真开创未来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影响未来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是“把握现在”。因为，只有认真地活好当前每一天，才能积累实现未来的能量。

古人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人看见天上的野鸭子飞过，便拿弓箭准备出门打落它。但是出门后，却想着抓了野鸭子后到底是炖着吃还是炒着吃，等他考虑好后，野鸭子早就飞不见了。

大思想家孟子即认为，谋取事在人，成事也在人；有成事的愿望远远不够，还应实实在在地按成事之道去做，才会有实效。

孟子在魏国时，有一次惠王问他：自己对于国家也算费尽心力了，河内受灾，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饥荒，自己也用了同样的办法。自己曾考察别国的政治，也没有谁比自己更尽心的，可为什么他们国家的老百姓不见减少，而自己的百姓也不见增多呢？孟子认为：惠王只是如此这般不会把国家治理得比别国更好。因为惠王只依了天时行事，而自己该做的却没有做。于是，孟子进一步论道：做国君本来应该尽力使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可是现在却是富贵人家的猪狗吃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制止，道路上有了饿死的人也不开仓赈民，竟然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年成不好”。这与拿刀杀了人却说不是自己杀的有什么不同呢？做国君的假若不去归罪年成，而真正动手改革政治，行仁政，就能真正治理好国家了。

孟子一席话所要表达的，就是“谋取事在人，成事也在人；有成事的愿望远远不够，还应实实在在地按成事之道去做，才会有实效”这样的道理。

其实，人的一生可划分成三个阶段，即过去、现在、未来。现代人正确的做法是：不懊悔或夸耀自己的过去，应检讨或反省过去；不轻视或不满现状，而应把握或迁就现实；不梦想或恐惧未来，而要策划或开创自己的未来。如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我们可以检讨过去来借鉴眼前并策划未来，把精力放在当前，立足于眼下，从现在做起。这才是干事业者应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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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念 一念贪私，万劫不复


[原文]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只要心中刹那间出现一点贪婪或偏私的念头，其原本刚直的性格便会变得很懦弱，原本聪明的性格便会被蒙蔽得很昏庸，原本慈悲的心肠会变得很残酷，原本纯洁的人格就会变得很污浊，结果是毁灭了一辈子的品德。所以圣贤认为，做人要以“不贪”二字为修身之宝，尤其是居官者。这样才能超越他人、战胜物欲度过一生。

明朝王阳明主张致良知。他说：“良知无待他末尽人皆有，只是被物欲汨没了它。”可见人要是贪心一动，良知就泯灭。良知一泯灭，就失去了是非与邪正的观念，刚毅之气就化为乌有，光明的智慧也变成昏暗的了。对人施以恩惠的仁爱之心，也变作残酷刻薄的念头，清清洁洁的品德也染上了污点，如此一念之差，便使一生的人格破产。

古代的圣贤教人不起贪心，提倡天下为公的大道理，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圣贤能过超人的生活，居于常人之上，受到后世的无比尊崇。

就字义而言，“贪”是得到而不知足的意思。有句俗谚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一个心有贪念的人，胃口只会愈来愈大，敛取的手段也会愈加胆大妄为。以至于“忠孝节义”这些为人准则，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更谈不上还有什么羞耻之心可言。至今，为了满足贪欲而不惜丧洁败德者早已不胜枚举。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落得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的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同好人变坏容易，坏人变好难；吸毒吸烟上瘾容易，而戒除就很难的道理一样，自古以来，任何坏事都是由一点贪念引起的，只要有一点贪念，就没有什么坏事到最后做不出来的。

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俗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其实也在提醒人们，生活中要是抵不住“贪”字，灵智就会为之蒙蔽，刚正之气也会由此消除。君不见，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有多少人没能经受住贪私之诱，以身试法。甚至一些人大半生清白可鉴，却晚节不保，诚可惜哉。

如此，“不贪”真应如利剑高悬才对，警世而又可以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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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行 多种功德，勿贪权位


[原文]


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公相；士夫徒贪权市宠，竟成有爵的乞人。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要肯多积功德、广施恩惠、帮助他人，就等于一位，有实际爵禄的公卿宰相设应受到万人的景仰；反之，一个达官贵人假如一味贪婪权势而把官职作成一种生意买卖欺下矇上，那么这种行径的卑鄙就如同一个有爵禄的乞丐那样可怜。

古人认为，行善或作恶不在名位高低，而在于人的品行；其区别只在于有爵之人影响比平民大些而已。假如一个人热衷于功名利禄、贪恋权位又没有品格，那他为了攀龙附凤获得权位就会阿谀诌媚、胡作非为。这种精神上、人格上的乞丐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也很可憎。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也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后孟子又强调“位卑而言高，罪也”等，都是这个意思。而儒家文化对人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在哪个位置就应该做哪些事。反过来，要是在那个位置，而不做合适的事情，就是潜在的一种心理反动了。

战国时秦军曾经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平民鲁仲连挺身而出，以利害劝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了其主张，秦军也因此撤军。鲁仲连的高风亮节因此受到人们的称颂。

当然，古往今来的反面人物更是不乏其人了。

南宋初年，秦桧被金人放回后，一味主和，得到宋高宗的器重，当了宰相。可是他得意忘形，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国策，又触怒了高宗，后在众臣的反对声中灰溜溜地下台了。罢相后，他不甘心失败，一味巴结主战派宰相张俊，投其所好，一反常态地抨击主和派，很快又升为次于宰相的枢密使。后来张俊负责的军队中出了叛乱，负咎辞职。高宗问他“秦桧能否当宰相？”秦桧一直以为张俊会推荐他，没想到性情耿直的张俊却说秦桧为人阴险，好搞小动作。于是，高宗就启用赵鼎为宰相，没有提升秦桧。秦桧记恨在心，又向新宰相赵鼎进行奉承拉拢。一次上朝，秦桧悄悄对赵鼎说，圣上很早就想召用他，都被张俊阻拦了。赵鼎见秦桧三番五次地透露内情，逐渐把他当作知己，改变了过去对秦桧的看法，甚至保荐秦桧再次升迁为右相。于是，秦桧再次获得了大行不义之事的多种便利。

后史即认为，秦桧热衷于功名利禄，贪恋权位，又丧失品格，为获得权位而阿谀奉承，谄媚取宠无所不为，无耻行径比比皆是，把这种人视为乞丐也算是抬举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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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节 勿犯公论，勿陷权门


[原文]


公平正论不可犯手，一犯手则遗羞万世；权门私窦不可著脚，一著脚则玷污终身。


[解读]


原文所说：凡是社会大众所公认的规范和法律绝对不可以触犯，一旦不小心或故意触犯了，那就会遗臭万年；凡是权贵人家营私舞弊的地方千万不可踏进一步，万一不小心或故意走进去，那你清白的人格就一辈子也洗刷不清了。

古人认为，一个有操守讲气节的人，宁可穷困也不会依附权贵，因为那种阿谀奉承达官贵人的言行和正直的人格水火不容。而一个正直的人同样不会去违背公德，触犯国法，因为他的操守决定了他不会那样去做。正因为不依附权贵，又奉公守法，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去坑害国家致富，污损别人发财，而会安贫乐道，保持自己清白的人格。

比如楚王曾经派人去请庄子为相，庄子正在钓鱼而不搭理他们，他问使者，那些供奉在庙堂上的龟，是宁愿在庙堂上被供奉着呢，还是宁愿在水里生活着。使者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后者，庄子就这样表明了他的态度，宁愿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愿沾染权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正直的人则有正直的原则。但古人之所以强调一个有操守讲气节的人，宁可穷困也不走后门依附权贵，是因为那种阿谀奉承达官贵人的言行做起来实在可悲。尤其是权势之家唯利是图，他们对人的态度是雁过拔毛。这些人把钱看得太重，只要你有求于他或接近他时，他必然借机向你有所敲诈，假如你不给他，也绝不会轻易把你放过。一旦你接受他的需索而行贿，那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清白的人格必然受到玷污，从此终身也难以洗清。

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为官，有一天他看到秋风吹起，想起吴中(江苏吴县)的莼菜羹、鲈鱼脍，便说：人生的可贵在于能够适情适性罢了。怎么能被羁留在离故乡数千里外的地方，为的只是虚名爵？于是叫人驾车赶回故乡。当时王室争权，不久，齐王败亡，张翰免于难，于是许多人都说张翰拥有先见之明。

对于现今的人们来说，公平的议论和适合道理的见解，人必须加以尊重，私情私见必须加以反对。对于那些有权势以及唯利是图的人，我们最好远离他们。如果常常出入这等人家，自己不知不觉就受了他们的行为熏染，造成终生的耻辱与不可磨灭的污点，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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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隐 急流勇退，与世无争


[原文]


谢世当谢于正盛之时，居身宜居于独后之地。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要隐退家园不再过问世事，应该在你事业的颠峰阶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的英名永垂不朽；而一个人平时居家度日，最好是住在一个与世无争的清静地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收到修身养性的实效。

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事情在达到巅峰之后，都会走下坡，此时往往有祸患随之而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认为事情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开始衰退的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在最得意的时候要勇于急流勇退，保护自己，不然骄傲自大带来的肯定是毁灭。

从历史上看，已有很多事情都印证了这个道理。如王安石在政治变化的风口浪尖上，毅然退职回到乡里，欣赏田园的美景，吟咏诗歌。这表明，懂得见好就收的人，即使转换跑道后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再如张良、范蠡后来均在商界大放异彩，而同样帮助刘邦建立汉王朝的韩信，却因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官位，终招致杀身之祸。

虽然功成身退的道理人人都懂，然而现世之人大都难以领悟这保全自己的不二法门，总要到狼狈不堪的地步时才知追悔。而能做到与世无争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李靖是唐太宗李世民旗下的一代名将，在唐朝的开国战争里所向无敌，连盛极一时的突厥都是被他一战平灭。立了如此惊天大功，不被猜忌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对于李靖的流言蜚语曾长时间地存在着。就算是襟怀坦荡的李世民，也不可能对这样的功臣一点怀疑都没有。好在李靖是个很懂进退的人，他保身最大的手段就是“能忍”，战场上是人见人怕的勇将军，生活中却是个谦虚朴实的好好先生。甚至在受了窝囊气的时候也不强辩，而是干脆利落地交出兵权闭门谢客。正因为能做到如此心态处之，相较于那些飞扬跋扈的政敌们多已犯事，惟独李靖善终于家。

再来看看大思想家孔子。史上所记，孔子平时一切言语、表情、行为均谨慎守礼，不贪、不骄、不苟且、不放肆。这其中，就包含着在现代生活的人情礼节中仍然有参考价值的许多内容。这对于身处公共场合时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以不文明为潇洒，甚至习惯于做出许多丑态，一味地污染他人的生活环境的诸多现代人，实在是大有借鉴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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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扰 不希荣达，不畏权势


[原文]


我不希荣，何忧乎利禄之香饵？我不竞进，何畏乎仕宦之危机？


[解读]


原文所说：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荣华富贵，又何必担心他人用名利作饵来引诱自己呢？如果一个人不和人争夺高低，又何必畏惧在官场中所潜伏的宦海危机呢？

古代官场中四处布满陷阱充满荆棘，因此才有“善泳者死于溺，玩火者必自焚”，“香饵之下必有死鱼”的说法。所以，古代贤人力劝人们，为人处事要想不误蹈陷阱误踏荆棘，最好是把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都看成过眼烟云。

俗话说，“祸福无常，惟人自招”。荣辱祸福并不会无缘无故加诸任何人身上，大多都是世人自己招致的。

“缘觉寺”的开山老祖、佛光国师无学祖元和尚是南宋末期的高僧。在台州真如寺参禅时，恰逢元兵南下，蹂躏南宋大好河山，和尚于是移到温州的能仁寺避难，想不到很快元兵就占领了温州。乱兵一来，僧众们四处逃避，只有无学和尚泰然自若地在禅堂内坐禅。元兵首领把利刃架在无学祖元的脖子上时，无学仍神色自若，坦然诵诗：“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他所说的是：天地间竟没有一根禅杖的立锥之地，幸亏我已悟到人法如一，主观与客观同为一体。对于参透了生死之迷的祖元和尚来说，元人的三尺长剑按在脖子上，就像在电光里斩春风一样。元兵听后甚为惊异，于是向他陪礼作揖，并放了无学和尚。

的确，一个人如果不希冀官场的升迁自然就不会去投机钻营，不会去阿谀奉承，就会无所畏惧，权势更无法奈何自己。而想图功名者，以及那些小人，权势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诱惑了。这一古训，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同样意义深刻。

再如东汉的杨震，“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誉为“关西孔子”，一生忧国忧民，清廉正直，抗节不屈，死而后已。杨震少年时代即好学不倦，其为人品格与学术造诣，在知识界影响极大，名重一时。他潜心学术，隐居教授二十余年，州屡次请召，均称病不就。可见，其耿介卓立不群，一尘不染的节操，在青少年时期则已养成。尤为可贵的是杨氏一门五代忠正廉洁，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称得起是秉天地正气而生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是杨震—杨秉—杨赐—杨彪—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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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性 勿羡名位，勿忧饥寒


[原文]


人知名位为乐，不知无名无位之乐为最真；人知饥寒为忧，不知不饥不寒之忧为更甚。


[解读]


原文所说：一般人都只知道名誉与官职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却不知没有名声没有官职才是人生真正的乐趣；一般人也都只知道饥饿和寒冷是最痛苦的事，却不知那些不愁衣食的达官贵人，他们的患得患失的精神折磨才是最痛苦的。

古人认为，一般世俗之人，都一心贪图功名利禄，总认为如此才能创造幸福的人生，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老子早就指出，追逐外物必然丧失自己的本性。他认为，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声音使听觉失灵，丰美的食品使舌不知味，驰马打猎使人心中发狂，贵重稀有的物品使人偷和抢。因此高尚的人只求安饱而不逐声色，拒绝物质的诱惑而保持内心安足的生活。

如同俗话所说，“无官一身轻”。因此陶渊明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归田园，此事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美谈。因为他讨厌官场倾轧，还有那些权势人。他的这种做法，从寻求内心平衡和道德完善的角度来讲，尽管生活有些清贫，却能不受精神之苦，行为相对自由洒脱而不受倾轧逢迎之累。所以，他的这种安贫乐道未尝不好，也是可以羡慕的。可见名位确实不能给人生带来真正乐趣。

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的人只知拼命攒积金钱财富，只看重动物性的满足发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财富的追逐中，都浸泡在放纵感官肉体的快乐里面。这样，我们追逐到的财富越多，心灵就越空虚，本性丧失得就越厉害，精神就越贫乏，其生命表现就越少。

按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当生活温饱解决之后，在精神上就产生了不同的层次需求。虽然安贫乐道，消极等待是不对的，因为人们追求财富显贵而使生活过得更好些是很现实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忘却自身的修养。何况人们在没有达到一定需求层次，想象中的美好往往占满脑海，就像古时的农人只知皇帝生活好，但好到什么程度就没法想像了，也就更不知道每个层次会有不同的烦恼了。

如同曹雪芹所写：“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所以，我们还是“勿羡名位，勿忧饥寒”，脚踏实地地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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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破 明世相之本体，负天下之重任


[原文]


以幻境言，无论功名富贵，即肢体亦属委形；以真境言，无论父母兄弟，即万物皆吾一体，人能看得破认得真，才可以任天下之重担，亦可脱世间之缰锁。


[解读]


原文所说：就物质现象生活来说，不论官位、财富、权势都变幻无常，甚至连自己的四肢躯体也属于上天暂时给你的形象；假如从形而上境界的超物质生活来说，无论是父母兄弟等骨肉至亲，甚至于天地间的万物也都和自己属于一体。一个人只有能洞察物质世界的虚伪变幻，同时又能认得清精神世界的永恒价值，才可以担负起救世济民的重大使命，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人间一切困扰的枷锁。

换言之，人生是一大苦海，人们在其间载浮载沉，要想活得解脱，除返璞归真外别无他法。尤其是对一个有作为的人来讲，不摆脱物累而加入世俗的争逐就不会有为有成。而人之所以无法脱离苦海，就是因为被物欲所役使。

后汉皇帝刘聪立贵妃娥为皇后，刘聪十分宠爱她，决定大兴土木，为之建造凤仪殿。廷尉陈元达认为如此劳民伤财，极力劝谏。刘聪大怒，认为自己身为天子，营造一殿不用征询大臣们。甚至认为陈元达是口出狂言，涣散人心，不杀之宫殿就修不成。皇上要杀廷尉陈元达，群臣无奈，有人想出一计，让刘皇后出面劝谏。这位皇后倒是个明事理的人，她一边急令武士停刑，一边亲手写奏章劝谏，称“况四海尚未统一，应该爱惜民力。廷尉直言劝谏，这是社稷的洪福，陛下为我而营造宫殿而杀功臣，这是由于我；自古以为，国破家亡，皆由于女人，我内心十分痛恨这种女人，不料今天我也成了这样的人，请陛下恩赐我死于殿堂上，以堵塞陛下之过!”刘聪看毕奏章脸色都变了，大司徒及左右理臣等也为陈元达求情而叩头流泪不已。刘聪只得说，自己近些年来得了头风症，喜怒无常，不能控制自己。廷尉元达是忠臣啊……于是叫人把陈元达带上殿，把刘氏的奏章给他看，并说：“朝廷上有您这样的重臣，内宫有这样的皇后，我还忧虑什么呢？”

只是，在物质文明发达的现代，人们的精神反而更显空虚。追求金钱，讲求致富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当人的心灵被金钱所锈蚀，那么人已经不再是自己精神的主宰者，而完全成为物质文明的被支配者。如同有的大款曾感叹自己是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这说明了人越是富有，贪图物质生活享受越多，精神也就越是空虚。当然，如果过分强调返朴归真、操守清廉也是不现实的，但一个人不讲道德情操，一个社会不讲精神追求，以至学子放下学业、先生丢下教鞭下海追求金钱致富，那么这种富有是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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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烟 去声华名利，做正人君子


[原文]


饮宴之乐多，不是个好人家；声华之习胜，不是个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个好臣士。


[解读]


原文所说：经常举行酒会宴客作乐的，绝对不是一个正派人的家庭；喜欢靡靡之音和爱穿华丽艳服的，绝对不是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名利和权位观念太重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好官吏。

古贤们认为，一切物质的东西，本来都是供人们生存生活的工具，如果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了，就会被它们所奴役，成为追求物质的奴隶。歌舞、宴饮、打牌，是人们工作之后的消遣，当它不过分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娱乐，但如果它已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就会消磨人的意志，空乏人的身心；至于一个把精力放在吃喝玩乐或者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上的人，又哪来精力充实自己呢？

孔子也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王焉，可谓好学也已。”他还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后句话说，一个有志于学业，有志于未来的人，在享乐上过于贪图，在名位上太过看重是难以有所成就的。人的品性修养要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不论是读书求知，居官从政，或是日常生活，只为追求私欲的满足，达到私心的要求，必然有损于集体，有损于公德。其最终结果是败坏自己的形象。而热衷于饮宴声乐之辈，必然轻浮；一门心思在名利场钻营，定然不会是为民造福坚持正确原则的人。

圣贤们还认为，不可贪图的恶行，常人不可为，在上位的君子更不可为。孟子就曾说：在上位的有什么爱好，在下面的人一定爱好得更厉害。

滕定公死时，太子派人向孟子请教怎么办理丧事，孟子建议他按照古制，实行三年丧礼。太子决定采纳这个建议，但滕国的父老官吏不同意，认为宗国鲁国和自己的祖宗都没有这样实行过，到这一代改变是不应该的。他们还强调史志上也认为，丧礼祭仪一律依祖宗的规矩。于是，太子感到为难，又派人去向孟子请教。孟子回答说：这件事是不能够求助于别人的。在上位的有什么爱好，在下面的人一定爱好得更厉害。君子的德好像风，小人的德好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太子本人。听了此话，太子就下定了决心，在丧庐中住了五个月，不曾颁布过任何命令或禁令，官吏同族都很赞成，认为是知礼。等到举行葬礼时，四方的人都来观礼，太子容色悲哀，哭泣伤恸，观礼的人也无不动容。

后人们认为，这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做到的理解和礼貌。如果只是胡乱的进行奢侈的享乐，就不是一个正派的环境了，就滑向了邪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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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换 居官有节度，居乡敦旧交


[原文]


士大夫居官不可竿牍无节，要使人难见，以杜幸端；居乡不可崖岸太高，要使人易见，以敦旧好。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作了官的读书人，和别人的书信交往不能无节制，对有所求的人要尽量少接见，以便防范那些投机取巧奔走专营的人；而一个退休了的读书人，当你隐居乡间田园以后，就不能再摆那种高不可攀的官架子，平日跟家乡父老要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便敦睦亲族邻里的感情。

古贤们强调，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纷争，而官场即是个利益的集散地，是非之争自然在所难免。所谓“官大担险，树大招风”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官场因为利益的关系，一个人就算是正直无私，都会有很多谗言，更别说和谁都交往，什么人都来往于门庭，那就更加麻烦了。正因如此，为官者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与人交往过密，门庭若市，难免遭人非议，为自己招来祸端；只有居官有节，要使人难见，才能杜绝隐患，树立威严。

其实，许多纷争都是因为利益的分配不均引起，并且一般官场内部都会分为几派互相争斗，只要是踏足进去，谗言和互相争斗打击就不可能避免。所以人们才认为，在官场的游戏规则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谨慎。如同俗话所说，树大招风，放在官场这个没事就起风浪的险恶地方，也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一个人如果已经解甲归田，由官位退居民间，就不要再端着做官时的架子了。因为，此时的你与普通百姓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你的心态。如果还是深居简出，以居官的心态来面对居家的生活，那么此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心理平衡的，并且还会使自己身边的人感到疏远。正如荀子所说：“君子贤而能容罪，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

关于在朝为官和退休乡居的应有态度，孔子的言行可供世人效法。据《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在家乡父老面前，态度和蔼诚恳，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可是一旦到朝延，就能和各朝臣侃侃而谈，即使在君主面前也表现出相当的威信，这就是一种“居官有节度，乡居敦旧交”的具体表现。

总之，拥有宽容和善良的心怀，是人类崇高美德的表现，也是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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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法 闲时吃紧，忙里悠闲


[原文]


天地寂然不动，而气机无息稍停；日月尽夜奔驰，而贞明万古不易；故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


[解读]


原文所说：恰如我们每天所看到的，天地好像一动也不动，其实天地的活动一时一刻也没停止。早晨旭日东升，傍晚明月当空，可见日月昼夜都在奔驰，可在宇宙中，日月的光明却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一个聪明睿智的君子，平日闲暇时胸中要有一番打算，以便应付意想不到的变化，忙碌时也要做到忙里偷闲，享受一点生活中的乐趣。

古人通过辩证地看待宇宙的变化规律来认识人生的处事法则。古贤们认为，宇宙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相间，运动不停，如此才能完成宇宙的旋转，这是宇宙变幻无穷的根本法则。如果说到人，就是要在闲暇无事时存有应变之心，忙碌紧张中要忙里偷闲多争取日常生活中的雅趣。

如同庄子在《养生主》中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势必体乏神伤。既然如此还在不停地追求知识，那可真是十分危险的了!做了世人所谓的善事而不去贪图名声，做了世人所谓的恶事却不至于构成刑戮的屈辱，遵从自然的中正之路把它作为顺应事物的常法，这就可以护卫自身，就可以保全天性，就可以不给父母留下忧患，就可以终享天年。

庄子在这里所说的“顺应事物的常法”，正是劝诫人们“应效法大自然的变化”，在生活中学会调理自己的情绪不至于盲目，通过生活的乐趣来平衡自己的身心。

孟尝君没被齐王罢官前，养的贤士多达三千人。可齐王害怕他的名声会超过自己，于是罢了孟尝君的官位，他手下的贤士们也都一一离去。后在冯驩的精心劝谏下，齐王又恢复了孟尝君的字位。同时还给了他原来封邑的土地，又给他增加了千户。冯驩去迎接孟尝君时，孟尝君深深感叹说：“我素常喜好宾客，乐于养士，接待宾客从不敢有任何失礼之处，有食客三千多人，这是先生您所了解的。宾客们看到我一旦被罢官，都背离我而离去，没有一个顾念我的。如今靠着先生得以恢复我的宰相官位，那些离去的宾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呢？”听了这番话后，冯驩收住缰绳说：万物都有其必然的终结，世事都有其常规常理。活物一定有死亡的时候，这是活物的必然归结；富贵的人多宾客，贫贱的人少朋友，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最后，冯驩还用人们一早拥向集市、日落离开集市的现象来说明上述道理。孟尝君听后，连续两次下拜说：“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指教了。”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上，一定要保持“吃紧时忙里偷闲，悠闲时居安思危”的境界，并使其成为自己处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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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止 快意须早回头，拂心处莫便放手


[原文]


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首；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


[解读]


原文所说：身处顺境得到恩宠时，往往会招来祸患，所以一个人志得意满时，应抱有“见好就收”、“急流勇退”的态度；不过有时遭受小小的挫折，反而会使人走上成功之路，因此遭受不如意的事打击时，千万不可罢休，停止继续奋斗。

换句话说，所谓“物极必反”也是如上道理。即任何事物在达到极致之时，每每峰回路转，形势逆转；而一个人太得意的时候，便要小心别人对你的敌意了。

生活中，急流勇退的道理人人皆知，但能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却少之又少，而这一念之差所导致的结局往往会有天壤之别。如张良、范蠡等人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常让后人感叹称赏；而李斯尽管为秦国建了大功却招致身亡，发出了“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出”的哀鸣。这似乎就印证了俗语所说的“爬得越高，摔得越重”的道理。

李斯是秦代政治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李斯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实际上，人们总是贪恋名位，不愿舍弃所拥有的一切，结果就往往招致灾祸。在封建社会，“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都说明了“知足常乐，终生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的人生之理。

而从做人角度看，得意时更要谨慎，不骄不躁。至于“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这句话其生活意义更明显。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一个人不受挫折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受了挫折不应气馁。古人即已明白，这是人们根据长期生活积累而得到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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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过 做事勿太苦，待人勿太枯


[原文]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澹泊是高风，太枯是无以济人利物。


[解读]


原文所说：尽心尽力去做事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美德，但如果过分认真而使心力交瘁，就会使精神得不到调剂而丧失生活乐趣；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本来是一种高风亮节，但如若过分清心寡欲，对社会人群也就没有什么贡献了。

生活中，的确有一种人是追求完美的，对自己要求很高，做起事来十分投入，每每认真到废寝忘食，一点小瑕疵都不放过，刻苦精神让人赞佩不已。然而，务求尽善尽美的他们把愈来愈多的时间都给了工作，曾几何时，休闲娱乐对他们来说已然成了一种奢侈了。与之相反，另有一种人则是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他们恬静无为、清心寡欲，仿佛是与世隔绝的清修者。

然而，古贤孔子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一是“过犹不及”，即凡事超越了分寸，就和没有达到标准一样不适当。所以，如果过度认真、刻苦，不但会令生活变得乏味，还可能让人觉得是刻意求表现。二是过度轻视功名利禄到不近人情，从而缺乏匡世救人的热忱，以致于不能有助于人、有利于物了。

于是，孔子提倡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的境界。为人处世，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偏离目标，不能中的。

中庸是儒家心目中的妙境，是艺术，是至高至美的理想，是需要人时时警醒，不懈努力去追求的。《礼记中庸》中就说：国家天下可使达到人人均平富裕(智与能)，高官厚禄可以断然辞让(仁)，锋利的刀刃可以毅然相向(勇)，智仁勇俱全，但要做到中庸，还是“不可能”。

对于现代人来说，如上原则仍然具有普适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生活中，什么事情都讲究适度的原则，什么事都不要走极端。假如以淡泊为名从而忘记对社会的责任，忘记人间冷暖以至自我封闭，甚至演变为不管他人瓦上霜而自私自利，肯定会被人视为没有公德、没有责任感，甚至还会被认为是有害于社会的，从而会被社会大众所唾弃。至于勤于事业，忙于职业的美德，固然是一种敬业精神，只是如果过度陷于事务圈中而不能自拔，或者因无谓的忙碌而使自己心力憔悴，从而失去自我，也是不足取的。

如此看来，中国儒家主张的中庸之道，对任何事物都要维持均衡心态的观点，我们确实应当以本然之性善加维持，让自己更自然，让自我更真实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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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 原其初心，观其末路


[原文]


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


[解读]


原文所说：对于一个事业失败陷入困境而心灰意懒的人，要思索而不是责备，要回想他当初奋发上进的精神；而对于一个事业成功感到万事如意的人，要观察他是否能永远坚持下去，考虑结局如何。

古人常说，知错即改方为智。人们还把事后才明白或后悔的现象称为事后诸葛，所以做事要事先慎重不盲动。但是对于没经过的事，对于可逞一时之雄的事，人们往往不去考虑后果，不去想不利的因素。只有经过了、实践了才会思考、醒悟，故就有“事悟痴除，性定而动”的经验之谈了。

所以，世间任何事都不可过贪，因为过分贪图享乐往往会得到反效果。但要达到遇事不慌，临风不动，行而不贪，做而不过的水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成的，需要经过一个磨炼过程，才会建立和掌握一套方法。这就有必要先正心去痴，先打破愚痴和迷妄的执着，唯有这样才能稳定住本性。而性定就先要心定，行正先要心正。这样，对事物就不会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忽略坏的一面，使我们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所以，古人也常说：知耻而后勇。

如同《孟子·尽心章句上》中所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不知羞耻那才是真正的无耻。换句话说，聪明人不怕出错，因为他知道总会犯错误，但他随时准备改错。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万事开头难”，“创业容易守成难”。人生在世谁也无法预料成功与失败，有人成功就会有人失败。可耀眼的花环总是戴在成功者头上，失败者往往会面临穷途末路。但古贤们强调，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对失败者来说，最要紧的是要静下心来；对大众而言，应当客观看待失败者，想想他创业之初是否居心善良，奋发上进。俗语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意思就是强调只要出发点正确就有可能创一番事业。一时的得失，并不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败。而只要善于总结，失败就可能是成功的前奏。同样，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来说，就要看他是否能够守成，因为任何一个错误决策都可能导致策都可能导致事业的失败。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成就，为贪小利而身败名裂，不仅会让人觉得惋惜，甚至于让人怀疑他的成功就有可能是建立在一种自私自利的基础上，那么他的成功就很可能就是失败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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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达 立身要高一步，处世须退一步


[原文]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远；处世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烛，羝羊触藩，如何安乐。


[解读]


原文所说：立身处世若不能保持超然的态度，就好像在泥土里拍打衣服，在泥水里洗濯双脚，又如何能出人头地呢？处理人世事物若不抱多留一些余地的态度，就好比飞蛾扑火，公羊用角去顶撞篱笆，哪会使身心感到愉快呢？

古人们早已认知，人之所以无法摆脱困境，是由于眼光看得不够远，心胸放得不够宽所致!而一个人立身处世，必须要修身养性，尤其待人接物必须谦让，如此才不会落入陷阱，才能跨越障碍，走向前方。

相反，如果短视近利、只顾眼前，做事不看清楚客观环境就盲目努力，即使费尽心机、竭尽全力，结果也终将似“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飞蛾投烛，羝羊触藩”，白费心力，使自己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此又如何能有一番作为呢？

古人也强调，谦让品德的建立不是以无原则容忍退让为前提的，而是以立大志、高起点处世为前提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认识真理，修真养性，否则就如同凡夫俗子一般，终身在尘埃泥淖中打滚，难以超凡绝俗，有所成就。尤其是在做事时要看清客观环境，不要一味鲁莽。不知变化，不看全局的人，生活中必然会遭受他人的排斥而归于失败。

梁武帝信仰佛教，听说达摩大士到了中国，马上派敕使去召见。见到达摩，梁武帝开口便问，自他即位以来，供养佛僧，广建僧庙，抄写经牒，这究竟有多大功德？达摩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根本没什么功德可言，你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点世俗的小恩惠而已。真正的功德是圆融纯净的智慧，它的本体是空寂的。世俗的方法不可能得到它。”听后梁武帝又改口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达摩回答说，“廓然无涯，无古无今，超凡越圣。”武帝接着又问他，与自己对答的人是谁？言下之意即“你是圣者吗？”达摩见梁王萧衍不识禅机妙理，淡淡地说自己不知道，随即渡江北上了。

对于现代人而言，这句话的借鉴意义仍然鲜明。做人立身要高一步，处世须退一步，这样必将会使自己更顺利地走向成功。特别是对于那些进德修道，或者是从政当权的人来说，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做到自己的心性坚定不移，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不为名利以及其他的欲望所迷惑，这样才能够排除一切杂念，走向自己所期望的人生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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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然 抱身心之忧，耽风月之趣


[原文]


人生太闲则别念窃生，太忙则真性不见。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假如整天游手好闲，一切杂念就会在暗中悄悄出现；反之，假如整天奔波劳碌不堪，就又会使人丧失纯真的本意。所以大凡一个有才德的君子，既不愿使身心过度疲劳，也不愿整天沉迷在声色犬马的享乐中。

实际上，人心的真体，凡夫与圣人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相异的地方。当一念不生之时，则善恶邪正的利害关系都不产生，好像水澄清的时候。能够这样澄然静坐，则见物听物，全都能显露出自然的妙用。见到天边云彩的飘浮，就悠然兴起离尘出俗之感；听见雨声淅沥而万念寂静，心地清醒；听到鸟啼，欣然而心有领会之处；看花儿落了则潇然而心有自得。

古贤们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了如上的得意心境。他们认为，身体太闲逸，就容易胡思乱想、杂念丛生，正所谓“饱暖生闲事”，无中生有的事情往往是那些闲来无事，东家长西家短的人闲嗑出来的。所以人不能太闲，因为人是耐不住寂寞的。古贤们也同时认为，人也不能太忙，忙了就会把自己变成机器，整天按照程序跑来跑去，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和修养，所以人需要放松。

孔子就很善于放松自己。有一次，他同几个学生在一起聊天，大家各谈自己的志向。有的说，自己能使一个小国家强大起来，不受大国欺负；有的说，自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人民都富足；有的说，自己喜欢去办外交，主持些典礼仪式什么的。最后，孔子问正在弹琴的曾点，曾点说，自己与他们都不一样，只想在春末夏初，穿上单薄的衣服，邀几个人，到河里洗洗澡，在河边吹吹风，然后谈笑放歌地回家。孔子立即说，曾点的志向就是我的志向!

的确，孔子一生，克己复礼，栖栖惶惶，够紧张够执着了。但他并不是时刻都把解放全人类的担子背在肩上，像鲁迅所讽刺的，切西瓜吃还想到国土被瓜分!相反，他也有放下担子轻松生活的时候!

对于现代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业的理解，真正不想做一点事，只想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种寄生虫生活的人还是很少的。因为这种像植物人一样的人，在如今的社会中是难以生存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只讲劳碌，给自己当奴隶牛马，进而丧失人生应有乐趣的做法就应该提倡。正确的做法，就是劳逸结合。凡是与自己情趣、追求无关的事可以放一放，闲一闲；凡是和自己追求有关的事就要紧一紧，不停手地去做。一张一弛，才能忙闲结合，进而成就自己心中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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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性 急处站稳，险处回首


[原文]


风斜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著得眼高，路危径险处要回得头早。


[解读]


原文所说：在时局动荡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候，要有坚定的信仰，要能在狂涛巨浪中站稳脚跟，把定方向；在美女云集香艳迷人的地方，要有远大的眼光，要能在挠人心魄的女色中把握自己的感情，不沉溺其中；在事情危急前途堪忧的紧要关头，要有果断的决心，要能在危险的关头急流勇退，毫不犹豫，尽早回头，以免陷入泥浊中而不能自拔。

所谓风斜雨急、花浓柳艳、路危径险都是比喻，比喻人生之路会有各种艰难险阻出现。孔子在《论语伯泰》篇中即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大意是说，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不要到危险动荡的地方去。天下太平呢，就出去做事，济天下；不太平呢，就隐居起来，不要和残暴的统治者合作。国家太平，政治清明，如果还生活在贫困卑贱之中，就是一种耻辱；国家不太平，政治黑暗，却追求生活富贵，也是一种耻辱。

孔子又在《宪问》篇中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前句大意是说，国家有道，做官拿俸禄；国家无道，还做官拿俸禄，这就是可耻。孔子在这里认为，做官的人应当竭尽全力为国效忠，无论国家有道还是无道，都照样拿俸禄的人，就是无耻。后句则是说，政治清明时，尽可言直行正，国家失道时，行可正，言论则要变得圆滑些。

其实即使是古代邦有道，要富且贵就没有险隘？就能唾手可得吗？不论是有道无道之世，都应有操守，有追求，不怕难，不沉沦，不自颓，把得住自己的心性，遇事就不致沉陷于迷惑中。这都是儒家教诫世人的意旨，至今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常人而言，平常时候往往是不需要太警醒的，因为平时显得无所谓。但是，在危险境地里，要是还不醒悟的话，那就会很危险了。对照上文中的古训来说，在动荡的时势下要是不机灵，就会跟不上局势，会被时代的大潮吞没；而身处在美女的包围中，要是不眼光长远，保持情感，就会沉迷于色欲之中，陷入欲望的海洋不能自拔；而当一个人在事情发展到危急的时候，还不急流勇退的话，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脱身，甚至可能丧命其中了。

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保身之道，谨慎、冷静、不冒进、不争先。当然，人要在关键的地方猛回头，需要大智慧、大毅力、大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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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早 知提醒，知放下


[原文]


念头昏散处要知提醒，念头吃紧时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来憧憧扰矣。


[解读]


原文所说：当头脑感到昏沉纷乱时，人应该平静下来让大脑清醒；当工作烦琐情绪紧张时，人要把工作暂停一下，以便使情绪恢复镇定轻松。否则，恐怕刚刚治好昏沉纷乱的毛病，却又会在人的脑海里浮现出左右为难的困扰问题。

古人认为，“不怕念起，只虑觉迟。”如同坐禅是不可打瞌睡一样，既然打了瞌睡，那就是打瞌睡，不再是坐禅。同样，坐禅是不可以思考问题的，因为思考问题就是想什么，不是坐禅，所以要“念起即觉”，有了念头就觉悟到，并消解掉。也就是说，如果人起了妄念，打了瞌睡，用心有所放松，就该马上取“无”的公案再行坐禅参悟，这样就可以消除一个结，没有妄想，没有烦恼。

《列子周穆王》中有一段形象的比喻，即生动地说明：辛苦固然可叹，但如果整天机械地忙个不停，头脑不清醒，就会适得其反，谈不上事业了。

周朝有个姓尹的人，把精力用在增加家产上，他下面的奴仆从天不亮到天黑劳累得没有片刻休息。有个老奴精力已经消磨得没有了，却不停地被使唤，白天唉声叹气地工作，黑夜疲惫劳顿地熟睡。此人精神散漫，每天夜晚梦见自己做了一国君王，在千百万百姓之上，把持一国政治。宫殿园林、离宫别墅，要什么，有什么，快活得无以复加。可是醒来后又得辛苦劳动。别人安慰他过于勤苦时，他就说，人生不过一百年，白天黑夜各占差不多一半，自己白天做奴仆苦是苦，晚间做国君快乐得谁都比不上，还埋怨什么呢？尹姓人一心经营世上俗事，思虑集中于家产，心也劳累，身也疲乏，夜晚也因精力消乏而沉睡。每天夜晚都梦见自己做奴仆，奔走跟随，伺候照顾，什么都干，挨打挨骂，被吓唬被讥笑，都得忍受。睡眠中痛苦的哀叹呻吟，一直到天亮。因此，他以此为苦，便访问朋友。朋友对他说，你地位够高了，自己也够荣华了，钱财太多了，强于别人太远了。晚上梦做奴仆，乐极一定回到苦，那苦人便会回到乐，一苦一乐，这才公平，这是自然。你想醒时快乐，做梦也快乐，哪里能得到这种好事呢？于是，尹姓人听了朋友的话，放松了对老奴的劳役，也减少了自己的思虑，两个的梦境都觉得轻微了些。

这些古训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即是工作要讲方法、有效率，不能认为整天忙忙碌碌就是有成绩，工作紧张而又条理清楚，收效显著才称得上有效率。

人的情绪，必须随时做适当的安排与调剂，既不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过分疏懒，也不可日夜不停，机械般做个不停。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而那种处于昏昏然工作状态的人，辛苦固然可叹，成效却不见得明显，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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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才 应以德御才，勿恃才败德


[原文]


德者才之王，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魍猖狂。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的品德是才学才干的主人，而才学才干只不过是品德的奴隶而已。一个人假如只有才学才干而没有品德修养，就等于一个家庭没有主人而由奴隶当家，这样哪有不遭受精灵鬼怪肆意祸害之理？

中国自古即有“德才兼备”之求。古贤们更是认为，这是对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因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缺乏品德修养，便会逞能而恣意妄为，做事完全不顾及是否合情合理，并且恃才傲物，处处觉得别人不如己，认为自己有能力操控一切。而当事情的发展不如预期的好时，他只会将过错都推给别人，因为他坚信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可能评估错误。与此同时，古贤们也强调，有的人虽具有品德修养，但能力不够时，也只会让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积弱不振。因为他恐怕连本身具备的竞争优势都不甚了解，又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幸存呢？

汇集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华的《儒林外史》中，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牛浦。

牛浦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小民，却不守本份，仅凭着读了两句诗，思想上便逐渐变得不大稳定，进入了清高虚浮的个人幻境之中。他大的干不来小的不愿干，寻寻觅觅，但终归冷冷清清。当唯一支撑生活的小店被他经营得倒闭，祖父一气之下归天去后，平时不听管教，不务实事的他此时也不由得大放悲声。因为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渺茫的人生愈见荒凉。但他仍然把出路寄托在去依附权贵满足内心的欲望和虚荣上。生活的困苦，前途的无望，其精神世界已极度虚空和堕落。当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倍受现实鞭鞑的时候，其心态和行为也一步步扭曲。他从不义报复中寻求快感，从欺骗中获得满足。最终他丧失了做人的最基本道德，连文人的那一层道貌岸然的面纱也撕裂得荡然无存!其嘴脸已由小流氓而变得愈见狰狞，其行为也透出了德之不存的真实结果，沦落为时代的牺牲品，实在是可悲可叹!

就现在的社会来说，人才无疑是最为需要的了。谁拥有了人才，谁就占据了发展的有利位置。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不但需要才，更需要德。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发掘自己周围的各种能力，最大化地发展自己的组织或事业。只是现实生活中，不重视品德的人或事很多，人们更重视的是眼前的利益。这一方面表明了商品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似乎在下降，另一方面也透示出社会对个人的品德要求正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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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原文]


教弟子如养闺女，最要严出入、谨交游。若一接近匪人，是清净田中下一不净的种子，便终身难植嘉禾矣。


[解读]


原文所说：教导子弟，就要像养育一个女孩那样谨慎才行，最关键的是要严格管束他们的出入和注意所交往的朋友。万一不小心结交了行为不正的人，就好像是在良田之中播下了坏种籽，从此就可能一辈子也难以长成有用之材了。

古人已说：“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到如今，中国便有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俗语。这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大。

人的道德修养也是如此。如果你接触美好的事物或品质优秀的人，就有可能由于耳濡目染而不知不觉受到陶冶，不自觉地接受真善美的世界观，从而让自身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但如果你置身于一个“假、恶、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中，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坏的影响，这就是近墨者黑了。

孔子也说“无友不如己者”。就是激励人和有才能的人来往，自己也能受到激励，学到东西，而不和只让自己变坏的人来往。中国另有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也表明了周围环境对自己的习染不可不谨慎的道理。

孟母教子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孟轲的母亲，很懂得人的道德学问是逐渐养成的，所以对孟轲平时生活和学习上细节十分重视，通过“渐化”的方式培养孟轲的好习惯。起初，孟家离一处公墓不远，小孟轲看了一些送葬人的情景，自己就摹仿起来，成天在沙地上埋棺筑墓。孟母看出这地方对孩子影响不好，就搬了家。可搬的地方是一个集镇，小孟轲又学着那些挑提卖货的人吆喝叫卖，孟母就又一次搬了家。这次搬到了一所学校附近，小孟轲摹仿学校的孩子们，在游戏中摆弄俎豆祭器，学习揖让进退的礼仪，孟母才终于放心地说：这是我孩子可以居住的地方!可孟轲上学以后，有点贪玩，进步不大。有一次孟母问他学习得怎么样。孟子回答说还是那个样。孟母听后，拿过剪刀就剪断了织机上的线，对他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织机上的线，布就织不成了一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有成为供人使唤的下人。从此，孟轲便拜孔子孙子的学生为师，勤奋学习，终于成了著名的儒家宗师。

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更要提高警惕，争取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多熏陶自己，注意防微杜渐，坚决摒弃丑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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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气 春风解冻，和气消冰


[原文]


家人有过，不宜暴怒，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如和气消冰，才是家庭的型范。


[解读]


原文所说：如果家里的人犯了什么过错，不可以随便大发脾气乱骂，更不可以用冷漠的态度进行冷战而不管他。如果他所犯的错你不好意思直接说，就要假借其他事情来暗示让他改正；如果没办法立刻使他悔悟，就要耐心等待时机再殷殷劝告。因为循循善诱，就好像春天温暖的和风一般，能消除冰天雪地的冬寒，同时也像温暖的气流一样，能使冬天冻得如石块的冰完全融化，这样充满一团和气的家庭才算是模范家庭。

《论语》中说：你听说别人罪过的实情后，应该哀之怜之，而不应该庆幸自己获得了真相。也就是说，法官落实了罪证，就应该起哀怜之心。

而古贤们早就说过，“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的事业再有成就，对外的人际关系再好，倘若家庭气氛不和谐，同样谈不上圆满成功。所以哪怕脾气再不好的人，也要注意对家人的态度和方式，稍微有不当的地方，就会严重的影响家庭的和谐和双方的心情。

事实上，人生在世，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没有缺点过失。如有人小气贪财，有人情多好色，有人懒惰，有人马虎，有人浮躁，有人懦弱……大多数人尽管平时生活得很好，可是当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情势之下，就有可能走错一步，做下错事。这其中，有的人知道了别人的过失，就当作笑谈，幸灾乐祸；而有些人则不同，他们心里仿佛被揪了一把，认为做了错事的人，真是可怜可惜。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也表映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格，高低境界也就自然彰显出来。

更何况如今的人们都好面子，没有人希望别人对自己大呼小喝，即使错在自己，也总希望别人能温柔规劝，给自己台阶下。但很多人在与外人相处时会留意到自己的态度，回到家里面对最亲近的家人时，却反而失去了爱心和耐心，毫无保留地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也有人因此认为，家人与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家人不必掩饰自己的喜怒。只是无论有什么理由，如果对家人都没有爱心和耐心，那这个人其实也很难对社会存在爱心。

如今，人们相互间更注重交际方式，其能力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一定要讲究相应策略。当我们对周围的人们能做到宾礼相待时，就更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的家人如此。实践已经无数次地印证，温暖的语言就要比严厉的语言有用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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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剀 处亲从容，对友剀切


[原文]


处父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游之失，宜剀切不宜优游。


[解读]


原文所说：当你不幸遇到父母兄弟或骨肉至亲之间发生家庭纠纷或人伦惨变事故时，你应该忍住悲痛心情，保持沉着的态度，绝对不可以感情冲动，采取激烈言行而把事情弄得更坏；当你跟知心朋友交往时，万一遇到朋友犯了什么过失，你应该很亲切诚恳地来规劝他，绝对不可以由于怕得罪他而眼看着他继续错下去。

一说，苏东坡记起到黄州上任时王安石嘱咐他取瞿塘中峡水之事。于是从水路走，可顺便取中峡之水。东坡顺流而下，因鞍马颠簸、身体困倦，不觉睡过去了，没有吩咐水手打水，到醒来时已是下峡。东坡赶紧吩咐拔转船头，要取中峡水。但逆水行舟，很是费劲，而且用不上力。途中遇见一个老者，便问三峡哪一峡水好。老者回答，三峡水昼夜不断，难分好坏。于是，东坡认为没有必要一定取中峡水，便叫水手将下峡水装满了一瓮，回到黄州。王安石便问带中峡水的事情。东坡说已经带来了。王安石赶紧取来瓮，命令下人生火煮水，冲泡阳羡茶，但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便问东坡水从何处取的。东坡回答“巫峡”。王安石再问是不是中峡水，东坡再次肯定。此时，王安石笑着说东坡又来欺他了，此水乃下峡之水，不可假名中峡。听此话后苏东坡大惊，说是问过当地有经验的老者，告诉三峡之水都一样，于是听信了他取了下峡之水。随后，王安石便教育东坡读书人不可轻言妄信，凡事要寻根究底。他向东坡解释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太缓，只有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煮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当看到茶色半晌方见时，就知道取的是下峡水了。东坡听后，心悦诚服，离席谢罪。而王安石也安慰他说没有什么罪，还指出了他因过于聪明，才致疏略。

由此可见，王安石对苏东坡这次做错了事，且开始还想混过去，并没有直接去斥责他。他采取的正是上文所提倡的方法：一方面中肯地指出东坡过于聪明，反而不能寻根究底，容易犯自以为是的毛病；另一方面又向东坡介绍了三峡之水上中下的区别，使东坡心悦诚服。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对于家人还是朋友，当发现他们有什么过失时，就应该诚恳地批评指出，而不能怕得罪于他装作没看见，使他们的错误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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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威 为官公廉，居家恕俭


[原文]


居官有二语，曰“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居家有二语，曰“唯恕则情平，唯俭则用足”。


[解读]


原文所说：做官有两句必须遵守的箴言：态度公正无私才能产生明确判断，行为清白廉洁才能使人敬服；治家也有两句必须遵守的箴言：多替别人设想心情自然平和，生活节俭朴素家用自然充足。

古贤们认为，身居仕途，但凡品德高尚或是有些抱负的人，都希望能够做到公正廉明。为官从政，造福于民本来就是一项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公正廉明则是古代做官的基本要求。对清官来讲，首先是不贪，然后是无私，不贪则廉，无私则公，公则生明，廉则生威。

而“唯恕平情，唯俭足用”，则是持家的基本原则。古贤认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这正是劝诫人们要节俭。换句话说，就是居家过日子，一家人要有宽恕的心胸，要有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家人和蔼可亲，这样才能够使全家人心平气和，大家和睦相处，并且能够勤俭持家，不该浪费的就要节省，要精打细算，这样才能够使全家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由此古人还认为，做官的人就是在维持一个大家庭，他们就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所以，为官在政的人，不论是什么职位，都要有治国的良策，如何为老百姓谋利。如果为政的人，不心存治国之心，又如何善待老百姓？如果心中没有善良的意念，只是为自己谋取私利，不为老百姓做事，就会有亡国的危险了。所以为官的人，不可以不修身，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直的父母官。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郅都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内不畏强暴，敢于捶扑豪强权贵；对外积极抵御外侮，使匈奴闻名丧胆。郅都被时人称为酷吏“苍鹰”，而后人誉他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汉文帝时，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为文帝侍从。汉景帝继位，郅都被晋为中郎将。他性格耿直，“敢直谏”，也能抛开情面，“面折大臣于朝”，很快便得到汉景帝的重视。汉景帝七年(前150年)，郅都迁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或视权臣脸色行事。皇亲国戚、功臣列侯犯法，郅都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又慎，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汉景帝原太子刘荣，因其母栗姬失宠被废为临江王。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他又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欲写信直接向景帝谢罪，郅都不许。窦太后堂侄魏其侯窦婴派人悄悄送给刘荣一刀笔，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在中尉府自杀。

如今看来，古贤们总结的从政、持家的原则在当代更有着实际意义。当代为官者，同样应该公正廉明；当代人居家过日子，也应宽恕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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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恭 伦常本乎天性，不可任德怀恩


[原文]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作到极处俱是合当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如施者任德，受者怀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解读]


原文所说：父母对子女的慈祥，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兄姐对弟妹的爱护，弟妹对兄姐的尊敬等等，即便拿出最大爱心做到最完美境界，也都是骨肉至亲之间所应做的。因为这完全都是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彼此之间绝对不可以存有一点感激的想法。假如父母养育子女，兄姐友爱弟妹，个个都怀着一颗思恩图报之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弟妹对兄姐的尊敬，也都怀着感恩报答的心理，那就等于把骨肉至亲变成了路上陌生的人，而且也把出自真诚的骨肉之情变成了一种市井交易。

这里提及的家族人伦之爱，即是维系着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核心传统。古贤们早就指出，这种爱是自然的，是金钱权力所不能交易到的，是不存在德行与恩惠观念的，是感情生活中的一块净土。古人们强调，子女不是物品，父母的辛劳与恩情也无法量化，只能用心去体会，亲子间如果真要斤斤计较付出与回报，那就跟买卖交易没有什么不同的了。

所以，人世间，如果父母子女之间的真情挚爱可以论斤称两地计较，父母还能成其为父母、子女还能成其为子女吗？

庄子与宋国的宰官荡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以敬行孝容易，以爱的本心行孝难；以仁行孝容易，以虚静淡泊的态度对待双亲困难；忘掉亲情容易，让双亲也能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困难；让亲人忘我容易，要我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就难；忘记天下容易，让天下忘我更难。所以具备天德的人不为尧舜，他施于后世的恩泽天下人都不知，这岂是侈谈仁孝能够做到的？孝悌仁义，忠信贞廉，都是为勉励自己而伤害天性，不足称道。所以，至贵就是连国君高位都不要，至富就连倾国财富都不顾，至愿就是弃声名毁誉于不顾。所以，大道是永恒不变的。

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古贤们的上述思想具有的现实意义更无可置疑。因为如今的商品社会中，父母教养子女或子女孝敬父母的本分，应当履行的责任与义务，已被有些父母或子女忽略掉了，就成了条件化的亲子关系。例如，有的父母会以自己的价值观来支配子女未来，其出发点固然是为子女着想，但子女毕竟是独立的个体，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而许多求好心切的父母更是无法接受子女违背自己的心愿，在子女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往往习惯性地指责子女不孝；而更有不少子女们，也习惯了埋怨父母没有能力给予自己优厚的生活条件，甚至有的还以此来衡量父母们的关爱是多是少。

所以，中国还有一个词汇说得很是简单到位，那就是“真爱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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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 富贵多炎凉，骨肉多妒忌


[原文]


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此处若不当以冷肠，御以平气，鲜不日坐烦恼障中矣。


[解读]


原文所说：人情高低、冷暖、厚薄的变化，在富贵之家比在穷困人家显得更鲜明；而嫉妒、妒恨、猜忌的心理，在兄弟姐妹骨肉至亲之间甚于陌生人。一个人如不能用冷静态度来应付这种人情上的变化，或者不能用理智来压抑自己不平的情绪，那就要陷于日坐愁城中的烦恼状态了。

中国的古贤们早就指出，对于世上的人来说，往往在得到一种东西之前会以这种东西作为奋斗目标，而一旦有了这种东西也就会有了利益之争。古人们还认为，人间骨肉亲情虽血浓于水，但自古以来骨肉相残、兄弟阋墙之事却时有所闻，尤其多见于权贵之家。

例如魏武帝曹丕对其弟曹植的迫害、李世民与其兄建成太子的决战玄武门，帝王之家为权势而战的事例多不胜数；而汉武帝、武则天、唐太宗等等无不为了权力而曾骨肉相残；残暴的隋炀帝，已经被册立为太子，可是为了早日当皇帝竟谋杀亲父隋文帝而即位。如此等等，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随处可见。

所以，古贤们提醒后人，“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会听到这样的例子：患难夫妻胼手胝足地打拼事业，辛苦多年后终于小有成就，家境愈来愈富裕。但原本鹣鲽情深的夫妻关系却随之起了变化，因相互间算计而劳燕分飞者更是比比皆是。这种状况或情形的发生，在那些产业丰厚的豪门中，似乎也更加常见。骨肉至亲常常因为争夺家产而反目成仇，各自为了多得到一些好处，兄弟骨肉之间的情分早已荡然无存。

在如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有些人往往是有了钱还要更多些，有了权还要更大些，以至生活中终日钻营处处投机的小人，多像苍蝇一样四处飞舞，个人的私欲也总处于极度的膨胀状态。曾有媒体报道，一位性命垂危的父亲住院，前来探视的子女却为了争夺家产而吵闹不休，一旁的医护人员在忙于劝阻之余，也只能为那名正与死神搏斗的父亲感到悲哀。这种状况一方面印证了“富贵多炎凉，骨肉多妒忌”的状况，另一方面也随时地提醒着我们自己，身处此种现实中时，应时时不忘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应对人情变化维系骨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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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泽 念积累之难，思倾覆之易


[原文]


问祖宗之德泽，吾身所享者是，当念其积累之难；问子孙之福祉，吾身所贻者是，要思其倾覆之易。


[解读]


原文所说：假如要问我们的祖先是否给我们留下有恩德，就要看看我们现在生活所享受的程度是否高，假如确实高，那就算祖先累积下了恩德，我们就要感谢祖先当年留下这些德泽的不易；假如我们要问我们的子孙将来是否能生活幸福，就必须先看看自己给子孙留下的德泽究竟有多少，假如我们给子孙留下的恩惠很少，就要想到子孙势将无法守成而容易使家业衰败。

古人的上述说法，用一句更直接的话说，即是智慧与财物都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恩泽，它们即使得来容易，而作为后代的我们要守住它并将其发扬光大却绝非易事。

《诗经》中就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养我育我，不辞劳苦。”这表明了对于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儒家提倡做子女的应该感谢才是。而感谢的方式当然是要尽到孝道。中国的大思想家荀子就认为，忠君不是绝对的，但尽孝却是绝对的。即使父母有过错，子女后人也要恭恭敬敬，不可冒犯。

孔子的弟子子路便是孝敬父母的典型例子。子路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境很贫穷，时常在外面采集藜藿等野菜当食物。为了赡养父母双亲，却常常到百里以外的地方背回米来，尽到自己的孝心。父母去世以后，子路南游到楚国。楚王非常敬佩恭慕他的学问和人品，给子路加封到拥有百辆车马的官位。当家中积余下来的粮食达到万钟之多时，子路仍然不忘父母的劳苦，感叹地说，虽然希望再同以前一样生活，吃藜藿等野菜，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背回米来赡养父母双亲，可惜没有办法如愿以偿了。

子路的这种眷眷之情、拳拳之心，曾令无数人为之动容。孔子就赞扬他“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其实，子女赡养父母，侍奉父母，尊敬父母，在任何时代都是为人的基准。中国另有俗话说“儿不嫌母丑”，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也是人间这种至亲至情。无论一个人走遍了天涯海角，他依然还是母亲的儿子；即使他出任王公将相，也依然改变不了一个为人之子的身份。人类世纪变迁，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名誉也不时改变，但他与父母的血缘亲情关系是不可改变的。

至于我们自己，今天所努力的一切，百年之后也都将传给子孙。所以原文中才有“要问子孙之福祉，吾身所贻者是”。如果我们自己失根忘本，不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不仅等于是在糟蹋虚耗祖宗先人的恩泽，更是在挥霍透支子孙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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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德 心善子孙盛，根固枝叶荣


[原文]


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心者，后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就如同兴建高楼大厦一样，假如不事先把地基打得稳固，就绝对不能建筑坚固而耐久的房屋。前辈的居心行事，是后代的根本，根本不牢固而枝叶却能繁茂，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自古就有“身教重于言教”之说，强调了为人长辈者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是下一代学习效法的对象，对于子孙人格的形成影响极大。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其日常言行都是以善为出发点，儿女子孙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自然也都能延持，并会创下一番事业，此所谓“积善之家庆有余”。反之，则“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历史上，尧有十个儿子，但他不把王位传给其中任何一个而传给了舜，因为只有舜德高望重，堪当此任。舜有九个儿子，他不把王位传给其中任何一个而传给了禹，因为禹治水有功，对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史上明君周文王发现并重用了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依靠他灭殷兴周，以至于周武王在泰山的祝拜中，还念念不忘“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可见，古贤们早就明了不搞父子兵、以德才取人是多么重要!

在个人修身自省方面，中国古贤们十分强调德——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强调德才兼备而又以德为主导，认为德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率与主心骨。反之，离开了道德的建树、立业，也就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如艳丽一时而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德的约束，个人的卓越才能还有走向反面的可能，会耗尽在鬼蜮的猖狂作为中。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赵高，便是无德的典型代表。秦朝末年，宦官赵高将一只鹿称为“马”献给秦二世。糊涂的秦二世还不至于糊涂到不辨鹿马的地步，所以就笑着纠正说这是鹿而不是马。赵高却不改初衷，一口咬定那匹鹿是一匹“马”。对此，朝中大臣中，有附和赵高的信口雌黄之言者，也有反驳赵高混淆鹿马的正直不阿者。结果，赵高在日后借故除掉了这些正直的大臣，秦二世也难逃杀身之祸。作为家奴宦官且无德的赵高将秦国搅得乌烟瘴气，进一步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由此看来，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留给后代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并不是财富名位，而是心存善念、以德为基的价值观。只有使良善之心代代流传，才能为儿孙种下幸福的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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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叁辑 励志篇3

“困苦穷乏，锻炼身心；读心中之名文，听本真之妙曲。”古亦有名训：“英雄不怕出身低。”艰苦的环境最能激发人的斗志，而优越的生活环境也最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温室的弱苗”。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就是在清苦的环境之中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菜根谭》励志篇，无疑糅合了这其中的所有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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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悟 泛驾之马，跃冶之金


[原文]


泛驾之马可就驰驱，跃冶之金终归型范。只一优游不振，便终身无个进步。白沙云：“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无病是吾忧。”真确实之论也。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说：一匹性情凶悍不易控驭的马，只要训练有素驾驭得法，仍然可以骑上它飞奔疾驰；在熔化时爆出熔炉的金属，最终还是被人注入模型变成器具。一个人如果只贪图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就会使精神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如此就会一辈子没有什么作为。明代学者陈献章说：“做人有过失并没什么可耻的，只有一生一点错都没有才最值得忧心。”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很难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那些曾经做过错事的人。而古人却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是一生中没有一丁点的错误，那才是最奇怪的；一个人只要有一颗悔过的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的典故：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灵公是个暴君，对大臣们的屡次劝谏置若罔闻。有一次，晋灵公用餐时觉得厨师煮的熊掌不够熟，就立刻下令把厨师杀掉。大臣士季赶忙进宫劝谏晋灵公不要滥杀，士季还未开口，晋灵公就说：“我知道错了，今后一定改正。”其实，晋灵公把语气重点落在前一句，只是想用这个话堵住士季的口，并不是真想改正错误。士季便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士季的话把重点落在一个“改”字，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只要知错能改，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他是想让晋灵公悔悟自己的错误。

宋朝大文豪苏洵年少时很不喜读书，到处游荡，不知自强和上进。苏洵年老时也承认“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到25岁时苏洵突然醒悟，决定“治学”，且每日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成为一代文豪。随后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培养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文豪，人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如果没有苏洵的悔悟，也许历史上就缺少了三大文豪。

所以，古贤们才说：性情凶悍的马，可以通过调教而变得温顺；融化的金子，可以按照模型制作出理想的工艺品；更何况有血有肉的人呢？

生活中，人不能对自己的过错一再放纵，也不要将自己曾经的错误背负在肩。保持平常心态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缺点，生活才会更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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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穷 困苦穷乏，锻炼身心


[原文]


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


[解读]


原文意在说明：横逆困难是锤炼英雄豪杰心性的烘炉，按受这种锻炼对形体与精神均有益处，反之如果承受不了这种恶劣环境的煎熬，那么将来他的肉体和精神都会受到损伤。

每个人的一生几乎都不可能始终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丝毫困难的人生只是美丽的幻想。每个人的一生也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有先有后，有大有小。而这些困难，犹如紫荆花的落红，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肥料。孔子在仕途不顺时整理编写了《春秋》；司马迁遭受宫刑后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屈原遭到陷害后，在困境中创作出《离骚》。历史上许多的英雄和伟人，正是在逆境中留下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为我们今天所铭记和赞颂。

孟子说，上天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时，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才能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只得向吴王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以不忘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最终，越王勾践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卧薪尝胆二十年，终于使越国富强了起来，并打败吴国，创下了人类君王史的奇迹!

所以说，当人遭到灾厄，置身于逆境的时候，就如同在烘炉里的钢铁一样，身心得以锻炼方可成为拥有钢铁意志般的人。一个人只有经受得住灾厄与逆境的艰难险阻，才能享受到成功的甘甜。没有经过此种锻炼的人，则禁不住风霜的打击，终究成不了英雄，只能过着平庸的生活而已。古语所说的：“忧危启圣智，厄穷见人杰”，也是要告诉人们，当处在困穷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而应知道这正是促成自己向前发展的一个契机，正是在锻炼一个坚强且即将成功的人。


横逆困难是垂炼英雄豪杰的心性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苦、磨难是一个人成长的沃土，是人进步的阶梯，也是造就英雄和伟人的“练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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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暮 老当益壮，大器晚成


[原文]


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


[解读]


原文意在说明：夕阳西下时，在天空所出现的晚霞是那么灿烂夺目；而深秋季节，金黄色的柑桔正吐露扑鼻的芳香，所以，君子到了晚年更应振作精神奋发有为。

人们总是说秋天是萧瑟的季节，没有生机。而在深秋之时，登临西山，映入眼睑的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美景，给人以灿若朝霞的振奋之感。秋天如人的老年，虽岁至迟暮，却更为璀璨耀眼。老年人经验丰富、性情温和，成熟之后，更具美感。他们阅尽沧海桑田之变幻，更加不失奋发向上之气节。

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后，也平定了北方乌桓，其时他已经五十三岁，可谓已人到迟暮之年。而曹操仍然踌躇满志，乐观自信，他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享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他说，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一颗勃勃雄心永不会消沉，一种对宏伟理想追求永不会停息的!

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态度!廉颇老的时候，还在想着去战场建功；李白在老年被流放的途中，还想去参军平定安史之乱；杜甫在晚年认为自己的才学和丰富的经验仍可为朝廷出一分力，等等。所以说，老年人的奋斗，是一股自强不息、真爱生命的精神，就像经霜的枫叶一样更能让人感动。

世人有个普遍的观念，人在中青年时才是创事业的最佳年龄段，而人一到老年，就不会再有什么建树，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以至有人慨叹“人到中年万事休”。当然如果硬要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也是不切实际的，每个年龄段都具有特定的作用。中青年阶段是一个人奋发有为创造事业的黄金时期，但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是在老年时才有所作为。如姜子牙年少时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可一直没有遇到“伯乐”，也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直到暮年，姜子牙才遇到西伯姬昌，英雄终有了用武之地。


岁寒而后知松柏之苍劲


年纪大并不是就意味着要放弃生活，老年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应该去奋斗，去体验。“岁寒而后知松柏之苍劲”，人到晚年固然有夕阳黄昏之叹，但“老当益壮”、“老骥伏枥”之雄心和精神更显得振奋人心。人的一生，没有精神追求，即使是正当少年，但颓靡自堕，又有何用？有精神追求和理想抱负，即使在老年却生机勃勃，又何来“徒伤悲”之叹呢？


[image: ]





 精诚 诚可感动天地，伪则形影自愧


[原文]


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镂；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的精神修养功夫如果能做到至诚地步，就可以感动上天，变不可能为可能，如邹衍受了委屈感动了上天，竟在盛夏降霜为他打抱不平；而杞植的妻子由于悲痛丈夫的战死竟然哭倒了城墙，甚至就连最坚固的金石也会被真诚的精神力量凿穿。反之，一个人如果心存虚伪邪恶的念头，那他只不过是空有人的形体架势而已，肉体虽存，其实灵魂早已经死亡；由于心术不正，与人相处时，也会使人觉得面目可憎而惹人讨厌；一个人独处时，会忽然良心发现，不由得面对自己的影子也会觉得万分羞愧。

诚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对人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要求。荀子说，君子要有好的品德，最首要的是要具备真诚；孟子说，天地之间，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交替，花鸟鱼虫自然万物的生长繁息，都是真实、实在的，没有丝毫虚妄；虚妄的东西，在自然中不能存在。这也是在告诉人们要以真实的面貌对待事物和他人，这样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

西汉时期，有一位著名将领叫李广，他精于骑马射箭，作战非常勇敢，人称“飞将军”。 一次，他去冥山南麓打猎，忽然发现草丛中蹲伏着一只猛虎。李广急忙弯弓搭箭，全神贯注，用尽气力，一箭射去。李广箭法很好，他以为老虎一定中箭身亡，于是走近前去仔细一看，未料射中的竟是一块形状很像老虎的大石头。不仅箭头深深射入石头当中，而且箭尾也几乎全部射入石头中去了。李广很惊讶，他不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于是想再试一试，就往后退了几步，张弓搭箭，用力向石头射去。可是，一连几箭都没有射进去，有的箭头破碎了，有的箭杆折断了，而大石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伤。世人对这件事感到很惊奇，疑惑不解，就去请教学者杨雄。杨雄回答说：如果诚心实意，即使像金石那样坚硬的东西也会被感动的。从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成语也便流传下来。

古书《大学》中说，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一定要先修养好自己本身的德行；要想修养好自己本身的德行，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意；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意，必先使自己的念头真诚、无私；要想使自己的念头真诚无私，必先明理——穷究事物的道理；要想明理致知，必先要革除物欲，修正其不正确的观念。这句话强调的正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要义：做人要先“诚”，然后才能谈得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真诚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要义。一个人拥有一颗真诚的心，还会发愁活的不坦荡吗？真诚犹如太阳，是什么就照出什么，容不得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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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拂逆 处逆境时比于下，心怠荒时思于上


[原文]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则怨尤自消；心稍怠荒,便思胜似我的人,则精神自奋。


[解读]


原文意在说：遇事稍微有些不如意，就去想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那么怨恨就会自然消失；心中稍微有些懈怠的念头，就去想那些比自己强的人，精神就自然能振奋起来。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的人在得不到想要的事物时就沮丧万分、寻死觅活，总是哀叹命运不好。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总是宽敞平坦的，难免会有沟壑险滩，遇到不如意时要看开一些，想想那些不如自己境况的人，心情就会轻松很多。人的快乐境界全由自己的心理平衡而定，在境遇上不要总与比自己强的人比，而要多向下比，自然心存满足。

民间有句俗语，“一山更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世界上的事往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世上美好的事物很多，即使你已追逐得精疲力尽，看到的还是人上有人。在生活中，处处与他人攀比，受苦受累的恐怕只是你自己。而每天能看到很多人乐呵呵地、无忧无虑，原因就是他们知道“知足者常乐”的道理。不知足的人哪怕是亿万富翁也照样会活在煎熬之中，因为他还想追求更多；而对于一个虽然不富裕的人，即使生活平淡也能开心幸福，这就是生活的态度。所以，古贤们认为，与其痛苦，何不让自己开心快乐些？

东汉学者赵岐在《三辅决录》中这样说：自己书法虽比不上崔杜那些名人，但是比罗赵等人又绰绰有余。由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民间流传开来。这并不是说告诉人们不求上进，而是让人们有一种平衡的心态。唐代诗人王梵志有一首这样的诗：“他人骑大马， 我独跨驴子。 回顾担柴汉， 心下较些子。”大意是说：看到他人骑马，我骑着毛驴，心里头不大高兴，但是回头看见还有步行并且还要担柴的，心里头又平衡了一些。

现代人在生活中不妨学习上述古贤的这种态度，学会安慰自己，懂得放弃。其实，人总会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拿自己不擅长的和他人擅长的相比，必然会感到自愧不如，产生自卑心理；反过来，拿自己擅长的和他人不擅长的相比，则较


一山更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


做人要有更高的追求，生活才有动力，社会才会进步。面对人生，我们要学会的是常持一颗“知足常乐”之心，又不乏凌云之志，才能在快乐的人生中品尝丰收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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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蛰伏 伏久者飞高，开先者谢早


[原文]


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


[解读]


原文所说：隐伏很久的鸟，飞起来一定很高；早开的花，凋谢也早。人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可以免除怀才不遇的忧虑，可以消除急于求名的念头。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当担心自己本身的能力够不够；真正的君子只是担心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想在某一行业取得成功，就应先谦虚地向他人学习来充实自己，使得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胜任工作，积累的经验越多，能力越强，以后的路才能越走越宽。

孔子有个叫子夏的学生。有一天，子夏对孔子说，他的父亲做了莒父邑的长官，不知道该如何治理政事。孔子回答：不要图快，也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只图速度而走一些捷径，过于想成功，反而会忽略自己修养的储备以及经验的累积，往往容易遭到失败。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要贪图一时的名利而放弃学习的机会，要把时间和精力更多用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相信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自己有能力，耐得住无名无利的寂寞，终会有成功的一天。

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他们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做事果断、有冲劲。但往往为人处事鲁莽、急躁，他们只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怀着这样的心态学习、工作，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只有耐心地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理想的那一天才最终会到来。

也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春风得意，但由于没有成熟的心态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名和利，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年纪大些的人，因为长期的生活积累获得了丰厚的知识和人生阅历，痛苦的蛰伏和漫长的等待又造就了他们坚韧的品质。当厚积薄发时，经历过岁月沉淀展现出来的才是精华；而面对成功，他们更容易珍惜那份得来不易的收获。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急于崭露头角的人往往难成大气候，急功近利的人更不足成大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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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省 幻中求真，雅不离俗


[原文]


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真；道得酒中,仙遇花里,虽雅不能离俗。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说：黄金是从矿山中挖出来的，美玉是从石头中产生的，可见不经过幻变就不能得到真悟；道理是杯酒中悟出来的，神仙也许能在声色场上或繁花丛中遇见，可见即使是高雅之士也不是完全隔绝世俗情欲的。

雅并不拒绝俗，没有俗，雅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雅的东西并不能脱离它产生的环境，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天生就是一个高雅之士，他很可能在“俗”的环境里成长，而高雅诞生的关键是以后的磨炼。大文豪苏东坡精通文学、音乐、绘画，可以称得上是文人雅士。可是他也不避俗，喜欢饮酒、喝茶，喜欢吃“东坡肉”。孟子说，人的嘴巴对于食物味道有共同的取舍；人的耳朵对于声音也有共同的取舍；人的眼睛对于颜色也有共同的取舍。虽然这些共同之处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上，但也说明雅俗共赏的道理。

这就像流芳百世的英名，多是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从逆境中挣扎奋斗过来的一样。没有在逆境中历练过，一帆风顺、一生成功的，历史中或许也有，但是我们铭记住的并不多。

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年少时和庞涓一起跟随鬼谷先生学习兵法。庞涓到魏国封为将军后，得知孙膑有《孙子兵法》一书。据说谁要得此书就可以雄霸天下。庞涓更是想得到此书，因为他深感自己的本领不如孙膑，怕孙膑超过自己，于是他就派人将孙膑召到魏国，施以膑刑，将孙膑的膝盖骨剔掉，使孙膑致残。孙膑残疾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虽屡次遭到庞涓的陷害，仍是顽强地与敌人抗争，最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大家。

至于大浪淘沙的金子更是耀眼，人生亦是如此。有时候日坐愁城，有时候一筹莫展，进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尽管如此，人们却只有在悲风之中才能领略到人生的深奥，置身绝境才可感悟出生活的真滋味。而在各种经历中真正“悟”出道理来，也是自我修养的一种提升。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往往会对“雅”和“俗”产生一些严重的误解，甚至偏见。在某些人的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等等。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如同人不经过历练也不能成为完人一样，雅是对俗的升华。超俗的人不在于做的事与俗人不同，而是他们有自己做事的独特方式。


金自矿出　玉从石出


要成为一个道德深厚的高雅之士，需要金玉之质，更离不开后天磨炼，应该逐渐发现本性中的良知，在现实之中不断磨炼而使之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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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 生生之意，天地本心


[原文]


草木才零落，便露萌颖于根底；时序虽凝寒，终回阳气于飞灰。肃杀之中，生生之意常为之主，即是可以见天地之心。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说：草木的枝叶刚开始枯萎凋落时，在根底就已萌发出新芽；季节虽然已进入寒冬，也终究会回归到温暖的飞花时节。在深秋肃杀萧索的氛围中，大地仍然蕴含着主导时势的无限生机，由此可以看出天地孕育万物的本心。

人在生活中难免遇到寒冷、严酷，但是大自然总会留下生机。在最艰苦的时候，往往就是事情的转机快要到来的时候。只要能坚持住走过去，事情就会有转机。所以，古贤们认为，应当效法自然界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精神，面对生活应当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不断前进，勇于拼搏。同时，也应当像大地那样厚实宽广，载育万物；与人相处时，要心胸开阔、意志高远，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这样赞颂小草顽强的生命力：“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春来发芽，秋来枯萎，即使遇到野火的威力，也不屈服，只要春天一到，它还会生机盎然。大自然赋予万物无限生机，正因为如此，万物是不会因暂时的萧条和衰落而枯萎陨落的。冬意正浓的时候，春天已开始了它的脚步，天地万物就这样生生不息。旧事物的凋陨，只不过是为了让新生得以更好地延续。草木枯荣、四季交替都是大自然的机理所在，花开花谢、夏雨冬雪也是自然的正常现象。

人虽贵为万物之灵，但生老病逝也是自然的规律。2200多年前，秦始皇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永久享有这样的权力，他妄想得到“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他不断派人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其实，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药，只要明白了自然的规律，便能理解畏惧年老和死亡如同害怕风霜雨雪般毫无意义。所以，人只要拥有一颗博大的胸怀和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抓住时代脉搏一直前行，生命的意义就不会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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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时 花鸟尚绘春，人生莫虚度


[原文]


春至时和，花尚铺一段发色，鸟且啭几句好音。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解读]


原文意在表达：春天来临时，风和日丽，花草树木争奇斗艳，为自然增添了一份美丽的景色，连鸟儿也发出婉转动听的鸣叫。一个读书人如果能通过努力有幸出人头地，又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却并不思考为后世写下不朽的篇章，为世间多做几件善事，那么他即使能活到百岁，也宛如没有在世上活过一天一样。

《庄子·知北游》中说，人生活在天与地之间，生命的历程犹如一只小马驹在一道细小的门缝前闪过一样。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有的读书人在享有功名利禄之后，便开始虚度人生，不再读书，更不用说去写书立说了。这样的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也枉费了生命。

西晋左思出身寒微，小时候跟人学书法、弹琴、读书，但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左思父亲很泄气，认为这孩子没有出息。左思很不服气，从此发愤读书学习，决心追回失去时光。几年后，他开始着手撰写《三都赋》。他把读书、抄录、写作结合起来，发愤攻读，勤于动笔，抄录了无数书文警句。他在室内的门上、墙上，以及厕所里都挂满了纸、毛笔，随读随记。他还把随时看到的语句或想到的东西也随时记下。经过十年构思、琢磨及反复修改，左思终于完成了《三都赋》。这一消息很快传开，一时轰动了整个洛阳城，大家竞相传抄，因为用纸太多，洛阳纸张都涨价了，由此流传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左思成为我国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还为读书人开创了抄录读书法，让更多的读书人在诵读中再进行抄写，然后记忆经典文章。左思告诉后人，抄录读书法全过程重在“思”，读中思，写中思，记中思。

资质并不聪慧的左思，能够珍惜每一分钟去学习，不仅自己收获了许多，也为后人留下了佳作。而对于那些贪图名利的人，只顾享受眼前的温饱，并不为社会奉献一丝的力量，这样的人只是躯壳而已，其人生也毫无意义。孔子说，无是非、无骨气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这种人生活在人群中，就像稗草危害庄稼、紫色混乱朱红一样，最能危害人道。


花鸟尚绘春，人生莫虚度


一个人可以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不能过着庸俗的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一件令人怀念的事，不仅是为自己的人生添加了精彩的一笔，也为人类的春天增添了一份美景。如果能从花鸟的音色中体会出它们的喜悦，那么你也能够从自己的奉献中获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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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智 心事宜明，才华须韫


[原文]


君子之心事,天清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解读]


原文所阐述的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他的心地应该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而他的才能应该像珍藏的珍宝一样，不宜轻易让人看得出来。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司马牛请教如何去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的内心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惧。司马牛不大明白，接着又问，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称作君子了吗？孔子回答，如果自己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的呢？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不仅是一个行为端正的问题，同时也指人的内在品德。古人认为，君子有三种基本品德：仁爱、智慧和勇敢。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有一颗博爱之心，有高远的人生智慧，有勇敢坚强的意志，那么他就必然会具有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从而心底宽广、胸怀坦荡。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各种事情，且不计个人得失；而那些处处与他人为难的心胸狭窄的小人，其实是与己为难，因为他们时常忧愁，猥猥琐琐，这些人成不了君子，也没有什么大的才能。

君子为人处世要坦然，而对自己才华要懂得珍藏，不要轻易让人看出自己的才华。世人千万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坦荡的胸怀，有的人会有嫉妒之心，处处为难君子。在自然界中，当相对弱小的动物受到强大对手的攻击时它往往会以各种形式隐藏自己来蒙骗敌人、保护自己。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攻击时，要隐藏自己，懂得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并不是像小人那样苟且偷生，而是一种能屈能伸的处世方式。适当的隐智，可以使自己在竞争生活中更清楚地观察周围的环境。

其实，适当的隐智还包含着谦卑的品质，也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谦卑是一种心胸开阔的姿态和谦虚向他人学习的态度。《易经·谦卦》认为，谦卑是指人因为虚心所以能进入对方的心，被别人接纳。在与他人交流沟通时彼此接纳是很重要的，因此谦卑作为一种品格也非常重要。一个人不懂得谦卑，在生活中就不容易被他人接纳。不被他人接纳的人，在生活中往往会处于孤立的状态；而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谦卑、互相尊重，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融洽，大家团结一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孔子弟子三千人，仍能够秉持谦卑的态度，虚心地向郯子、师襄、苌弘、老聃等人学习，不愧是“一代大师”。因此，隐智并不只是一种处世的策略，也是一种美德。一个甘愿处于次要位置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最后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而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常常因为无法接纳他人的意见，从而失去他人的支持，最终陷入孤立卑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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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源 读心中之名文，听本真之妙曲


[原文]


人心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残篇断简封锢了；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艳舞淹没了。学者须扫除外物，直觅本来，才有个真受用。


[解读]


原文意在表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真正美妙的好文章，可惜都被残缺不全的杂乱文章所封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旋律美妙的好乐曲，可惜都被那些妖冶的歌声和浮华的艳舞所掩盖。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排除外界的诱惑，直接去寻求人心中最自然的本性，才能求得真正享用不尽的真学问。

人们往往被覆盖在事物外表的华丽所迷惑，看不到真正的好文章，也听不到美妙的天籁之音。古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人缺乏一种溯源的探索精神。历史上，但凡有所成就的人，无不具有这一精神。

南朝医学家陶弘景，有一天读到《诗经·小宛》中“螟蛉有子，蜾蠃负(抱)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几句时觉得有些疑问，就查阅资料，发现很多书上都这样解释：蜾蠃(一种细腰蜂)有雄无雌，繁殖后代，是由雄的把螟蛉(青蜘蛛)的幼虫衔回窝里，叫那幼虫变成自己的样子，而成为后代。恰好一个朋友也来问陶弘景这是怎么回事。陶弘景想，这些书尽是我抄你，你抄我的，即使再查书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了，我何不亲自到现场看个究竟呢？于是，陶弘景来到庭院里找到一窝蜾蠃。经过几次细心地观察，他终于发现，那螟蛉幼虫并非用来变蜾蠃的，而是蜾羸衔来放在巢里，等自己产下的卵孵出幼虫时，作为它们的“粮食”。蜾蠃不但有雌的，而且有自己的后代。蜾蠃衔螟蛉幼虫作子之谜，终于被陶弘景用调查研究的办法揭穿了。从这件事，陶弘景得出一个结论：治学要重视调查研究和追本溯源，不能因为别人怎么说自己也跟着怎么说。正是这种溯源精神，使陶弘景不被外界的书籍所影响、蒙蔽，从而成为南北朝时有名的医学家，著有多本医学书籍流传后世。

这表明最美妙的乐曲是在心灵的深处，最深的学问藏在书山的深处，只有孜孜不倦追求的人才能聆听到最美妙的心灵之曲，才能领悟到世界上最深奥的道理。而表面上的东西总是假象，只有经过披沙拣金的寻找，才能发现事物的本真；只有真正的掌握了知识，才能唤醒内心，才能分辨是非，掌握真理。

北宋人沈括小时候常想：为什么自己所在的地方的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凭借着这种溯源求索精神，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涉及历史、文艺、科学等各种知识的笔记文学体裁的巨作《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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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受益 虚心明义理，实心却物欲


[原文]


心不可不虚，虚则义理来居。心不可不实，实则物欲不入。


[解读]


原文要阐述的是：一个人一定要抱着虚怀若谷的胸襟，因为只有谦虚才能容纳下真正的学问和真理；同时一个人又要抱着执著的态度，因为只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抵御外来物欲的侵入。

一个人不可能掌握宇宙全部的知识，也不可能通晓万物的所有真理，只有在向他人不断地学习中，才能充实自己；只有怀着执著学习的态度和坚强的意志，才能使自己不迷失在物质横流之中。

《庄子·秋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来自遥远高山的一支小溪，一路向着东方奔流去寻找海洋。一开始他们是明澈的、欢快的，但后来在途中他们遇到了许多挫折，也走了很多弯路，还有许多浑浊之水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没有拒绝。就这样，这支溪水的气势越来越浩浩荡荡，也越来越混浊。人们把它叫做黄河。带领这条大河的那一滴水，被大伙儿尊称为河伯。黄河越来越强大，以致于隔着宽阔的河面也看不清对岸的牛马了。河伯不禁得意洋洋，以为天下之美都被他一个人占尽了。他甚至开始怀疑河水奔流的方向，他已经占尽风光，为什么还要寻找海洋呢？

黄河继续不断壮大，河伯越来越自大狂妄。后来他们终于到达海洋了。当河伯看到浩瀚无边而又神秘的海洋，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他才回过头来，对海神叹息：听到了许多道理，就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我曾经听到有人小看孔仲尼的见闻、轻视伯夷的义行，开始我还不相信；如今我看见您的大海难以穷尽，我如果不到您的面前来，那就危险了，我会永远被明白大道理的人所讥笑。

海神哈哈大笑说，你之所以自大狂妄，恰恰是因为你过高估计了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世界。天底下有多少人都在这样自以为是啊。不过，现在你终于知道了，人们只会笑话那些依然狂妄、不谦虚的人，却再也不会笑话你。你已经达到了海洋，你成了海洋中的一滴水，那就让我们一起享受海洋、一起进入海洋的深处去探索它的奥妙吧!

浅显的故事寓意深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每个人显得微小、单薄；同样的道理，在无穷尽的知识面前，没有人可以夸口说，自己拥有了所有知识，可以停止学习了。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他的老师。孔子毕生都在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念，智者才拥有更多的智慧。


谦受益，满招损


做人处世如果不懂得谦虚，所蒙受的损失将无法估量。成功并非单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达到，在很多时候，他人的意见或鼓励才是触发或支持自己努力不懈的动力来源。正如大海能容纳百川，做人也应该敞开胸怀，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然后择其善者固守之。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做学问，如果只是敷衍了事或者被外界的物质利益所迷惑，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成功。没有执著精神和坚定意志的人，终生一事无成，而那些保持一颗纯洁、坚定的心，执著追求理想的人，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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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善 辨别是非，认识大体


[原文]


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


[解读]


原文阐述：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疑惑就放弃自己的独特见解，也不要太固执己见而忽视别人的忠实良言，不可因个人私利，在背地里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伤害整体利益，更不可以假借社会大众的舆论，来满足自己的私人愿望，发泄个人不满。

《战国策·魏策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魏国和赵国订立了友好盟约。为了使盟约更有效，两国之间决定互送人质作保。于是，魏王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作人质。为了儿子的安全，魏王派大臣庞葱陪同儿子前往。但庞葱却担心魏王不会一直相信自己。于是临行之前他对魏王说：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大王相信不相信？魏王回答，不相信，老虎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来？庞葱接着再问，如果有两个人一齐对大王说大街上来了一个老虎，相信不相信呢？魏王回答，如果有两个人都这么说，他就有些半信半疑了。庞葱又说，如果有三个人一齐对大王说大街上来一个老虎，相信不相信？魏王回答，如果大家都这么说，那他就只好相信了。听魏王这样回答，庞葱就更担心了。他叹了一声说，大王，老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只是因为三个人都这么说，大街上有老虎便成为真的了。邯郸离魏国的都城大梁，比王宫离大街远得多，而且背后议论他的人可能还不止三个。魏王听懂了庞葱的意思，就点点头说，庞葱的心思他知道了，让庞葱只管放心去吧!于是庞葱陪同魏王的儿子到了邯郸。庞葱走后不多久，果然有很多人对魏王说起了庞葱的坏话，而且，就像听到三个人说大街上有虎就相信有虎那样，魏王最终相信了一些大臣的话。于是，当庞葱回国以后，魏王就一直没有召见庞葱。这就是“三人成虎”的故事。

故事说明，人们往往会被大多数人的观点所迷惑，从而放弃了自己做事的原则。孔子说：不要光凭一个人说什么来认识他、推举他，也不要因为一个人有缺陷而摒弃他好的思想言论。这就需要我们要能够分辨真话假话，要去实地考察再做出决断。

总之，一个人在做事时，要坚信自己的明理判断，也要辨别是非，听取善意的忠告。既不能轻信他人的言语，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因它这样可能会失去很多成功机会；也不应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还在固执坚持，这样会浪费自己很多精力；更不应因为个人的私利和情感发泄，而去伤害他人成集体的利益，否则最终失败的人将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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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戒 勿妄自菲薄，勿自夸自傲


[原文]


前人云：“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又云：“暴富贫儿休说梦，谁家灶里火无烟？”一箴自昧所有，一箴自夸所有，可为学问切戒。


[解读]


原文是说：以前有人说：“放弃自己家中的大量财富，却模仿乞丐拿着钵到处乞讨。”又有人说：“一个突然暴富的穷人，千万不要老向人家夸耀自己的财富，其实哪个人家的炉灶不冒烟呢？”上面这两句谚语，一句是用来劝说那些看不清自己德行的人，一句是用来忠告那些夸耀自己财富的人，这些都是做学问的人必须彻底戒除的事。

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一生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很多人的失败往往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被自己的懦弱或自负击倒。

人生在世，不要随意放弃自家无穷无尽的宝藏不用，而去向别人乞讨，这就是要规诫人们，不要忽视自己所拥有的；另外，不要向他人夸耀自己的才华与财富，你所拥有的别人未必比你少。同样的道理，读书人也要领悟这句至理名言。有的读书人，家里有很多藏书，却不去好好品味欣赏，而是到处向人诉苦，这世上没有什么好书值得读；有的人，买来很多书籍，却不曾翻阅，只是向来客们炫耀自己的书房花费了多少钱，自己买了多少本书。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和做学问的人。

孟子说，希望尊贵，这是人们共同的心愿。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可尊贵的东西，只是很多人不去思考它罢了。人的心里就是这样，总是不去反省自己，从而导致易犯自卑和自傲的错误。自卑的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还能有谁瞧得上呢？而一味自夸的人，虽然显尽自己的财富和能耐，但是在别人眼中却已经一文不值。

天下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认识了自己，才能明白自己的优缺点，充分发挥优点，不断改掉缺点。为人处世中，不要跟人比较，不必妄自菲薄，也不要自傲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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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露逞 藏才隐智，任重致远


[原文]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人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说：老鹰站在那里像睡着了，老虎走路时像有病的样子，这就是它们准备捉人吃人前的手段。所以，一个真正具有才德的君子要做到不炫耀、不显露才华，如此才能培养出肩负重大使命的力量。

“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老鹰和老虎为了自己的生存，运用各种手段。同样的道理，真正的君子在为人处世中，也需要一些隐藏的计谋。

《韩非子·说难》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武公一直想吞并胡国，但是他深知胡国防范很严，对自己素怀警戒，于是便精心设计了一个长远的计谋。郑武公先是与胡国结下儿女亲家，将女儿下嫁胡国君之子，博得胡国君的信任。过了一段时间，郑武公又故意张扬练兵以待出征，并有意征询臣子们的意见，若出征先出兵何地。一位叫关其思的大夫直言回答，当然是先取胡国。武公闻言，勃然大怒，命手下人将其斩首，并说，胡国与郑国已结秦晋之好，怎么可以大动干戈。日后如果再有人劝他攻打胡国，一律不饶!此事惊动四方，传到胡国，胡国君从此对武公倍加信任，不再如往日一般防卫。不久，郑武公趁胡国不备，突然袭击，一举吞灭了胡国。关其思先取胡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算得上是一个聪明人，但他为什么却惹来杀身之惹呢？他错就错在自己虽然了解武公想进攻胡国的意图，却不明白武公只是想迷惑敌人的本意，贸然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糊里糊涂送了性命。

一般而言，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怀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如睡、虎行似病的藏巧用晦的各种做人的方法。

春秋时代的宁武子，经历了卫国的两代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代完全不同，卫文公时政治清明，卫成公时社会混乱，环境险恶，而宁武子却安然做了卫国的两朝元老。在天下太平时，政事清简无所效力，宁武子并不巧立名目，兴事弄术表现自己有才干；社会动荡时，晋国把卫成公废黜、囚禁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品德和为晋人所赞赏的地位，立朝不去，从容地行走在大国之间，周旋于暗君之侧，一心保全卫国。后来，晋侯派人要毒死卫成公，宁武子又贿赂医生，减少毒药的份量，保全了成公的性命。孔子评价说，宁武子在国家安定时是一个智者，在国家动乱时是一个愚人；他智的一面，别人赶得上，而愚的一面，别人是无法赶上!可见，宁武子深得“大智若愚”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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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 水滴石穿，瓜熟蒂落


[原文]


绳锯材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要力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机。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把绳索当锯子摩擦久了可锯断木头；水滴落在石头上时间一久就可贯穿坚石，做学问的人也要努力用功才能有所成就；各方细水汇集在一起能形成一道河流，瓜果成熟之后自然会脱落枝蔓而掉落，修行学道的人也要听凭自然才能获得正果。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上私塾读书，常常逃学到街上去闲逛。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感叹，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意思。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就问：“老婆婆，您在做什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笑了笑，说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李白很惊奇就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老婆婆回答道，当然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了。李白说，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老婆婆反问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李白就说，可是老婆婆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老婆婆坚定地说，只要她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李白听了老婆婆的一番话，感到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故事启示我们：做事要有一种坚持执著的精神，方能达到目的。不少人在做事时，一心想着早日有所成就，却不知道这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一滴水滴落在硬石上，不可能将其穿透，这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做学问亦是如此，不可能读一两本书，就会成为大师级别的人物。读书之人坚持日复一日地去研读经典著作后，自然会才思泉涌，有所写作。同样，在生活中做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干任何事都要抱有坚持的态度，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往往干不成事。

王献之自幼聪慧好学，在书法上专工草书和隶书，也很擅长画画。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王羲之。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他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足够了吧？母亲摇摇头。小献之又说，五年总行了吧？母亲又摇摇头。献之急了，冲着母亲说，那究竟要多长时间？王献之的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写完院里这18缸水，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铁杵磨针


坚持不懈、成功的人物很多，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选择，坚持下去就是一生之抉择，而轻易放弃会失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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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机 观形不如观心，神用胜过迹用


[原文]


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书佳趣？


[解读]


原文要阐述的是：人们只懂得读有文字的书，却不懂得研究大自然这本无字的书；人们只知道弹奏普通有弦琴，却不知道欣赏自然界无弦琴的美妙声音。也就是只知道运用有形迹的事物，而不懂得领悟无形的神韵，这种庸俗的人又如何能理解音乐和学问的真正乐趣呢？

在古代，大多读书人为了仕途而去读书，并不去真正理解文字背后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世人只去读念可以理解的有字的书，而不能阅读和理解无字的书。文字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是代表人类思想的符号，但仅去捉摸符号而不去研究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世人只能了解字中的意思，而不能看破字的妙理。如果人们能透过文字，发现自然之妙理，就会发现宇宙的万象、诸般的人事都是没有文字的活书籍。世人只知道弹有弦的琴，而不知道弹没有弦的琴，只知道应用物的外形，而不知捉摸物的精神，这样就不能领会出其中的趣味。

孔子被世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他是儒家的开派宗师和集大成者，其学说博大精深，为后人所景仰。据《论语》记载，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手不释卷，琴不离身。但由于孔子的学说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纳，故常常处于困顿甚至危险之中。他有两次遇险，却都能做到君子坦荡荡，而且从容地弹琴论道，化险为夷。

有一次，在卫国的匡地，卫国人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误当仇人，团团围困。弟子们一片惊惶，孔子却若无其事，一边悠然地弹琴，一边结合眼下的处境，向弟子们讲授“大勇”与“小勇”的道理：不逃避蛟龙的追击，是渔夫的勇气；不畏惧猛虎的攻击，是猎人的勇气；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是烈士的勇气；处于困厄窘迫之中，而能冷静地分析这是时势命运所致，临难不惧，等待转机，这才是圣人的勇气。在孔子的悠悠琴声与娓娓讲述中，弟子们镇定下来。最后，卫国人消除了误会，赔礼道歉，一路放行。另外一次是在楚国，他们半路上被派兵围困了七天七夜，缺粮断炊，只好挖野菜充饥。弟子们在沮丧绝望中感到走投无路，而孔子却神态自若，依然弹琴论道。这次孔子讲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讲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告诫弟子们要在险境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弟子们如沐春风，以至忘掉了随时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终于等到解围，他们又踏上了去楚国的路途。

生活就是人生最真实的一本无字书，自然界的天籁之音，才是最打动心灵的乐曲。静下心来体味生活，你会发现，一切都很美好；听惯了嘈杂的烦恼声音，不妨停下来听听鸟儿的鸣叫，你会发现其中别有滋味。


圣人之勇


孔子真正做到用心去领悟世事，这便是学问和音乐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也告诉人们，仅仅取用物的形象尚不能了解真味，唯有捉摸其中的精神才能得实际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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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做作 诗思野兴，出于自然


[原文]


诗思在灞陵桥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兴在境湖曲边，独往时，山川自相映发。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说：送别在霸陵桥上会使人诗兴勃发，刚刚低声吟罢，丛林山峰就已经变得诗意盎然；镜湖曲江的水边充满自然的情趣，独自漫步到那里，就会感到山水交映令人陶醉。

古人告诉我们，美好的诗思既出于天然，又来自内心，送别之地，杨柳依依，千山万水含情脉脉，文思泉涌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需矫情；镜湖曲边生机盎然，独步而往，山川含笑，水映人心，自然之趣油然而生，何须半点做作？自然的无穷魅力需要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去解读，诗情画意出于天然又在心头。诗情画意，需要情与景的交融，它是在情与景的交汇、心灵与自然的撞击中产生。以情观景则动人，景中有情则动心。单纯的自然蕴含诗情却无法发露，期待着人的解读；心灵没有外物的感动撞击也不会产生诗情。

诗歌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描写田园山水的文人墨客，他们把自然之景作为审美对象，采用细腻的笔锋描写静谧辽阔的田野和山林，创造出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我国的田园山水诗歌源远流长，《诗经》中就有描写各个地方的山水田园诗句。东晋诗人陶渊明则全力写田园诗，他的田园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被世人认为是田园诗的一座丰碑，其中田园诗歌的代表作有《桃花源诗并记》、《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陶渊明的诗歌多取材于自然的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真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这就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让人体味其中悠然淡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欧阳修盛赞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晋代没有什么好文章，唯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苏东坡说，古今的贤人，贵在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一个“真”字，就概括了陶诗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田园山水诗在盛唐时发展到了繁荣时期，出现了以写山水田园诗为主的诗人群体，人们称之为“山水田园诗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孟浩然和王维。此外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盛唐诗人在继承了前代田园山水诗人的成就上，又有新的发展，他们笔下景物不仅惟妙惟肖，又能以清新的语言表达出田园之趣味、山水之精神。在山川风物中融入诗人的感情，即景会心，浑然天成。

而有很多文人并不追求文章的朴实、自然，他们往往用很华丽的词汇来描写事物，只为了填满字数。用文字来追求名和利，只能算是谋生之计，而非真正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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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恒 学贵有恒，道在悟真


[原文]


凭意兴作为者，随作则随止，岂是不退之轮；从情识解悟者，有悟则有迷，终非常明之灯。


[解读]


原文阐述了：一个人只凭一时的意气、兴趣办事，情绪高的时候就去行动，冲动一过马上就停止，这样怎能成为不断前进永不倒退的车轮呢!从情感出发去领悟事理的人，有所领悟，也会有所迷惑，这样终究不是永保明亮的智慧之灯。

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个叫乐羊子的人。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贤慧的女子。有一天，乐羊子离开家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拜师求学。没过多久，乐羊子突然回到家中，他的妻子正在家中织布，妻子很惊讶地问他：学业这么快就完成了吗？乐羊子喃喃地说：学业还没有完成，可是他在外面，天天想家，就放弃了学业回家了。他的妻子听了以后，转身拿起织机上的一把剪刀，三两下就把织布机上已经织好了的布剪成了两段。乐羊子忙上前阻挡，他的妻子就对他说：这织布机上的布，是一丝丝地累积成尺、成丈、成匹，是长期辛劳的结果，现在把它剪断了，就等于前功尽弃，白白浪费了时间。读书求学和纺线织布是一个道理。乐羊子被妻子的话所感动，于是立刻离开家，继续拜师求学。几年后，乐羊子终于完成学业，才返乡回家看望妻子。他的妻子高兴地迎接满载而归的丈夫。

孟子说，一个人的作为就像挖井一样，挖呀挖，没水，再挖呀挖，还是没有水。眼看就要见到水了，他却停了下来，再也不愿挖了。这不是井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井。不是他的力量不够，而是他的意志不坚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是容易的，但能够有恒心做完一件事就不那么容易了。有的人，头脑热一些，没有估计到困难，困难一出现，就退缩了；有的人头脑冷静一点，估计到了困难，可没估计到困难有那么大，也退缩了。眼看就要成功了，一步之遥，一纸之隔，可却没有了坚持下去的恒心，半途而废，一切都前功尽弃。

少年李时珍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对医学很感兴趣。但由于当时医生社会地位低下，父亲希望李时珍跻身仕途。但李时珍三次参考，都没有考中，于是他决心弃儒从医，继承父业。李时珍酷爱阅读典籍，他涉猎群书，搜罗百氏，更是读遍古今医籍，掌握了精湛的医术，开始行医。当时医学书籍对一些药材的记载说法不一致，有的含糊不清，李时珍就决定重新编写一本真正的本草书籍，他辞去官职，开始了追求真道的历程。为了完成修改本草书的艰巨任务，李时珍几乎走遍了湖北省、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名川大山，行程不下万里。同时，他又参阅了八百多部书籍，经过3次修改稿，终于在6l岁的那年，编成了医学巨作《本草纲目》，这书籍包含着李时珍将近30年的心血，记录着李时珍持之以恒、饱尝苦辛的艰难历程。

由此可见，在求学问道的路上，做学问的人各有自己的经验，但真正有所作为的人，无不是具备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必须保持理智的思维和冷静的头脑，感情用事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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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 宽严得宜，勿偏一方


[原文]


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


[解读]


原文意在说明：一个做学问的人，既要有细密的思考、谨慎的行为、刻苦敬业的精神，又要有潇洒脱俗的高超胸怀，这样才能保持生活的情趣。假如只知一味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就会暮气沉沉而无生机，如同大自然中只有落叶的秋日，而没有阳光和熙的春天。这又怎能培育万物的成长而至开花结果呢？

古人讲究勤奋读书，如果一个读书人为了追求高深的学问，每天都兢兢业业地苦读，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固然很好，但不要忽略读书之外的潇洒趣味。相反，如果每天捧着书，却总是怀着颤颤抖抖恐惧之心，好像走近深渊怕坠落，好像踩在薄冰上怕陷没。如此求学，也终不能成功。

做学问的人，无论他研究的是什么学问，心里都要有一种认真钻研的精神，但同时也要有潇洒热情、超凡脱俗的胸怀，而不是像一个苦行僧那样，不食人间烟火，过分约束自己，过分的清心寡欲，这样的生活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反而会使自己的生活困顿不堪，君子要懂得调节自己的生活情趣，追求理想、事业是一方面，但也要有放松的心理，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情趣。

楚王派两位大臣去拜访庄子，请庄子去做官，管理国事。正在濮水垂钓的庄子头也不回地说，宁肯如活着的小龟甩着尾巴，在泥水中快乐自在，也不愿像死去三千岁的神龟一样，被用丝巾包着藏在庙堂之上。追求自己的生活，不肯违心，不想让荣华富贵损了真性，庄子的洒脱无人能及。

古人告诉我们，做学问是一件清苦的事情，它需要学者具有坚韧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学问的目的是使人痛苦，真正的学问应该使人感到快乐，应该融入生命的规律，融入人的性情。有兢兢业业的治学之心，却没有潇洒超脱，只是在死板地读书，他的学问无法融入社会，无法化为现实的力量。君子治学既要不失学者的严谨刻苦，又要保持一种率性洒脱的心态，才不会陷入治学的死角，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学会享受生活


一个人不仅要追求事业，而且也应该要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只有精神上的富有，才能够更体现出人生的价值。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仕途多么成功，但如果在精神很贫瘠，这就失去了人生的另一种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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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旁骛 修德须忘功名，读书定要深心


[原文]


学者要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


[解读]


原文的意思是：求取学问一定要集中精神，专心致志于研究。如果立志修德却又很在意功名利禄，必然不会取得真实的造诣；如果读书只把兴致寄托在吟咏诗词等风雅事上，一定不会深入内心体悟其中真意。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随后的冬天，皇上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管家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这位官员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道，他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陶渊明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孔子说，真正的君子关心的是自己应该做什么，而小人只是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功名利禄。读书如果只是为了附庸风雅，那么就失去了读书的真正价值；如果只是把读书拿来当作换取“黄金屋”、“千钟粟”的敲门砖，那读书就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如此读书又怎么能够心无旁骛、学有所得呢？名利之心确实比修进学业更有诱惑力，就像野草总是比庄稼更容易生长。只有清除这些杂念，知识与道德的良田才可能免于荒芜枯萎。吟咏之乐总是要比著书立说更吸引人，但这只能算是对文学的一种爱好，而不是钻研。

明朝有一位宦官王振，他深得皇上宠爱，从而以权谋私，纵揽权势。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而大臣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于谦的同僚劝他说，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给王宦官，以表示一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他带有清风。于谦的这种高尚品德与那些饱读圣书，反而拿财宝贿赂宦官的阿谀奉承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君子为人正直，绝不会拿功名利禄玷污自己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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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心 胸次玲珑，触物会心


[原文]


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学者要天机清澈，胸次玲珑，触物皆有会心处。


[解读]


原文意在表述：鸟的语言和虫的鸣声我们虽然听不懂，但都是表达它们之间感情的方式；花的艳丽和草的青葱我们固然都能看到，但其中蕴藏着大自然的奥妙文章。研究学问的人，必须使灵智清明透澈，必须使胸怀光明磊落，这样跟事物接触时，才能达到豁然领悟的境界。

面对大自然的美景，人们往往感到无法用语言全部将其描绘出来。只有用心体会时，方能领悟出这些美景才是无形的最好的文章。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很多古人描写自然的精美诗句，可谓是景中有情。这些优美的诗歌，不仅描绘了自然之景，也蕴含着诗人内心的情感。

四季变幻，自然之景也在悄然变化。杜甫笔下“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春天之美，让人眼前展现了一副这样的画面：白天时间延长了，春天的到来使江山显得更加美丽，春风带来了陈陈醉人的花草的香气。河滩上冰雪融化，泥土变得潮湿而松软，引得燕子飞来含泥筑巢，温暖的沙子上还偎依着一双双的鸳鸯。辽阔的大地上立刻是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色，这里也展示了诗人一种愉悦的心情。

到了夏天，处处是鸟语蝉鸣、万木葱茏、莲叶满池。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头顶上一轮烈日，没有一点风，一切树木都无精打采地、懒洋洋地站在那里。突然“风声撼山翻怒涛，雨点飞空射强弩”，夏天的雨就这样急速而来，急速而走。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在美丽的田野上，放眼望去，火红火红的高粱不得不驮着沉甸甸的穗子弯下了腰、金灿灿的玉米在翩翩起舞、雪白的棉花在唱着快乐的歌、苹果露出了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柿子树上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人们笑呵呵地收获着丰收的果实。西北风刮起，冬天而至。李白有诗“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形象地描写出燕山的雪花大如席子，风雪交加都把轩辕台吹落了。

天地自然中处处充满无限乐趣，只有心灵通透光明，才能对它们真正的心领神会。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用美妙的声音和肢体语言向我们诉说，用它秀丽的山川、辽阔的大地，用它周而复始的运转，传达着它每一秒的喜怒哀乐。每一朵鲜花都是大地的微笑，每一声莺啼都是天空的歌唱。世界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歌，学者和世人都需要有最通脱的心灵才能心领神会，并为之动容、慨叹。　

世事洞明皆学问。善于读书的人，世间一切都是书，山水是书，鱼虫是书，花月也是书。只要用一颗清澈透亮的心去领悟，定会心领神会自然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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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 拙意无限，道以拙成


[原文]


文以拙进，道以拙成，一拙字有无限意味。如桃源犬吠、桑间鸡鸣，何等淳庞。至于寒潭之月、古木之鸦，工巧中便觉有衰飒气象矣。


[解读]


原文着意表述：不论写文章或做学问都要用质拙的方法才有进步，尤其是修养品德必须抱着朴实的态度才有成就，可见“拙”字含有无穷奥义，恰如桃花源中的狗叫、阡陌间的鸡鸣，这该是一种多么淳朴充实的风俗。至于寒潭中所映出的月影、以及古树上所栖息的乌鸦，表面看来充满诗情画意，然而实际上却显示出萧瑟凄凉的景象。

孔子说，质实多于文采，就难免粗陋；文采多于质实，就难免虚浮；文采和质实配合得恰到好处，才可以称为是君子。过于老实、木讷，在所有人面前均出自真心相示，对所有事都丁是丁、卯是卯，这样的人缺乏生趣，也缺乏智慧；相反，过于浮华、机巧、一味见风使舵、只会说些甜言蜜语，毫无真诚之意，这样的人靠不住，甚至很危险。孔子认为的“文质彬彬”，就是两方面配合，既有生趣、精神，又有真气、厚道，这样的人才可爱。

《韩非子·说林上》中讲了这样的两个典故。

魏国大将乐羊去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首领将乐羊儿子悬挂起来给乐羊看，乐羊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进攻的意志，攻打更为猛烈。中山国于是将乐羊儿子烹了，送羹给乐羊，乐羊将羹喝干。中山国首领看到了乐羊的决心，不忍心和乐羊对战，乐羊终于拿下了中山国。乐羊回国之后，文侯欣赏他的战功，但怀疑他的内心。

孟孙打猎捕获了一只小貘。让秦西巴拿着回家，貘的母亲一边跟着秦西巴一边鸣叫，秦西巴不忍心，放了小貘给母貘。孟孙得知后，发怒放逐了秦西巴。一年过后，孟孙召回秦西巴做太子的老师。有的大臣问：秦西巴对君王是有罪的，现在又任命他为太子傅，这是什么原因呢？孟孙回答说：秦西巴对一只貘而不忍心，将小貘放生，又怎么能忍心我的儿子啊。韩非子认为，自以为聪明的奸诈之举，并不如心中不存恶念，诚心诚意地做事；有目的有意图地故意表现出某些能够吸引人迷惑人的假象，最后欺骗的是自己。

老子说，人类痛苦和纷争的病根就在于乖巧过了头，刚强过了分，假如大家立身处世都朴实、厚拙、柔弱、不争，人们生活必定幸福多了。看似质朴的做法，其实才是最智慧之人，看似笨拙的事物未必真的笨拙。因为拙并不等于笨，它是一种对人工的驱除和对自然的顺应。“拙”是一种质朴，一种真诚，而质朴和真诚是最能打动别人的。


拙意无限，道以拙成


最能打动人心的好文章不是华丽词句的堆砌，镂金锉玉文字的堆砌只是外表上的精致，却没有能打动人心的真情实感。同样的道理，为人处世只要出于真，出于诚，出于自然和质朴，就会营造出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虽然让人很受用，但却得不到他人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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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石心 进德修行，济世经邦


[原文]


进德修道，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羡便趋欲境；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堕危机。


[解读]


原文意在告诉我们：凡是磨练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必须有木石一样坚定的意志，假如羡慕外界的荣华富贵，那就会被物欲所困惑包围。凡是一个可以治理国家，能服务社会的人，必须有一种宛如行云流水般的淡泊胸怀，假如贪恋功名利禄，就会陷入危机四伏的险地。

三国时期，管宁和华歆都是有名之人。二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俩成天形影不离，同桌吃饭、同榻读书，相处得很和谐。有一次，二人在菜地里锄草，过了会，管宁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东西。管宁好生奇怪，将泥土翻了过来。发现黑黝黝的泥土中，有一个黄澄澄的东西闪闪发光。管宁定睛一看，是块黄金，他就自言自语地说，是一块金子。接着，他把那块金子放在地上，不再理会，继续锄草。而不远处的华歆听到这话，不由得心里一动，赶紧丢下锄头奔了过来，拾起金块捧在手里仔细端详。管宁见状，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锄头干活，一边责备华歆说，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华歆听了，嘴上说，自己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手里却还捧着金子，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最后，华歆觉得管宁一直看着自己，很不情愿地丢下金子才去干活。可是他心里还在惦记金子，还不住地唉声叹气。管宁见他这个样子，不再说什么，只是暗暗地摇头。

有一天，管宁和华歆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正看得入神，忽然一片鼓乐之声，中间夹杂着鸣锣开道的吆喝声和人们看热闹吵吵嚷嚷的声音。于是管宁和华歆就起身走到窗前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一位达官显贵乘车从这里经过。一大队随从佩带着武器、穿着统一的服装前呼后拥地保卫着车子，威风凛凛，显得富贵逼人。管宁对于这些很不以为然，又回到原处捧起书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对外面的喧闹完全充耳不闻，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华歆完全被这种张扬的声势和豪华的排场吸引住了，他嫌在屋里看不清楚，干脆连书也不读了，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去跟着人群尾随车队细看。管宁目睹了华歆的所作所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叹惋和失望。等到华歆回来以后，管宁就拿出刀子当着华歆的面把席子从中间割成两半，痛心而决绝地说，两个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从今以后，他们就像这被割开的草席一样，再也不是朋友了。管宁一生不慕名利，著有《氏性论》，华歆则很努力做到太尉之位，却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都被金钱和权势迷惑，每天劳碌奔波，只为名利而存亡，成为名利的奴仆。这样的人生也就失去了人自身的生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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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 物出天然，意适无事


[原文]


意所偶会便成佳境，物出天然才见真机，若加一分调停布置，趣意便减矣。白氏云：“意随无事适，风逐自然清。”有味哉，其言之也!


[解读]


原文意在阐述：心中偶然有所领悟便成就了佳境，事物浑然天成才能看出真正的机趣，若是添加一分人工的刻意修饰，趣味就会锐减。白居易有诗：“意念随着无思无虑身心便感舒适，习习凉风起于自然让人觉得无比清爽。”这两句诗真是值得玩味啊!不愧是至理名言也。

物贵天然，人贵自然。为人处世上老子也强调自然无为，不管干什么要遵循自然规律，不以人为的方式去扰乱它；同样，自然无为也是他的审美标准，一切违背自然的必定就是丑恶的。

《庄子·天运》中有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时期，越国有个名叫西施的姑娘，不仅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而且平时的一举一动也都很美。西施有心口疼的疾病，犯病时总是用手按住胸口，紧皱眉头。因为人们喜欢她，所以她生病的样子，在人们眼里也妩媚可爱，楚楚动人。西施的邻村有个丑姑娘叫东施，总是想方设法打扮自己。有一次在路上碰到西施，见西施手捂胸口，紧皱眉头，显得异常美丽。她心想难怪人们说她漂亮，原来是做出这种样子，如果自己也做这个姿势，肯定就变漂亮了。于是东施就模仿西施的动作。结果原本就很丑的她，变成了疯疯癫癫的样子，富人们见了赶紧把门关上，穷人们见了携着自己的妻子赶紧躲避。“东施效颦”的典故讽刺了那些不研究实质内容，只单纯地效仿表现形式的人。刻意去模仿他人，只会让人感到更是丑陋不堪。

自然的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只是人们往往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寻找、去雕琢，与天然之美擦肩而过。物处天然的美才是真美，不加雕饰才能意趣天成。做文章也是一样，灵感来时要抓得住，若只一味闭门造车，堆砌藻饰，即使做得满眼繁华，也只是矫揉造作。而诗人的风流高雅，在于能读懂平淡的生活，每一缕空气都使他感到新鲜，每一次太阳升起在他眼里都与昨天不同。那些每日故作赏花弹琴、咬文嚼字的人，只能证明自身的庸俗和诗意的匮乏。

李白看到出水芙蓉时，诗情雅兴油然而生，不禁感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吟咏之间，不觉清光大来，清音暗生，自然有种清扬之感。只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去进行清照，才可见出它那本真的状态，才不会将大自然不需要的矫饰强加给大自然。

天然之物，不需要人为雕刻；自然之事，不需人为地复杂化。以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来对待人世间的繁琐之事，是处理问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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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 幼不陶铸，难成令器


[原文]


子弟者，大人之胚胎，秀才者，士大夫之胚胎。此时若火力不到，陶铸不纯，他日涉世立朝，终难成个令器。


[解读]


原文意在表述：孩童是大人的雏形，秀才是官吏的雏形，假如在这个阶段磨炼不够，教养学习不多，那将来踏入社会，就很难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明代学者王应麟在《三字经》中有这样的名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就是说一个人的成才之路如同雕刻玉器一样，玉在没有打磨雕琢以前和石头没有区别，人也是一样，只有经过刻苦磨练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一个人最重要的学习和性格形成都是在少年阶段，少年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古人告诉我们，在孩子少年时期，就要给他打好根基，以利于孩子日后发展。

孟子幼年时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抚养他。他家附近有一块墓地。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挖坑掘土，葬送亲人。死者的亲人披麻戴孝，哭哭啼啼，吹鼓手吹吹打打，颇为热闹。年幼的孟子，对这些事情感到很新奇，他看到这些情景，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一会哭哭啼啼，一会又模仿吹鼓手的样子。孟子和邻居的孩子玩耍时，也模仿出殡、送葬时的情景，拿着小铁锹挖土刨坑。孟母一心想让孟子成为好读书、有学问的人，看到孟子这些怪模样，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决定搬家。不久，孟母把家搬到城里。孟子居住的那条街十分热闹，有卖杂货的，有做陶器的，还有榨油的油坊。孟子住家的西邻是打铁的，东邻是杀猪的。闹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高声叫卖，好不热闹。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闲逛，对商人的叫卖声最感兴趣，每天都学着他们的样子喊叫喧闹，模仿商人做买卖。孟母觉得家居闹市对孩子更没有好影响，于是又决定搬家。

第三次，孟母将家搬到城东的学宫对面。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许多既有学问又懂礼仪的读书人。学宫里书声朗朗，孟子被这些声音吸引住了。他时常跑到学宫门前张望，有时还看到老师带领学生演习祭祀、朝拜、来往的礼节仪式。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孟子也和邻居的孩子们做着演习周礼的游戏。没过多久，孟子就进这所学宫学习礼乐、射御、术数、六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为了孩子的发展，孟母不惜辛劳，三次搬家。孩童在幼时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就为以后成才做好了准备。

幼儿的教育很重要，同理对于读书人而言，道德品德的磨练同样重要。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品德如果修养不够，日后即使是学富五车，但却并不能成就大事。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少年时代起，就熟读兵书，善谈兵法，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赵奢认为儿子做事太轻率，不具备军事才能，可赵括并不以为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赵括自傲自满、一意孤行，只是按照兵书去作战，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打败，使赵国被坑杀了40万人，给赵国带来了致命性的毁灭。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光有知识还不够，还需要在成人的引导下，不断在实践中磨炼自己的品德。

总而言之，家长在孩子幼儿时，就应该给其提供良好的教育；读书人在少年时期，就应不断磨炼自己的品质，这样才能使得自己走入社会后，处理问题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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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肆辑 修省篇4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菜根谭》强调：人的心灵一旦受到尘世贪欲的遮蔽，往往会利欲熏心，事业发展也往往会天折和失败，所以人在事业发展中应该看轻钱财和宝贵，心中剔除闲杂之念，努力做到内心纤尘不染，时时保持头脑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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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心 山林息尘心，诗书消俗气


[原文]


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自息；夷犹于图画诗书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虽不玩物丧志，亦常借境调心。


[解读]


原文所说：悠然漫步于山林泉石之中，世俗的杂念就会渐渐平息；留恋陶醉于诗词书画之中，世俗的气息就会慢慢消散。所以说，君子虽然不能玩物丧志，但也应常借助一些高雅的情境来调和自己的心绪。

纵观古今，中国人都有吟唱自然山水的传统，尤其是历史上的文人骚客更是乐此不疲。如《诗经》之中即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诗句，借用一片景色把爱情融化在其中。这种融化不仅鲜活了景致，还让欣赏诗句的人们体会了爱情的滋味。当后人读起这一诗句并意会到这一片景色的时候，人与物便不再有多大分别，感情和景色融化在了一起。情感上的如此共鸣，不仅能让人积累的情绪得到释放，更能微妙地消除某种极端情感。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境吧。

历史上，“琴棋书画”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自然风景的欣赏境界，也往往能显示出一个人脱俗的心怀。

宋代大诗人林逋就极其喜欢梅花和鹤。为此爱好，他隐居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人称“梅妻鹤子”。而他留下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已成为古今吟咏梅花的名言佳句。所以，后人才说：分不清究竟是梅花成就了林逋，还是林逋成就了梅花。因为他和梅花似乎已融为了一体。

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不能过于迷恋自然山水，一味沉浸于棋琴雅致。因为，过分的迷恋，就会导致玩物丧志。例如，极其迷恋山石的宋徽宗，整日玩乐于书画歌舞中的后主李煜，他们不仅荒废了自我，更使整个国家陷入了灭境之中。

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一定要平衡好兴趣爱好与工作生活的关系。

一方面，寄情山水可以滋养人的心灵，怡情书画能够平添人的气质。做到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生活与琴棋书画的文人雅趣并存，这是最好的安排。尤其是在如今快节奏、竞争压力大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要因为“很忙”而让兴趣爱好消失于生活中，我们应该保持住内心中的那份天然雅趣，这时就会发现眼前平板的生活其实是色彩斑斓的。

另一方面，须牢记“玩物丧志”的实际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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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噩 留正气还天地，遗清名在乾坤


[原文]


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纷华而甘澹泊，遗个清白在乾坤。


[解读]


原文所说：做人宁可保持质朴毫无机诈的本性，摒弃后天巧诈的聪明，也要保留些许浩然正气还给大自然；做人宁可摒弃世俗的荣华富贵，过着淡泊恬静的生活，也要留一个纯洁高尚的美名在世间。

就人性而言，其本是淳朴自然的。但人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改变，所以人又有着自身复杂的一面，这种复杂也让人保持本性变得越来越难。生活中，那些聪明过分的人常喜欢耍弄自己的小聪明，其实，耍小聪明的同时也会抹杀自己心中的正气，甚至会使自己的人格在巧诈中日益堕落。那些享受着荣华富贵的人，只知道一味地追求权势地位，心中充满私欲，在满足私欲的同时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本性。

大思想家庄子很是赞赏所谓的真人境界。他认为，不用心智去损害自然界之道，不用人为的努力去改变天然，才是可贵的真人境界。这种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遵循自然之道的人不以生为喜，也不以死为恶。说得详细些就是，人在出生时不知道欢天喜地，要离世时也不知道恐惧痛苦，做到无拘无束地来，潇洒从容地走，把生与死看成是自然规律。而当一个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来源，也就不会去担忧自己的归路了。

南宋文天祥，以一人之力对抗元朝，希望挽回南宋灭亡的命运。当被俘后，元世祖亲自劝降，并许以丞相高位诱惑他时，他也断然拒绝，从容就义。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佳句，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传诵。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天祥便可称为“真人”了。

当然，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要让每个人都还保持着纯朴自然的生活心境，真的很不容易。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在纷华中保持几分淡泊，在物欲中持有几分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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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心 降魔先降自心，驭横先驭此气


[原文]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横者，先驭此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解读]


原文所说：要想制服邪恶，必须先制服自己内心的邪恶，而当内心之恶消除后，其他的一切邪恶自然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要想控制不合理的横逆事件，必须学会控制自己浮动的情绪，当控制住情绪后，所有其他的横逆之事自然也就不能侵入了。

换种说法即是，外在的物欲对一个人的心理诱惑是非常大的，就像一个人的心里着了魔一样，令人不可思议，也令人无法控制。其实，产生这样的念头，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是真实存在的高级动物，不可能是苦行僧。而每个人又都有七情六欲，尤其是当面对外来的各种诱惑或邪念时，真正能做到无动于衷的又有几人呢？但这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因为人一旦有了杂念，就会显得无所适从，甚至会做出背离自己本性的错事来。

而事实上，人们想要控制上述欲望和贪念也并非难事。因为一个人的贪婪之念，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只要做到“伏魔先伏自心”。就是说一个人要控制抵御外来的种种诱惑，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私心杂念，铲除一切龌龊的行为和阴暗的思想和理念。如果一个人心里真正去掉了这种心魔，那么自然就不会受到私心杂念以及外部诱惑的干扰了，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一路阳光。

有这么一则寓言：阿痴平素最喜欢钓鱼。有一次，他钓上来一尾大鲤鱼，阿痴高兴极了，他对大鲤鱼说：“恭喜你了，全世界的鱼，惟有你有幸去我家做客。”大鲤鱼说：“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如果你肯放我回去，我一定叫上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道去，你看那样，热热闹闹该有多好。”阿痴听说一下子能同时钓到多条大鱼，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他想也未想，就把大鲤鱼给放走了。可是，他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天黑，也未见大鲤鱼的影儿，更不要说它的家人了。

如此简单的寓言小故事，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贪婪之心是无边无际的，也是无休无止的，这种贪婪到头来只能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当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挑拔或考验时，更应懂得“战胜自己”这一看似简单的道理。现实生活中，更应学会自然地调整自己心性，多在自我修养上下工夫，真正体现自己的真实本性，在内心充实道德和学养，扩展自身的智慧。如此，遇事才能沉着应变。而那些修身养性功夫不够的人，就很容易受到外物的干扰而心生邪念，直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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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心 心无其心，物本一物


[原文]


心无其心，何有于观。释氏曰“观心”者，重增其障；物本一物，何待于齐？庄生曰“齐物”者，自剖其同。


[解读]


原文所说：心中假如没有任何忧虑和杂念，又何必要下内省观察功夫呢？佛教所说的“反观内省”，实际上却增加了修行的障碍；天地万物本来都是一体，又何必等待人来划一平等呢？庄子所说的“消除物我界限”，就等于是分割了本来属于一体的物性。

“物本一物”说的即是万物原本就是一体的，没有根本区别。“齐物”则是春秋战国时老庄学派的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如生死寿夭、是非得失、物我有无，都应当同等看待。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庄子的《齐物论》中。

原文如果展开讲述，可以这么理解：

人如果在自己心中没有种种妄念和分别，那么“观心”与“观念”的事全无必要。所谓“观心”与“观念”，只是因为有了种种妄念。人如果连这种妄念分别都没有了，也就没有修持的必要了。不过，人心经常会产生某种妄念，妄念不是实体，而本心也是空虚的。就万物而论，其外相虽然各有不同，但实质是一体的。

所以，古贤们认为，天地本同根，万物是一体，要任其自然发展，千万不能干扰它，更更不能去“统一”它。

禅宗五祖有两个杰出的弟子。大弟子神秀留下诗句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留下诗句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使惹尘埃。”结果五祖把衣钵传给了慧能。神秀的意思是说人心有尘埃，需要努力去擦拭；而慧能的意思是说，心本来就无一物，何须擦拭呢？

这同样是告诉了后人，当我们把事情分开的时候就已经陷入迷路了，因为先天的浑然已经被打破了。

如果以佛理来喻今天的人事，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假如一个人本性善良，就不应邯郸学步，而应从其他方面来锻炼自己，保持品性，加强修养。就像一个刚涉世的人，本来有着许多纯真的品德，关键是要保持下去，不要因为学习、修养自己丢掉本质上好的东西，甚至沾染了世俗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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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原文]


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人的心胸要宽宏广阔而高瞻远瞩，不可流于粗野狂放；思想要细致周详，不可繁杂纷乱；生活情趣要清淡，但不可以过于枯燥单调；言行志向要光明磊落，但不可流于偏激刚烈。

如果展开来说，原文也可以这样理解：

人，首先胸怀一定要高洁广大，心胸狭窄的人绝不会受到尊敬，也不足以担当起大业。而且，不可独妄自大，脱离现实。同时，心思也要缜密，但也不能只注意到小的问题而忽略大的方面，对于事物应当从多方面去了解，而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另外，生活情趣应平淡些，但也不能过于平淡，过于平淡的情趣就如槁木般毫无生机，对人而言也就不相适宜的。

其次，人一定要坚守原则，否则就容易动摇。但是，如果太固执的坚持原则，也容易走上偏激的道路，同样也是不合中庸之道的。

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如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舜的胸气最终感动了天帝。他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并有处理政事的才干，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又经过了多年观察和考验后，最终选定了舜做自己的继承人。而舜登上天子位后，还恭恭敬敬地去看望父亲和弟弟象。

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往往也是这样：因为求好心切而在不知不觉中失之偏颇，想展现落落大方的气度却留下了狂放不羁的印象；为了让失误减至最低却导致流程过于繁杂琐碎；因追求高雅恬静的生活趣味而过于与社会生活脱节；为了谨守节操，却因遭人诟病而变得偏激刚烈，等等。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感叹：明明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结果却还是得不到肯定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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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物 超越天地之外，不入名利之中


[原文]


彼富我仁，彼爵我义，君子固不为君相所牢笼；人定胜天，志一动气，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铸。


[解读]


原文所说：别人有财富我坚守仁德，别人有爵禄我坚守正义，所以一个有高风亮节的君子绝对不会被君主的高官厚禄所束缚或收买；人的智慧可以战胜大自然，理想意志可以转变为自己的感情气质，所以一个有才德理智的君子绝对不受命运的摆布。

中国的大思想家孟子也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也是孟子所描述的大丈夫气概。

古贤们认为，为富者常常不仁，所以有道德的人不会羡慕财富；而为官者常常不义，所以追求真理的君子也不会为之折腰。所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也正是古代君子摆脱束缚的最佳描述。

西汉严遵曾经在成都以占卜为生，每天的收入以维持最低生活的一百文钱为限，赚够就收摊关门，在家中专心研究《周易》，始终不愿意为财富和名利而丧失自己的志趣，最终成为一位很有学问的大师。大文学家杨雄就曾以他为师，认为老师的清贫风范足以抨击贪婪，勉励良好的风气，称赞老师是“当世少有具有高尚节操的人。”一位富人预备出钱资助严遵去做官扬名，严遵却感叹地说：“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

正如庄子在《则阳篇》中描述的那样：圣人，他们潜身世外能使家人忘却生活的清苦，他们身世显赫能使王公贵族忘却爵禄而变得谦卑起来。对于外物，他们与之各谐欢娱；对于别人，他们乐于沟通，混迹人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真性；有时候一句话不说也能用中和之道给人以满足，跟人在一块儿就能使人受到感化。父亲和儿子都各得其宜，各自安于自己的地位，而圣人完全是清虚无为地对待周围所有的人。一般人的心思和圣人的想法相比起来差距真的很远。

所以，古贤们认为，要想达到“超越天地之外，不入名利之中”的精神境界，就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品质，“不得乞缘出入于官家，得倚官势与人构讼，安贫守分……”，“一切惟心造，自立创造非他力”，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值得借鉴的，也是一个人应有的行为和准则。因为只有君子才能够超然物外，不受名利和权势所左右，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超凡脱俗，不受造化之陶铸。

现如今，面对社会纷繁复杂，有人追求荣誉和名利，有人追求荣华富贵的，我们只要能够保持一定的操守，就能够使自己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因为，一个真正君子的行为规范，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品德和道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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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好 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只本然


[原文]


文章作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解读]


原文所说：文章写到登峰造极的最高境界，其实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是将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恰到好处而已；人的品德修养达到炉火纯青境界，其实和平凡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回到自然纯真的本性而已。

展开来说，其实越是简单的东西越耐人寻味。一篇好文章往往能最真实地表达作者内在的思想境界，雕琢藻饰反而让人味同嚼蜡。做人也是如此，品德修养至最高境界的人，和一般人并无不同，甚至更加谦和。由此可知，越是美好的事物，越是保留着最自然的纯真本性。

所以，古贤认为，高明的作者，应“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而一流的作品，也会使人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如李白的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诗人的真性情；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生命的率真；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更是人性的朴实。据此，古贤认为，做人如同作文章，不要机诈巧辩，最好是返璞归真，保留自然本性。

韩非《说林》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孟孙氏将猎得的小鹿交由秦西巴带回去，母鹿跟着啼哭，他就把小鹿放了。孟孙氏问他原因，秦西巴说：“我不忍心，就把小鹿还给它母亲了。”孟孙氏就把他赶走了。三个月后，孟孙氏又召秦西巴来做自己孩子的老师。有人不解，孟孙氏说：“他不忍心伤害小鹿，难道会忍心伤害我的孩子吗？”

换言之，如果世人都能本着自然之道，以最纯真朴实的本性与人相处，不矫揉造作，那么人类社会必将更加自然和谐。而所谓“捣鬼有术，亦有道，但有限，古今以此成大事者，未之有也。”

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不应忘记诚实比乖巧更重要的道理。应以纯朴自然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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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祸 文华不如简素，谈今不如述古


[原文]


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谒朱门不如亲白屋；听街谈巷语不如闻樵歌牧咏；谈今人失德过举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解读]


原文所说：与其和市井凡俗之人交朋友不如与山野老翁来往，与其去拜谒达官贵人还不如亲近普通的平民百姓；与其听街头巷尾的是是非非，还不如去听樵夫和牧童歌唱；与其议论当今的人违背道德的行为和失当的举动，还不如讲述古代圣贤的美好言行。

古贤们认为，都市上的人多半是生活浮华，举动轻薄，人在都市生活久了，难免会染上不良习气，不如去和山中隐退的老人谈心；与其巴结权贵，还不如去和居住在茅屋的穷人相亲近，反而比较有益。古德中也强调：“德为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

古人为政的基础也在于道德。古贤们认为，唯有正德，才可以利用，才可以厚生，然后方可以解决民生问题。所以，一切事莫不是以道德为基础。

陶渊明是东晋后期有名的大诗人兼散文家。他自小接受了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熏陶，颇有“济世救民”志向。从政后，由于他的脾气倔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鄙视官场逢迎拍马那一套，愤怒之下辞官归隐了。陶渊明回家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在劳动之余，他除了把田园生活的切身体会写成诗词之外，还和村里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诗中，他写自己与农民们谈论农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很有共同语言。可见陶渊明同农民的关系之好。

宋代诗人陈与义有词写道：“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今多少事，到最后都是渔人樵夫口里的谈资罢了，去听听他们的话，会有很多人生的感触，会比谈论街头巷尾的是是非非有益的多。

古贤们一向认为，市井权贵，不如山野平民，与后者交，得自然真趣，见人心本性，而前者则是世俗和计谋奸诈的代表。所以，一个真正有高雅情趣的人要接近自然，返璞归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每个人都不可能逃避世事，不能不承担社会责任。但有志于为大事者，确需有超脱世俗的心境，才可能修身养德，进而才能为一展大志奋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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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悟 修养定静，临变不乱


[原文]


忙处不乱性，须闲处心神养得清；死时不动心,须生时事看得破。


[解读]


原文所说：要想在事务纷忙时也能保持冷静态度而本性不乱，必须在平时就注意修身养性培养清晰敏捷的头脑；想要在面对死亡时也毫无惧色，就必须在平时对人生有所彻悟。

历史进程中，也似乎只有那些已经彻悟人生的人，才能做到“不乱性、不动心”。如历来的贤能之士都拥有这般豁达胸襟：生死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很自然的事情，面对死亡他们可以从容以对。就像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文天祥则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话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一直都在震撼着千百年来的后人。

“万物静观皆自得。”所以，古贤们认为，只有情冷才能心净。当头脑冷静时，人的思考判断才不会受外物干扰，因而观察才够细致入微，判断才够客观准确。如果心中浮躁，看事情就会浮泛无绪，乃至做出错误评判。

孔子有一位学生叫曾子，重慎、重孝，强调内心修养。他说，“士不可弘毅”，“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临大节而不可夺”，“战阵无勇，事君不忠为非孝”。也就是说，人在面临抉择或者有所建树甚至生死攸关的场合，一味谦和谨慎，一味守身保誉，一味归向内心，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态度端庄，言辞谦和，行为谨慎，不以狂躁牾世伤人，不以骄纵触规犯法，少犯错误，避免被人指责怨恨……这样的人虽然少，但却有存在。可不过，能够真正做到“忙处不乱性”，“死时不动心”，恐怕这样的人很难寻觅，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因为，冷静代表的是一种处世的艺术，须持心修习才可自如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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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 去思苦亦乐，随心热亦凉


[原文]


热不必除，而除此热恼，身常在清凉台上；穷不可遣，而遣此穷愁，心常居安乐窝中。


[解读]


原文所说：要想消除夏天的暑热根本不必用特殊方式，只要消除烦躁不安的情绪，身体就宛如坐在凉亭上一般凉爽；要想消除贫穷也不必特殊方法，只要能驱逐为贫穷而愁的错误观念，心境就宛如生活在快乐世界一般幸福。

展开来说，当炎天暑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苦恼，会想办法寻求避暑。但往往越想除去热的苦恼，结果就越不能如愿。古贤们认为，酷寒酷暑固然恼人，但寒暑的侵入，是因人心苦恼于寒暑。所以，要除去暑热的苦恼，就先要除去不堪忍受暑热的苦恼之心。只要其心不苦热，身体就如同常常坐在清凉的庭台之上一般。

事实上，夏季炎热是自然现象，人通过心理调节，可以从心理上去热。这就像中国佛家倡导的“心静自然凉”道理一样。佛家认为，当对一种修炼达于炉火纯青境界者，就能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至于贫穷，也是人们讨厌的事，任何人都想把贫穷赶走。但古贤们认为，这是前世的因缘，不是人力所能强为的。贫穷的人们，往往会因此而产生忧愁的念头，而要想身心生活于安乐窝中，其实只要能够把悲愁的念头除掉就可以了。

孔子说：“一簟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或许在外人看来他是穷困的，但他自己却感到充实而富裕，原因正是其心不为贫穷所累，精神充实，内心才能常保安乐。

所以，人若能够灭却厌弃生死之苦的心，则自然娑婆寂静，自身就会身心愉悦。而人若苦乐之心不除，就不能得到真实的安乐。现实生活中，情趣不因物困而低下，精神高尚才能使身心愉悦。一个修养好、志向高的人就能正视现实，沉浸于自己追求的乐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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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缘 心地能平稳安静，触处皆青山绿水


[原文]


心地上无风涛，随在皆青山绿水；性天中有化育，触处见鱼跃鸢飞。


[解读]


原文所说：只要心中没有烦恼，所到之处就都是青山绿水的祥和景致；而只要本性中保有化育万物的爱心，则举目所见无不是鱼跳鸟飞的悠然景致。

心是一切善恶发生的根源，如同大地生长草木百谷一般，所以古贤们把心叫做“心地”。传统的养性修身之道，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心静，只有心静才能排除杂念，无识无欲，心平气和。

中国有古语说，“天地化育万物”，而人心能做出万事，只要自己的心能和天地合为一体，没有一体偏私，就可以化育到性天之中，与天地齐德。而人一旦拥有化育万物之量，就能起到鸢飞鱼跃海阔天空的妙用，无往而不自如。

其实，原文中所要阐明的道理，与中国古代的一大思想门派——道家——颇有渊源。道家的创立者是著名思想家老子，主要代表人物有庄子(庄周)。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强调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一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如“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等等，都是道家学说中颇具代表性的提法。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百姓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进而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其后，汉武帝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道家开始成为非主流思想。尽管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上依然呈现出了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人如果想不被烦恼所困扰，就必先去除欲望。如何才能办到呢？凡事知足随缘、不强求，不受外物的束缚与牵绊，就可以令人免于烦恼、消除烦躁，并使人获得真正的人生乐趣。

而对于现代生活中的人来说，当我们高兴或发火的时候，只要想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变的只是自己的心境而已，我们就会明白：适当的调整自己的心境，我们才能生活的舒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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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持 修行宜绝迹于尘寰，悟道当涉足于世俗


[原文]


把握未定，宜绝迹尘嚣，使此心不见可欲而不乱，以澄吾静体；操持既坚, 又当混迹风尘，使此心见可欲而亦不乱，以养吾圆机。


[解读]


原文所说：当意志还没有把握控制时，就应远离物欲环境的诱惑，让自己看不见物欲诱惑就不会心神迷乱，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清明纯静的本色；等到意志坚定可以自我控制时，就要让自己多跟各种环境接触，即使看到物质的诱惑也不会心神迷乱，借以培养磨练自己成熟质朴的灵性。

古贤们认为，人只要心静，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真正的平静，但这是针对操守已经坚定的人来说的。对于内心修养还不够坚定的人而言，初步阶段应该远离尘嚣，以助其领悟清明的本性。对操守已坚的人，除了要试炼其了悟清明本性外，还要看其是否有定力，所以要在尘嚣中接触物欲的引诱，通过考验才能培养出圆融质朴的灵性。

大思想家荀子说，一个凡人，积累善行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就叫圣人。而所谓的圣人，就是凡人的意志日复一日积累高贵的品行而成的。因为意志最稳定、最恒久。而意志又是最自然、最隐秘、最深刻的积累。可见，意志对人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就像居住在楚国的人，遵从的是楚国的意志，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楚国人；而居住在越国的人，遵从的是越国的意志，他就会成为越国人。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明白，只有不断地追求才会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努力才会不断地取得成就，不断地积累才能够不断地提高。所以，我们就更应该注重塑造自己，培养自我成熟质朴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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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我 了身外事，参心中禅


[原文]


才就筏便思舍筏，方是无事道人；若骑驴又复觅驴,终为不了禅师。


[解读]


原文所说：刚一踏上竹筏，就能想到过河后竹筏就没用了，这才是懂得事理不为外物所牵挂的道人；假如骑着驴还在另外找驴，那就成了典型的既不能悟道，又不能解脱的和尚了。

古贤们早就认为，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目的，而不在做事过程中的任何事物，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如同庄子所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其意就是说，竹笱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应忘掉鱼笱；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应忘掉兔网；说话的目的是言语要表达的意思，得到意思就应该忘了言语。这也是强调了结果的重要。

一次，马祖专心地坐禅。南岳见他气宇不凡，知道是个人才，可以弘扬禅宗。于是就上前去问他：请问你学坐禅是为什么？马祖说：为成佛。于是南岳就拿了一块瓦在马祖面前磨。马祖大惑大解地问：师父你磨瓦做什么？南岳答道：想磨成镜。马祖大惑不解。而南岳则反问他：坐禅又怎么能成佛呢？于是，马祖开始请教如何才能成佛。南岳一笑说：这道理如同驾牛车一样，车子不走了，你是打车子呢？还是打牛呢？你是学坐禅呢？还是学坐佛？如果是学坐禅，禅并不在于坐卧；你如果学坐佛，而佛并无定相。你如果执著于坐相，便永远悟不着大道。因为学坐佛即等于扼杀了佛；人当于法中无取舍、勿执著。听了南岳一番指点，马祖如饮醍醐。

这也就是说：求道当不拘于形式，心悟即可成佛。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强调目的的重要性更有着现实意义。高度发达、讲究效率的社会，更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去讲究过程。当然，世上也有很多目标越是离自己近，越是看不清。如同大诗人苏东坡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界就是这样，身在其中反而会迷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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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真 动失真心，静得真机


[原文]


人心多从动处失真。若一念不生，澄然静坐，云兴而悠然共逝，雨滴而冷然俱清，鸟啼而欣然有会，花落而潇然自得。何地非真境？何物无真机？


[解读]


原文所说，人的心灵大半是从浮动处才失去纯真的本性。假如任何杂念都不产生，只是清静泰然地独坐，那么一切的念头就会随白云般兴起消逝，随雨滴飘落而洗净心灵，听到鸟鸣呢喃而翻然欣喜，看见花落而洒脱自得。果真如此的话，任何地方都是人间仙境，任何东西都蕴含着人生真谛呢。

其实，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事物到处都是，关键是你有没有一双善于发掘和发现美的眼睛。当一个人心中浮躁，就会失去自然的本真，就没有心思去关注外界的美丽，而执迷于心中的妄念。只有静下心后，方能体会雨落鸟鸣花香，心智才能清凉无碍，灵感妙悟才能随时出现。

一次，庄子和东郭子交谈。庄子说：道是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让我们顺任变化无为而处吧。恬淡而宁静，漠然而清虚，调豫而闲适。我心志寂寥，想去不知去哪里，回来也不知返归何处，来去不知哪里是归宿。驰骋在虚旷广漠的境域，不知其终极。大道与万物是无界限的，道与物之间有区别是因为具体事物之间有界限，万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因为有界限的事物中包含了无界限的道。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只顾一味的追名逐利，自然就没有时间倾听大自然的言语，身处云雾遮蔽的地方自然也看不清山川的壮丽之境。

这里不妨借用西方哲人底格涅斯的话说：我正在晒太阳，请别挡住我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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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度 为奇不为异，求清不求激


[原文]


能脱俗便是奇，作意尚奇者，不为奇而为异；不合污便是清，绝俗求清者，不为清而为激。


[解读]


原文所说：思想超越一般人又不沾世俗气的人就是奇人，可是那种刻意标新立异的人不是奇而是怪异；不同流合污就算是清高，可是为了表示自己清高就和世人断绝来往，那不是清高而是偏激。

展开来说，当一种新的思潮涌现的时候，人们对不破不立的观点很是欣赏，在行动上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俗与雅、庸俗与清高的选择上，很多人也会赞赏清高儒雅的人。一个人如果能舍弃名利，当然值得景仰。可是假如为了提高知名度就标新立异故作怪论，实际上是俗人伪装怪人，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小人。清而奇是旁人的想法，对一个修养好的人来说，保持清白高雅的境界是很自然而无须造作的事。

古贤们一直推崇的，正是那种处于污浊俗世而心灵不受沾染的人。因为他们的品德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会永远保持洁净。假如心存俗念却又矫揉造作般地与世俗断绝，以标榜自己的清高，就会成为一种偏激狂妄的行为了。正如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句，表达的即为此意。

魏晋时期，名士嵇康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有一贵公子叫钟会，侍才善辩。一日，为学嵇康的脱俗，钟会前来拜访，却带来了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很久，怏怏欲离时，嵇康才说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拂袖而去，并因此忌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显然，超凡脱俗之人令人羡慕，清高磊落之人受人景仰。但脱俗清高是一种人格魅力，刻意地学是学不来的。它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丰富自身的内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超凡脱俗和清高磊落自然是好，而如果只是贪图这样的虚名而故意标新立异、离经叛道，那就不是脱俗而是怪异，不是清高而是偏激了。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钟会学嵇康”无异与东施效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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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执 持身不可轻，用意不可重


[原文]


士君子持身不可轻，轻则物能挠我，而无悠闲镇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则我为物泥，而无潇洒活泼之机。


[解读]


原文所说：君子待人处事绝不可轻率，轻率就会把事情弄糟，使自己受到困扰，失去悠闲和宁静的生活乐趣；处理事情不可思前虑后想得太多，如果想得太多，就会被外界所制约，丧失潇洒活泼的生机。

轻率是待人处事的大忌。三步就想跑到百米终点，或者一顿饭就能吃得身强力壮，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想。古贤认为，情绪急躁的人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预想的效果不仅不能达到，反而会给自己招来许多麻烦。这便是人所共知的“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历史上的智者诸葛亮一生做事谨慎，绝不轻率行事，所以他很少有失误。后人对他的这种足智多谋的风度给出了相应的评价：一是他天资聪明，另一方面则是他本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反复磨炼而成。所以，上文中的“持身不可轻”、“用意不可重”，实际上是对人性格的一种磨炼。所以，古贤们认为，一个有学问有操守的君子，一定要在待人处事的轻重上把握好尺度，这样就会尽量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当然，轻重是相对的，一个人做事固然不可过于轻率，但也不能考虑太多，委缩不前，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事实上，轻率浮躁和过分执著都是不可取的。做事情既要讲求方法和原则，也要讲究一个度。所以，古贤们认为，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才能做到客观冷静，不为外物所囿；而急躁冒进往往会适得其反，用一步去跨三步的距离，不仅不会加快行进速度，反而会使自己跌倒。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如果是个急性子，遇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给自己也给大家多一点时间思考。而为人亦不可太执著，太执著就会变成固执、偏见、钻牛角尖。最好的境界就是，既不古板偏激，又果断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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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省 减繁增静，安乐之基


[原文]


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了一分。如交游减便免纷扰，言语减便寡愆尤，思虑减则精神不耗，聪明减则混沌可完，彼不求日减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


[解读]


原文所说：人生在世能减少一分麻烦，就会多一分超脱世俗的乐趣。交际交酬减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困扰；闲言乱语减少，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和懊悔；思考忧虑减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聪明虑智减少，就可以保持纯真本性。假如不设法慢慢减少以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反而千方百计去增加这方面的活动，就等于是用枷锁把自己的一生锁住了一样。

显然，这些道理谁都能明白，当一个人的交际减少了就会少了不必要的纷扰；而一个人少说话了也会少犯很多错误，就像俗话所说“祸从口出”的道理一样。又如同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打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就是说世界上种种的美味、好看的、好听的和好玩的，都会使人迷乱，少去玩耍那些东西，自然就会少了心智的劳损，得益也就多了。

一次，缯国旧地疆界的执掌官看见了楚相孙叔敖，对他说：“我听说，做官久了的人，士人嫉妒他，傣禄多了的人，百姓怨恨他，官位高的人，君子憎恨他。如今你孙相国居官久，傣禄厚，职位尊，三者都具备，却没有得罪楚国的士人和民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孙叔敖回答说：“我三次做楚国的相国，思想上更加谦卑，每当傣禄增加，施舍就更加广泛，地位越高，礼貌就越恭敬。因此，才不会得罪楚国士人和民众。”

由此可见，人在一生中，如能把不必要的思虑减少一分、省去一分，就能够超出世间一分，得到多一些的安乐和自由。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聪明者，如果聪明得太过就有伤其本来面目，本身也就有危险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有时混沌的人反而是安全的。如同古语所说的“难得糊涂”。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做任何都不应太过，过了就可能会成为祸患之本。所以，凡事最好达到八分就应回顾一下。这也是老子、庄子的遁世之道。只是，生活中仍有不少人持着与此相反的主张，他们的生活也注定了存有痛苦和悲哀的事。

切记：菩提深悟需要时间，善待自己却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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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境界 动中静是真静，苦中乐是真乐


[原文]


静中静非真静，动处静得来，才是性天之真境；乐处乐非真乐，苦中乐得来，才是心体之真机。


[解读]


原文所说：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中所得到的宁静并非真宁静，只有在喧闹环境中还能保持平静的心情，才算是合乎人类本然之性的真正宁静；在歌舞喧闹环境中得到的快乐并非真快乐，只有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乐观的精神，才算是合乎人类本然灵性的真正乐趣。

换句话说，一个人住在远离烦扰世俗的深山幽谷，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情当然容易，但在烦噪纷扰的环境之中仍能保持一颗平静无波的心，就更显示出了静的真涵义。古贤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泰然自若、坐怀不乱的人，才是达到了静的真境界。

原文中所说的“乐”也是如此，来得容易的幸福是短暂的，也只有经历过痛苦，能够在苦中作乐者，才算是能够懂得欢乐、真正洒脱智慧的人。

所以，古贤们认为，一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并不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关键是在于他的心境如何。　　　　　

如同孙子所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说，一个人行动的时候应该像太阳火球一样运行，而内心的精神状态又必须像深夜一样宁静；表现出来的情绪应像大姑娘那样含蓄、不动声色，行动则应像兔子那样敏捷快速。这其实就是强调了快速敏捷来自于清醒冷静的判断，否则敏捷就会变成轻率，快速就会显得盲目了。而孔子亦曾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也正是强调了苦中作乐的境界。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身处这个充满竞争、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如果能够视金钱如粪土，追求安静自然的生活，其心灵肯定是宁静的；而能在竞争、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中自得其乐，充满信心，努力上进的人，其心灵也肯定是快乐的。

总之，人在静中应耐得住寂寞，在动中应经得起诱惑；在乐中不得意忘形，在苦中能找得到快乐。若能如此，人也就能够步入人生的至高境界了。如同老子说：“静是动的主宰，重是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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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达 机息心清，月到风来


[原文]


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


[解读]


原文中的“机”是指一个人的心机，“月到风来”意指舒畅惬意的感觉。“心远”乃为一个人之心境开阔，“痼疾”显然是指积拖了很久，不得而治的顽疾之意。而整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假如没什么企图和阴谋，其心态肯定是快乐舒畅的，不必为自己平凡的一世而烦恼内疚；而当思想远远超脱世俗之后，自然就不会听到外面的车马喧闹之声，也就不一定非要眷恋山野泉林的隐居生活了。

大诗人陶渊明有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不仅这么说，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了人们，世外桃源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而人生的真正境界也应像一幅开阔的山水画，那般宁静、安详，丝毫不见峥嵘气象。

中国更有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如同苏轼被罢官后，他回到家中，顿觉心朗气爽，空气更甜，睡觉更香。想想在官任上时，不得不为时俗算计，便突然有了解脱。所以，他仿佛感到了生命的再生!而此时的心境，也真切地觉得处处都是山水了。

当然，“世外桃源”毕竟都是表象的东西，而精神则真实地蕴涵在每个人的感受当中。只要放下了心机，放开心胸，自然能够拨云见日，给自己一处世外桃源之境。

所以，处世为人不必枉费心机，凡事只要本心无邪，顺其自然，便能脱离人世苦海；同样，只要心地纯净，又何必去求一种隐居山林的形式？因为人境即是桃源。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很容易因生活上的琐屑与工作上的不顺而大发牢骚，进而生出一些厌世或愤俗的心情。但是，学学古贤们的修身智慧，多想想平安与快乐，少操弄些心机，事态自然会按其规律发展，我们也就能多些愉快了。果真如此，只要愿意多劳动、勤思考，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延年益寿，何乐而不多为呢？

所以，遇事还是多想想“枉费心机空费力，雪消春水一场空”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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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达 与闲云为友，以风月为家


[原文]


芦花被下，卧雪眠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


[解读]


原文中的“吟风弄明”意指“填词吟诗”；“红尘”则是指“尘世、人间”，多指热闹繁华的地方。此段话的意思是说：以芦花作棉被，以雪地作睡床，以云彩作蚊帐，在如此美景下睡眠，可以保全一分宁静的气息；以竹叶作酒杯，在清风明月下吟咏，可以摆脱尘世间的纷乱烦扰。

其实，古代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隐士，主要与古贤们所推崇的如下理念有关：即居在闲云和风月之中是种幸福。如大诗人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佳句，不仅充溢着田园生活的雅趣，更是为无数的后人推崇。不过，像陶渊明这样，果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真正甘心隐居的倒也不多。

据说，秦汉时期有四位高人，他们分别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由于不堪忍受秦始皇实行的暴政，四人隐居在王屋山避秦沟中，后来又迁到商山，从此长期隐居在此。这四人都洁身自爱，生性淡泊，他们常年生活在深山之中，以闲云为友，风月为家，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因为他们四人眉皓发白，所以当时人称“商山四皓”。到了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几次想请四人出山为官，但他们听说刘邦非常轻视读书人，甚至辱骂过儒士，便觉得刘邦为人不义，于是婉拒了刘邦的邀请。

而宋代的王安石从丞相位退休后，也写下了“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诗句。其大意就是，茅屋屋檐下面经常打扫，一尘不染得没有青苔，屋前一畦一畦的花木，都是自己亲手栽种的。一条曲折的小溪紧紧地围绕着绿油油的田地，两座青山推门而入，送来了青翠欲滴的山色。

王安石的如此豁达心境，从根本上说也得益于他的“无官一身轻”。

当然，如同鲁迅先生所说，享田园之趣，多是先前的知识分子逃避封建高压、等待时机的一种手段。至于以隐居为捷径者，更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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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伍辑 情态篇5

人世间的情态，多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分，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天道忌盈，人事惧满，月盈则亏，花开则谢。”这些虽然是出于天理循环，实际上也是处事的盈亏之道。事业达于一半时，一切皆是生机向上的状态，那时足以品味成功的喜悦；事业达于顶峰时，就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态待人接物。只有如此才能持盈保泰，永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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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大道 富者应多施舍，智者宜不炫耀


[原文]


富贵家宜宽厚，而反忌刻，是富贵而贫贱其行矣!如何能享？聪明人宜敛藏，而反炫耀，是聪明而愚懵其病矣!如何不败？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富贵的家庭待人接物应该宽大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无理，这种人虽然身为富贵之家，可是他的行径却跟贫贱之人完全相同。这样又如何能长久保持富贵的身分呢？而一个才智超群出众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恭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可是很多人反而夸耀自己的本领如何高强，这种人表面上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无识的人并没什么不同。那么，这种人的事业到头来又如何不遭受失败呢？

古贤们倡导，富贵不足骄傲，才智不可仗恃，只有宽厚仁慈的人才能成功。假如富贵者为人刻薄寡恩，就会陷入终日勾心斗角与人争利的苦海之中。如此以来，就会完全丧失富贵的崇高身分与生活乐趣，时间一久便会丧失周围所有的亲友，到头来落得孤立无援、空虚寂寞的下场。

同样的道理，古贤们认为，聪明人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聪明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岂有不失败的道理？所以，为人应该虚怀若谷，遇事不要锋芒太露才行。这如同我们今天俗话所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一样。

《孔子家语》记载，南宫敬叔因为富有得罪了鲁定公，结果就逃奔到卫国。卫国国君请求鲁定公恢复他的官职，南宫敬叔就带着财宝去朝见卫君。孔子知道了这一消息后，说：“如果像这样行贿，丧失官爵后还不如快点贫穷好些。”子游在边上问道：“请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回答说：“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富丧矣，而又弗改。吾惧其将又后患也。”敬叔听说后，就多次跑到孔子那里请教，然后“遵礼施散”。

这个典故，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财富的理念：一个人如果“富而不好礼”就会遭殃，所以要学会施散财物。

原文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就如同我们常说的“和气生财”、“大智若愚”的道理一样，只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事业成功、家庭丰裕才会有了基础。如果有了财富反而刻薄待人，自会逐渐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友谊，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境地；而有才智却不知敛藏，且以此傲人愚人，则早晚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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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晚节 人生重结果，种田看收成


[原文]


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语云：“看人只看后半截。”真良言也。


[解读]


原文中的“声妓”一词，本指古代宫廷和贵族家中的歌舞妓，但在此文中意指一般妓女。而“烟花”则是中国古代用来代称妓女的，此文中意指妓女生涯。

原文整体意思是说：妓女以卖身卖笑为业，如果到了晚年能嫁人从良，那么她以前的妓女生涯并不会对后来的正常生活构成伤害；可是一个一生都坚守贞操的贞烈妇女，假如到了晚年由于耐不住寂寞而失身，那她半生守寡所吃的苦都会付诸东流了。这就像俗话所说：“要评定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关键是看他后半生的晚节。”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呀。

史书中记载，孟子和他的学生彭更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答辩，过程大致如下：

彭更认为，孟子从一国到另一国，跟随的车有几十，跟随的人有几百，这太过分了。因为读书人不像木匠车工，木匠车工的动机本就是为了谋食，而君子研究学术，推行王道，动机不在谋食。孟子反问彭更：“你是以动机来论该不该给饭吃了？”彭更问：“如何论动机？”孟子说：“如果这里有个匠人，把屋瓦打碎，在新垒的墙上乱画，他的动机也在于谋食，你给他饭吃吗？”孟子的意思很明白：论事不能光看动机，还应看效果。

中国也有俗话说“善始者不如善终”。这话一方面是在教人应保全晚节，同时也鼓励一时犯错的人要及早回头，如果能痛下决心重新做人，不管他们曾经如何堕落，世人也都会原谅且接受他们。所以，古贤们认为，一个人的晚节实在重要，人的一生要盖棺才能定论。

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以前出身如何低贱或者如何堕落，只要能够痛下决心重新做人，世人不但会原谅他们过去的失足与不幸，而且还会钦佩他们的毅力与勇气。反之，一个人虽然有很好的出身和过去，到了晚年却由于受不了金钱权势的诱惑而入歧途，终将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恶名。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原文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但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活到老学到老，才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人格和完善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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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独齐 推己及人，方便法门


[原文]


人之际遇，有齐有不齐，而能使己独齐乎？己之情理，有顺有不顺，而能使人皆顺乎？以此相观对治，亦是一方便法门。


[解读]


原文所说：每个人的际遇各有不同。机运好的可施展抱负干一番事业，机运坏的虽有才华却一事无成。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自己又如何能要求机运的特别待遇呢？自己的情绪有好有坏，有稳定的时候，也有浮躁的时候，又如何能要求别人事事都顺从自己的意愿呢？假如自己能心平气和地来对照观察，也就是设身处地反躬自问想一想，这也是领悟人生的一个较好修养途径。

人生在世，境遇必然各不相同。如：有人虽拥有财富却可能健康状况不佳，有的夫妻情深似海却可能无子相嗣，有人儿女成群却可能家境贫困，等等。于是，人们也常会听到“命运不公”的叹伤。其实，这并非公平不公平。如果能坦然接受现状，即使一无所有也不会发出不平之鸣；反之，只着眼于自己所没有的部分，就会觉得命运多舛。这就像中国人常说的“人身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道理一样。

战国时期，杨朱的弟弟杨布问他说：“有两个人年龄相近，面貌相似，可他们却一个长寿富贵，美名远扬；一个却短命贫贱，恶名昭彰。为什么？”杨朱告诉弟弟说：“生死有命，各有不同，你可以任意而为。你想拼命追求，没有人会阻止你，也没有人会反对你。日出日落，各忙各的，谁知道为什么他会那样？说白了，这都是命啊!”

而事实上，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他常常相信命运，命运就对那些相信命运的人发生效力；而当一个人身处顺境时，他也往往会忘记命运。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相信自己，就会把命运当成一个较量的对手，敢想敢干，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不仅能从搏斗中享受到无限的乐趣，往往也会大有所为；而相信命运的人，常常会把命运当成一个救世的菩萨，变成了命运的奴隶，画地自狱，畏葸不前，最终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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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执着 世态变化无极，万事必须达观


[原文]


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的太真。尧夫云：“昔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人常作是观，便可解却胸中挂矣。


[解读]


原文所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真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所以对任何事都不要太过认真。宋儒邵雍说：“以前所说的我，如今却变成了他；还不知道今天的我，到头来又变成了谁？”一个人假如能抱着这样的看法，就可以解除心中的一切牵挂、烦恼与杂念。

换句话说，古贤们认为，人情的变化也正如人的身体一样。人由青年到老年就有很大的变化，而人情当然也就逃不出时时在变的规律。而所谓“不宜认的太真”，也是在强调人生在世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过于主观，总要倾乎人情去做人做事。

人的一生之中，的确充满了无数的玄机，随时都有变化的可能。人生要面对太多的不可预知，即使是对于自身也是无法完全掌握的。未来既然无法预知，那又何必非要预知呢？人生变化无常，但有变化也才会有转机!只要平心而对，一切也就随之变淡了，烦恼也就不会产生了。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一方面感叹刘禹锡的不幸命运，另一方面又称赞了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刘禹锡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他。刘禹锡在酬诗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一方面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另一方面又对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了豁达的襟怀。这表明，23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刘禹锡消沉颓唐。而他“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的心境独白，也暗示了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上春光，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豪迈之情。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原文也意在强调做人不应太在意、太执著的道理。人世间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像人们不能奢望每天都是阳光灿烂，不能奢望生活永远万事如意一样。既然人自己本身尚且在变化，那么又何必太在意世间人情的变化万端呢。因为，过于执著，人就容易钻牛角尖，痛苦也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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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身 只畏伪君子，不怕真小人


[原文]


君子而诈善，无异小人之肆恶；君子而改节，不及小人之自新。


[解读]


原文是说：一个伪装成善良的正人君子，和恣意作恶的邪僻小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改变自己的操行志向，他的品质还不如一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小人。

换句话说，古贤们认为，社会上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很多，这些人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心怀鬼胎，利用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和尊敬来遂其所愿，其危害程度更甚于肆无忌惮为恶的小人。

如同人们熟知的装神弄鬼之人，通常就是利用人们对神佛的敬畏，以及相信自己具有的上达天庭的能力，而对信众予取予求、进而中饱私囊。虽然人们常常也能听到或看到他人因此而导致损害，却在身临其境时甘于对装神弄鬼之人依然尊敬。

所以，古贤们认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的罪恶，要比作恶的小人更严重。因为小人的“恶”大家多能看到，可以提防，危害往往有限；但是伪君子的坏，人们很难发现，且有众多称颂之声，背着良好名声而行不宜之事的危害远大于小人。

《庄子·列御寇》中有这样一段话：“贼害最大的，莫过于德中藏有私心而心眼有所遮蔽。到了心眼被遮蔽却要主观去观察，就要坏事了。坏品质有五种，心中的品质为首。什么是心中的品质？心中的品质，就是有自以为好的东西，而诋毁自己所不从事的东西。”

生活中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肚子里却净是阴谋诡计、肮脏的伎俩。这也正是最大的“危害”了。

现实生活中，“急人之苦为假，敛财骗色是真”的伪君子很多这些欺也盗名的伪君子的危害远大于小人，因此，生活中我们应擦亮眼睛，认真分辨，不给伪君子可趁之机，这样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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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 信人示己之诚，疑人显己之诈


[原文]


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解读]


原文所说：能信任别人的人，别人不一定会以诚相待，但他自己却是诚实的；而一个常怀疑别人的人，别人也许并不都狡诈，但他自己却已经做了狡诈之事了。

其实，古贤们一直强调，忠恕之道，是待人以诚，推己及人。这就如同我们俗话所说“将心比心”的道理一样。所以，古贤们认为，只要自己心灵正直，就应相信他人也一定正直；反之自己心灵不正，他人也会如此。

这其实强调了如下一个朴素的道理：世间的人未必都那么诚实。但如果自己对人有一念之诚，且相信他人与自己一样，那么他人也多少必得掬诚相见，进而可能形成互相帮助，促使事业得到发展。反过来说，如果一直怀疑别人，以为他人都是奸诈之人，那么即使对方是正直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猜疑而不能接近了。如此这般，不仅自己会形成孤立，且大家都会离心离德，任何合作也就不可能达成了。

一个有创业雄心的人，在待人接物上必须真诚，这样才能使周围的人精诚合作。那些疑神疑鬼，不信任别人的人最终是做不成大事的。此之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圣人孔子最重视忠恕之道，而以诚待人就合乎忠恕之道，所以孔子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所谓推己及人，就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程度，自己正直就会认为他人也正直，自己心不正就会怀疑他人也不正。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于以自我的心态同世界接触。如心情忧郁之人，事事都看得朦胧黯淡；伤怀多情之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心情愉悦洒脱的人，会让每一天都成为“闪亮的日子”。同样的道理，诚信之人，会觉得世人尽诚；而虚诈之人，也会感到世人皆诈了。

当然，诚实和虚伪都是来自内心，而不会随着外界的环境变化。所以，一个人是诚实还是虚伪，不是指他某个特定的时候，而是他一贯的做人处世的气度。不管外界的环境怎么样，自然的诚实才是真实的诚实。而虚伪也是如此，不管情况如何变化，虚伪之人如何伪装，最终都无法掩饰其真实本性。

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说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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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心机 有识有力，魔鬼无踪


[原文]


胜私制欲之功，有曰识不早、力不足者，有曰识得破、忍不过者。盖识是一颗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斩魔的慧剑，两不可少也。


[解读]


原文中的“明珠”，是指价值昂贵的宝珠，引申为人或物的最贵重者。而“慧剑”则是用智慧比喻利剑，认为利剑能斩断俗世万缘、烦恼与魔障。

原文整体上是说：战胜私情、克制物欲的功夫，有些人说是由于没及时发现私欲的害处而又没坚定的意志去控制，有的人说虽然能看清物欲的害处却又受不了物欲的引诱。所以一个人的智慧是认识揭发魔鬼的法宝，而坚定的意志等于是一把消灭魔鬼的利剑。智慧和意志这两者是战胜私情和物欲不可缺少的。

古贤认为，立身创业，就要战胜物欲，超越自我，所以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大思想家庄子就以一个锻制带钩的人为例，说明了这个人生哲理。

大司马家有位锻制带钩的人，年纪虽已八十，但锻制带钩从无差错。大司马很好奇，便问老者：“你锻制带钩不出差错是因为特别灵巧呢，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巧门？”老者回答说：“我遵循着锻制带钩的程序，因为我二十岁时就喜好锻制带钩了，别的也引不起我的兴趣，锻制带钩是个用心一定要专一的事，只有专一才能锻制出实用且耐久的带钩。其实，做别的事情也一样，只要意志坚定专一，就一定可以成功。

必须承认，自私自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之一，往往能蒙蔽人的良知，让人一再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事实上，人们也很难克制私情私欲，特别是在利益当前的时候，多数人都难以做到不为所动，所以俗谚才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人着眼于厉害关系时，就很容易产生计较心，并由此产生诸多纷争。而自私自利的危害也可大可小，一个人如果过于自私或欲望太强，小则遭人排斥，大则自毁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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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过 过俭者吝啬，过让者卑曲


[原文]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啬，为鄙吝，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解读]


原文所说：俭朴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太过了就会流于为富不仁，成为斤斤计较的守财奴，反而会伤害与朋友间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太过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谨慎小心的人，反而会给人以好用心机的感觉。

中国自古即有明训：“君子以勤俭立德。”又说，“俭者心常高。”所以，节俭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美德，更是君子立身处世的一个原则。同样的道理，谦让也是中国自古就提倡的另一个美德。不过，古贤们也认为，君子的俭朴是合理的节用，而非贪而不舍。而世人的节俭却往往会变成吝啬，将钱与人的关系本末倒置，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守财奴了。至于过分谦让同样不合乎情理，形同谄媚，甚至会给人以虚伪和暗藏心机之感。所以，孔子才说“巧言令色足恭”。

《庄子·外物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战国时期，著名学者庄周家庭生活非常拮据，经常向别人借粮。有一天他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假惺惺地对庄周说：“不用说借给你粮食，就是借给你三百金都可以，但是要等到秋后我收到租子才能借给你。”庄周听后对他说：自己在来的路上曾听到呼喊声，回头发现在地上的车辙中有一条鲋鱼。他问鲋鱼为何呼喊。鲋鱼说它是东海龙王的大臣，不幸落难于此，想让庄周给他一升半斗之水，救自己一命。庄周随后也表示，将到南方游说吴、越国王，到那边引来长江水再救鲋鱼。哪知鲋鱼听了后非常生气地说：“我失去了水就无法自下而上，这是你所知道的。如今，我只求你一点点水，而你却许诺这样的大话。等你引来江水，我早渴死了，你还不如把我送到干鱼店里让我等死吧!”听到此，监河侯非常尴尬。

而原文中的意义也正与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相通。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在很多时候依然意义非浅。因为人们生活需要的是生动活泼，有张有弛，而不需要苛求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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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念 存道心，消幻业


[原文]


色欲火炽，而一念及病时，便兴似寒灰；名利饴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蜡。故人常忧死虑病，亦可消幻业而长道心。


[解读]


原文所说：色欲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时，只要想一想生病的痛苦，烈火就会变得像一堆冷灰；功名利禄像蜂蜜一般甘美时，只要想一想死的情景，名位财富就会像嚼蜡一般无味。所以一个人要经常思虑疾病和死亡，这样也可以消除些罪恶而增长一些进德修业之心。

生老病死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可避免。但贪图享受的人一想到生老病死不免沮丧，甚至会万念俱灰，因为贪图享受的人希望能永远享受，让自己的欲望能够长久和永远保存下去。由于生老病死的力量谁也无法抗拒，想到自己辛苦拼搏一辈子的东西终究会失去，人们就难免会有些心灰意冷。

不过，古贤们认为，人们对生老病死的心灰意冷对于人生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知道了自身的不足才可以进取，才能保持平常心，才会知道珍惜现在。

古贤认为，天下人都是受欲望的驱使而奔波来去一辈子的。如同《史记》里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少年人的欲望是美色，中年人容易好勇斗狠，老年人容易贪财。当欲念正炽盛之际，如果能三思而后行，就可以消除罪恶，提高修养了。

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其实正是人一辈子里最重要的三种欲望，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坦然地看待人生了。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当身在病中时也会感到人生之虚幻与可悲。就像《红楼梦》里所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所以，平时做事时应尽可能地朝事物的对立面想想，而不要随心所欲，任意胡为。尤其是要让自己明白，最诱人之事物的背后，往往也会潜藏着大的危机。

正因如此，人生在世，宜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修些德性，做事勿为欲望而迷失本性，才终会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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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万虑 断绝思虑，光风霁月


[原文]


斗室中，万虑都捐，说甚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谁知素弦横月，短笛吟风。


[解读]


原文所说：虽说住在狭窄简陋的房间之中，可是世间的一切忧愁烦恼全部消除，还奢望什么雕梁画栋、飞檐入云的高楼大厦呢？当然也更不必贪图珍珠穿成的帘子像雨珠那般玲珑的豪华设备了；一旦三杯老酒下肚之后，就使胸中出现一片属于纯真本性的真情，这时只知道月下弹琴和面对清风吹笛，自然会别有一番雅趣。

就像刘禹锡所说：“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身居斗室而自在从容，“万虑都捐”的生活岂能不轻松快意？此时再看“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我们原本以为安逸奢华的生活，却需要劳心劳力地奔波去支撑，辛苦自然是难免的了。而在古贤们看来，一杯酒下肚后，也真的会忘怀了世俗的苦恼。所以古代的文士们也就大都好酒，并留下了许多吟酒的美妙诗句。如诗仙李白即有诗写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建安十三年，曹操拜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曹操于是下令禁酒。虽然大多数人和禁酒政策只能暗中较劲，但也有敢公开叫板的，其中就有当时的名士大儒——孔融。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也是一个大酒徒，他的名言即是“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曹操禁了酒，他带头反对，写了一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说圣人都喝酒，喝酒好处大大，禁酒不合古训，不得人心，等等。最终，曹操恼羞成怒，把孔融杀了。然而，因酒杀人的曹操却也曾因酒而春风得意，并写下了名噪青史的那首《短歌行》。诗中，一代袅雄吟出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性情诗句，不仅喻示了曹操内心深处的纯真本性，更被后人传颂至今。

所以，今天的人们在读到曹孟德的这首《短歌行》时，也依然激情汹涌，真性万千。这也似乎印证了原文中所强调的境界：只有困境中表现出高雅情趣的人，才是最有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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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富足 贪得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


[原文]


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权豪自甘乞焉；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貂，编民不让王公。


[解读]


原文所说：贪得无厌的人，得了金子还埋怨没有得到玉石，封为公爵还希望再受位侯爵。这种人虽有万贯的财产，居于王公的地位，权威势力压倒万人，但是他的内心是始终不满足的。虽然身为权贵，其实跟乞丐一样的可怜。而知足守份的人，即使每天吃的是菜蔬藜羹，却会觉得比吃肥甘膏粱感觉还好；身上穿的虽然是布衣，却也感到比穿着狐貂的皮袄还要暖和。所以，这样的人即使是一个无爵无位的平民，内心也要比王公更为可贵。

事实上，贪乃人性之一大痼疾，它源于人对物质的强烈占有欲。人的欲望有如无底洞，只有少数胸襟豁达的人才能领略知足常乐的道理。古贤认为，那些已经富贵的人，如果还对金钱权位贪得无厌，那纯粹是贪婪，或者说是有乞丐的天性了。同样，知足的人哪怕是喝野菜汤，只要他的内心是富足的，就会感到胜过吃山珍海味了。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古人才提倡，既然吃山珍海味和粗茶淡饭一样都能让人饱暖，穿粗布棉袍和狐袄貂裘也同样让人保暖，那么，只要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满足，又何必得寸进尺，为满足物欲而费心伤神呢？

《论语》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译过来就是：子贡说：“贫穷而无妄求，富裕而无骄横，怎么样？”孔子说：“可以啊，只是不如贫穷而快乐，富裕而喜好礼节的人。”

这其实就是强调了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的道理。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更应明白“人的能力有限，而欲望无穷”的道理。既然人世间的苦乐在于个人的心灵，衣食的丰薄、爵禄地位的高低也就都不足道了。如果放纵自己陷入“争得万物”的心灵旋涡，最终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德业，更会让自己远离真正富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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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人性 猛兽易伏，人心难满


[原文]


眼看西晋之荆榛，犹矜白刃；身属北邙之狐兔，尚惜黄金。语云:“猛兽易伏,人心难降。溪壑易填，人心难满”。信哉!


[解读]


原文所说：眼看着强盛的西晋，就要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了，一些高官贵族还在炫耀武力；亲贵皇族，死后多半都葬在北邙山，身体已成为北邙山陵墓间狐鼠的食物，在世时还何必那样爱惜财富呢？俗谚说：“野兽虽然容易制伏，可是人心却难以降服；沟壑容易填平，人的欲望却难以满足。”这真是经验之谈呀!

生活中一提到“人心难制”，人们往往只想到他人，殊不知最难制服的却是自己。原文中引用的古语其实也指出了“人心难满”的事实，而人性的无知和贪婪往往也为人类自己带来了苦难。历史早已证明，每当亡国之际，那些达官贵人们还在不知觉悟，依然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至死不悟。这也表明，在危急存亡之秋，人性中的善与恶才会表现出来。

大思想家庄子说：“喜欢目明，是迷恋彩色；喜欢耳聪，是沉湎音乐；喜欢仁，是乱了德性；喜欢义，是违背常理；喜欢礼，是助长表面技巧；喜欢乐，是助长荒淫；喜欢圣明，是助长各种技术；喜欢求知，是天下的弊病。”这些“无为”的提法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无法令人接受，却也道出了许多道理。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无法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但也大可不必那样的执著。因为，最难克服的就是人自己的心。假如人们能把名、利、情看开一些，假如人们不那么地苦苦求索、追求，人们的心灵还会那样受苦累吗？

当然，今天的人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归隐山林，也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物质利益，要放下的只是那颗心灵。当我们果真能放下那颗心灵时，我们就会发现，以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一样也没少，仅而我们的内心变得豁达了，胸怀变得更加宽广了，不会再为一点小事而耿耿于怀，不会再为了蝇头小利而计较伤神。

为名者只能气恨终生，为利者会变的六亲不认，为情者只能是自寻烦恼。只有善于修身者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应怀着感恩的心去看待一切事物，以博大的胸怀去包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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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善念 慈悲之心，生生之机


[原文]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便所谓土木形骸而已。


[解读]


原文是说：为了不让老鼠饿死，就经常留一点剩饭给它们吃；为了可怜飞蛾不至被烧死，夜晚只好不点灯火，古人的这种慈悲心肠，就是我们人类繁衍不息的生机。假如人类没有这一点点相生不绝的生机，那么人就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这样也不过与泥土和树木相同罢了。

就像中国儒家所讲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一样，古贤们力求劝诫人们保持基本的慈悲善恶观念，以成就生生不息的世界。恻隐之心，即怜悯同情之心，正是人们天生尚存有此心，也才有了如今人们追求的善或德行，也才有了相互帮助、同舟共济。

有这么一个典故。

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像我这样的人，能使百姓生活安定吗？”孟子很肯定地说：“当然能够。”孟子接着说：“听说你不忍心将一头在你面前发抖的牛屠宰了祭祀，凭这样的好心就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宣王说：“可是我用一只羊代替了那头牛，老百姓还以此说我吝啬呢。而且，我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样做与王道有什么关系，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孟子说：“百姓说你吝啬，这也并不奇怪，毕竟牛大羊小，你是用小的代替了大的。老百姓这样误解你，也没什么关系。王这种不忍看牛被杀的心，正是能使百姓生活安定的仁爱之心。因为王亲眼看见了那头牛，而没看见那只羊。假定现在有个人向王报告：‘我有举起三千斤的膂力，却拿不动一根羽毛，我的目力可以把秋天飞鸟的细毛看得分明，但一车摆在我面前的柴草却看不见。’王肯相信这样的话吗？”宣王说：“当然不会相信。”孟子接着说：“如今王的好心好意足以使动物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这与前面那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的。”

显然，古人说的“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并不真的是让人给老鼠留饭，或是让人不去点灯，而是劝人为人处世需要怀有一颗同情弱者的慈悲之心。正是通过“为老鼠留饭，为飞蛾灭灯”的说法，来提倡对慈悲之心的推崇，强调了如果人人都铁石心肠，我们的世界就形同一个寒冷荒芜的沙漠一样，生存也将失去意义。今天人类所呼吁的爱护动物也具有类似的道理。因为如果任由其他物种灭绝，我们人类迟早也会步其后尘的。何况今天的人们更应懂得，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治家睦邻，只要怀有一点慈悲，必定会使自己和他人如沐春风、通体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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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冷漠 趋炎附势，人情之常


[原文]


饥则附，饱则扬；燠则趋，寒则弃，人情通患也。


[解读]


原文所说：失意时就趋炎附势，得志时就远走高飞；富贵的就蜂趋蚁附，贫寒的就鄙视唾弃，这是人际交往中普遍的弊病了。

这里的“饥则附，饱则扬”，即指饥附饱扬，语自《晋书·慕容垂载记》：“且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扬，遇风尘之会，必有陵霄之志。”后遂以“饥附饱扬”谓不得志时即来依附，得志时便远走高飞的人。

“事态有冷暖，人面逐高低。”据《史记·汲郑列传》说：“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始翟公为廷尉，宾客满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及知交情。一贫一富，及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里所说的“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即证明了所有这些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通病。这其实也印证了中国民间早已有之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说法。

何况“蚊蝇逐臭，蚁虫尝甘，而小人则趋于利”也是古今中外的人情通病，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所以古贤们认为，人情通常都是趋利而忘义的，只有君子才不为利益而变节。因为这一现实和人们的交往需要、感情交流是相悖的，在金钱驱动下的人际关系也难有真情流露。所以，人们在无奈中盼望一种真诚，而君子能甘于淡泊，也就成了人们首先寄希望的对象。

战国时候的孟尝君，食客三千，发达时云集门下，落魄时就作鸟兽四散。然而孟尝君并没有怨恨他们，何也？对此种寡德之才，只为用不为友就可以了。

这其实也是古人从另一个角度给出的相应警示：古贤们认为，在社会上择友交际是必须的，而君子是可以脱离前文中的“常情”的；那些不能脱此俗的人，也不宜苛求。只是在择友时，自己应该慎重，能同甘共苦者可为友，能同甘而不可共苦者只能为“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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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控 人乃天地之缩图，天地乃人之父母


[原文]


吾身一小天地也，便喜怒不愆，好恶有则，便是燮理的功夫；天地一大父母也，使民天怨咨，物无氛疹，亦是敦睦的气象。


[解读]


原文所说：我们自己身体就等于是一个小世界，不论高兴与愤怒都不可以犯下过失，尤其对于所喜好的和所厌恶的东西也要有一定的标准，这就是做人谐和调理的功夫；大自然就如同人类的父母，负责养育人类，让每个人都没有牢骚怨忧，使事物都能没有灾害而顺利成长，这也是造物者的一番亲善友好恩德，造就了天地间一片祥和的景象。

这里强调了人对个人情感的一种调控。

古贤们认为，人体是心为主宰，太阳则是天地的中心，所以，人身也可以说是一个小世界。大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风雨寒暖的往来；而由于阴阳的和合，滋生了万物，形成一个小天地的我们，每个人又都有喜怒哀乐之情和鉴别是非好恶的知识，并且有实现这些情感和知识的意志作用，而后才构成了一个完全的身心。

天地既为一大世界，则等于包容人的父母。人存在于天地间，人人彼此都当视同手足，彼此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施德而不结怨，以仁爱待人，处世自然就没有恨与烦恼了。古人因此强调，人人要各尽其业，即使是万物也应当各安其所，人人都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立宏愿，那么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永久和平也就会产生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自古即有“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对原文的印证和解释。它同样是提倡天人本为一体，一个人同样是一个小天地。而人的喜怒哀乐如同风雨雷电，如果狂喜暴怒，好恶混同不分，就不会造成一个完整的人格。所以，为人处世无论举止言辞、情感观念都要有一个准则，不逾矩、不失范，方能风调雨顺。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古贤们的上述主张同样是适用的。其实，人的喜怒哀乐如同自然界的四时更替也呈规律性的变化，不能调节自己的情绪，于人于己都不是好事。喜怒无常的人是可怕的，因为他充满了不稳定的因子，人们无法摸清他的脾气，只有敬而远之。而这样的人也会因为不能自控常常处于急风暴雨之中，不仅会因此伤害到别人，还会把自己的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整个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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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偏执 晴空可翔，莫学飞蛾


[原文]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飞蛾独投夜烛；清泉绿果，何物不可饮啄，而鸱鸮偏嗜萧腐鼠。噫!世之不为飞蛾鸱枭者，几何人哉!


[解读]


原文所说：晴朗的夜空皎洁的明月，到处都可以飞翔，而飞蛾偏偏要扑向黑夜的烛火；清澈的山泉，鲜绿的野果，什么东西不能吃，而猫头鹰偏喜欢吃腐烂的老鼠。唉!人世间不做飞蛾、猫头鹰的又有几个人呢？

自然界光明的东西很多，而飞蛾偏要独投夜烛自取灭亡；人世间美味更多，而鸱枭却贪食腐鼠成滋味。古人借此警示：这仅仅是出于它们的天性的偏执，还是根本就是利欲的驱使使它们变得贪婪无知呢？

事实上，由于飞蛾的无知，所以才会扑火自取灭亡；由于鸱鸮的怪异，所以才会吃腐鼠而自傲。

这其中有一个典故“飞蛾扑火”。其出自《心地观经·离世间品第六》：“过去有佛，欲令众生厌舍五欲，而说偈言：譬如飞蛾见火光，以爱火故而竞入，不知焰炷烧然(燃)力，委命火中甘自焚；世间凡夫亦如是，贪爱好色而追求，不知色欲染着人，还被火烧来众苦……”换成今天的话说：过去有佛(觉悟到宇宙真理的人)想让众生不要贪恋于五欲的执着(即享乐主义)，便说了个偈子。其中，劝化众生不要过分沉迷于色欲的那部分大意是说：比如飞蛾见到了火光，由于非常喜爱火的原因而竞相飞向火内，却不知道火会伤害自己，从而自取灭亡；世间贪图色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色欲会污染和伤害人的身心，从而被欲火烧伤，引来众多苦恼。

所以，古贤们认为，人类自身也是如此。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人的许多痛苦和灾难往往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自己主动找上门的。就像许多人很清楚贪得无厌和功名仕途将带来的祸患，却无法抵御欲望的诱惑而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有的也不想自拔。他们纵容自己的欲望，明知苦海无边却不肯回头，任由自己沉沦乃至灭亡。

人是万物的灵长，虽然明知牛角尖钻不通，却偏偏拼死命往里硬钻，这真是应了孔子所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一句话。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飞蛾扑火”无疑是“自寻死路，自取灭亡”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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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凡尘 竹篱闻犬吠，芸窗听蝉吟


[原文]


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芸窗中，雅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


[解读]


原文所说：当你正在竹篱笆外面欣赏林泉之胜，忽然传来鸡鸣狗叫之声，这时你是宛如置身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快乐神仙世界里；当你正静坐在书房里面，忽然听到蝉鸣鸦啼之声，这时你就会体会到宁静中的天地别有一番超凡脱俗的雅趣了。

原文中描绘的“竹篱鸡鸣、柴门犬吠”，乍闻之下仿佛到了世外仙境。而人间繁华竞逐、喧闹纷扰，哪会有如此宁静恬淡的时光呢？几声“犬吠鸡鸣”惊醒了静坐在书斋中的主人，这就是从“无我”境界进入“有我”境界的契机；然而“蝉吟鸦噪”并不能影响静坐中的人，这又是从“有我”境界回到无我境界的玄机。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古贤们崇尚：有声方能体现无声之静境，有诗书为伴更能感受静里乾坤。人世的繁华终比不上篱外鸡鸣的恬淡，繁华的结局总是荒凉。无丝竹乱耳、有诗书相伴，山野躬耕、朴拙自然的生活才能品出人间真味。

《庄子·天运》中记叙了孔子向老子请教的一段对话，随后遵照老子的指教，孔子三月闭门不出，再次见到老子时说：“我终于得道了。乌鸦喜鹊在鸟巢里交尾孵化，鱼儿借助水里的泡沫生育，蜜蜂自化而生，生下弟弟哥哥就常常啼哭，很长时间了，我没有能跟万物的自然变化相识为友!不能跟自然的变化相识为友，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听了后说：“好。孔丘得道了!”

所以，古人认为，系心于世俗争斗的人是听不见犬吠鸡鸣的，流连光景的人是体会不到自然的呼吸的。由此可知，“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跟陶渊明《归田园居》中“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同属文人雅士田园生活中的脱俗生活境界。

当今之人虽不能比肩古人，但只要心远凡尘，亦能体会云中世界、静里乾坤的高妙。一个过于劳碌浮躁的人，自然没有风花雪月、水木竹石的心思。只有内心宁静、闲适自得之人，才能真正享受到原文中描绘出的怡人景色。当然，对于讲求效益和追求名利的现今社会来说，一个人整天沉迷于风花雪月，迷恋于山川美景，也必然会被这个社会所遗忘的。最好的做法，便是劳碌之余，忙里偷闲地感受一下原文中所描绘出来的那种心境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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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邪念 心体要光明，念头勿暗昧


[原文]


心体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有厉鬼。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即使立身在黑暗世界里，也像站在万里晴空之下一样令人敬仰；而一个邪恶不端的人，即使生活在青天白日之下，也像被魔鬼缠身一般终日胆战心惊。

这里其实强调了古贤们如下观点：一个内心充满善念的人，眼里所见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即使面对他人的恶意批评也无所畏惧；而内心邪恶的人时常会怪罪他人、怀疑别人的用心，行事稍有不顺就会怀疑有人从中作梗，终日惶惶不安。

中国自古即有“邪不压正”之说，但前提是己心昭昭。如果己心不正，自然难以抵制各种诱惑与威吓。就像这世上并没有妖魔鬼怪，但妖魔鬼怪却可以由人内心所造一样，只要人的内心邪恶了，妖魔鬼怪就会借机而发，生化出各种各样阴森恐怖的幻象。中国民俗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便是指向那些心里有鬼的人罢了。

《庄子·庚桑楚》中强调，人要保持心境的安泰，不能让外物扰乱了自己的磊落光明。如：备足造化的事物而顺应成形，深敛外在情感不做任何思虑而使心境快活富有生气，谨慎地持守心中的一点灵气用以通达外在事物。像这样做而各种灾祸仍然纷至沓来，那就是自然安排的结果，而不是人为所造成的，因而不足以扰乱心性，也不可以纳入灵府。灵府，就是有所持守却不知道持守什么，并且不可以着意去持守的地方。不能表现真诚的自我而任随情感外驰，虽然有所表露却总是不合时宜，外事一旦侵扰心中就不会轻易离去，即使有所改变也不会留下创伤。在光天化日下做了坏事，人人都会谴责他、处罚他；在昏暗处隐蔽地做下坏事，鬼神也会谴责他、处罚他。对于人群清白光明，对于鬼神也清白光明，这之后便能独行于世。

其实，内心有邪念的人时刻都在提防着遭人算计，殊不知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即使在今天，人对外界现象的评价同样会附加上主观看法，同样一件事情，乐观的人会朝正向思考，悲观的人则净往坏处想。只有自己内心不净的人，才会时常认为会有对自己不利的臆测，于是终日紧张不安，受尽心魔的摧残，实在不值，更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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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心魔 去得吾心冰炭，便生满腔和气


[原文]


天运之寒暑易避，人生之炎凉难除；人世之炎凉易除，吾心之冰炭难去。去得此中之冰炭，则满腔皆和气，自随地有春风矣。


[解读]


原文所说：大自然的寒冬和炎夏容易躲避，人世间的炎凉冷暖却难以消除；人世间的炎凉冷暖即使容易消除，积存在我们内心的恩仇怨恨也不易排除。如果能够去除心中恩怨情仇，那么心中便都是平和之气，自然到处也都会有春风拂面了。

古贤们认为，人的道德修养主要表现在待人之上，是恩怨于心，还是“人我两忘，恩怨皆空”，决定于一个人的修养。古代士人讲究宽以待人，强调“恕”、“忍”，就是要求待人时“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使人际和谐，而自我恰然。

所以，古人也认为，人生的许多灾难不是来自天灾，而是出于人祸，有些是别人强加的，而更多却是由于自己的私心和欲望造成的。一把蒲扇就可赶走夏天的暑气，但有什么能驱赶人们内心对功名利禄的热衷呢？心中有了欲望就会去追逐，而追逐又往往是盲目的，难免会掉入欲望的陷阱、爱恨的沼泽，于是恩怨情仇随之而来，纷争不断，心中岂会安宁？

正如王阳明所说：“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也就是说，最难对付的并不是山上的强盗，而是人们自己心中的障碍。换句话说，人可以将百米之外看得清楚，却难以自见其睫。每个人都有盲点，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时，还以为是在思考。只有认识清楚自己的长短，才可以扬长避短。

对于今天日益讲求合作的人们来说，自己“心魔”不除最后伤的将会是我们自己。而要想随地春风和照，自己就得先有满腔和气；若想满腔皆和气，就必须先去除自己心中的“冰炭”了!

当然，做人也不可无原则，提高自身修养的本身也是为了以自身之德感化彼人之怨。如此就不会计较个人的恩怨，不会陷溺于人际中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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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可止 世事如宴席，劝君早回头


[原文]


宾朋云集，剧饮淋漓，乐矣。俄而漏尽烛残香销茗冷，不觉反成呕咽，令人索然无味。天下事率类此，奈何人早不能回头。


[解读]


宾客朋友欢聚一堂，酣畅淋漓地豪饮狂欢，多么高兴啊，可是没过多久，夜深烛灭，香尽茶冷，反而让人不知不觉的黯然神伤，感到这一切都索然无味了。天下的事情，大多与此相似，无奈的是人们总是不能及早回头。

将原文稍作展开，可做如下理解：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欢聚一堂的快乐终归要被人去茶凉的现实所取代。人生的悲欢离合如花开花谢，花开时一树繁花，花落时满目凄凉。人生的福祸转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看得穿呢？世间冷暖、玄机反复，谁又能解其中滋味？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今日威风八面，明日落魄凄惨。

所以，恬淡放任自然的王羲之曾说过：“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而一代雄主汉武帝也曾发出“欢乐极兮哀情多”的感慨。这些皆缘于人禀天地之气而生，若不能以自然为归，事事必欲恣情以求，等情境一迁，内心之中也就一无所有了。那些寄情声色、酒食征逐的人，表面看来是及时行乐，尽一己之兴，但等到人静之后，想想天下到底没有不散的筵席，难道还不会出生一份落寞感吗？

秦代的李斯位及人臣，当时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后来被推出城门将要斩首的时候，和他的儿子痛哭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就是说想再牵黄狗出东门打兔子也不可能了。如此心境真是可怜可叹。

这就像《红楼梦》中所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古往今来，多少将相到最后也只是一座荒坟而已，因此，凡事不宜太过，沉溺太深并不能给人生带来真正的幸福。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乐极生悲，适可而止”仍是一条普适原则。万事当中若能及早抽身，才是明智之举。与其在索然无味中呕咽，不如在笙歌正浓时离去，如此才能留几许美好的回忆，也更显一份人生的智慧与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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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陆辑 闲适篇6

人世间的情态，多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分，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天道忌盈，人事惧满，月盈则亏，花开则谢。”这些虽然是出于天理循环，实际上也是处事的盈亏之道。事业达于一半时，一切皆是生机向上的状态，那时足以品味成功的喜悦；事业达于顶峰时，就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态待人接物。只有如此才能持盈保泰，永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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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 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


[原文]


鱼网是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


[解读]


原文所说：本来是一张为捕鱼而设的网，不料鸿雁竟落在网中；贪婪的螳螂一心想吃眼前的蝉，不料身后却有一只黄雀想要吃它。可见天地之间万物的道理太奥妙，玄机中还藏有另外的玄机，变幻中又会发生另外的变幻，人的智慧计谋又有什么可仗恃的呢？

中国自古即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说。既然人不是神，再智慧的人也只能尽自己力量去做，而世事无常，变化莫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生活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一环套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人对欲望的贪求，很多时候偏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有的时候却又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最终一无所得。

春秋时期，吴国国王寿梦准备攻打荆地(楚国)，遭到大臣的反对。吴王很恼火，在召见群臣的会上警告：“有谁胆敢阻止我出兵，将他处死!”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想阻止吴王出兵。王宫中一个青年侍卫官想出一个好办法：每天早晨，他拿着弹弓、弹丸在王宫后花园转来转去，露水湿透他的衣鞋，接连三天如此。吴王很奇怪，问道：“这是为何？”侍卫道：“园中的大树上有一只蝉，它一面唱歌，一面吸饮露水，却不知已有一只螳螂在向它逼近；螳螂想捕蝉，但不知旁边又来了黄雀；而当黄雀正准备啄螳螂时，它又怎知我的弹丸已对准它呢？它们三个都只顾眼前利益而看不到后边的灾祸。”吴王一听很受启发，随后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自此，“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便成为提醒后人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后果的传世警句了。

中国圣贤孔子也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换句话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不可知的东西太多了，许多事往往用尽心思也会一无所得。而在生活中，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更是随处可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悲情故事也是俯拾皆是。

当然“智巧何足恃”并不是说人应任凭事物摆布，而不去探索、克服天敌，进而认识掌握事物的变化周期和发展规律。人为万物之灵，人类的智慧的确高妙，每人都有一个能思想的头脑。不过，认识或征服事物并不等同于可以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人如果总想着可以欺人愚人，为了一己的名利地位，干出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蠢事，其结果终归是愚己自欺、自遭祸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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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中尘 万象皆空幻，达人须达观


[原文]


山河大地已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驱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


[解读]


原文所说：就整个宇宙的无限空间来比，我们居住的地球只不过是一粒尘埃，可见地球上的小小生物和无边的宇宙一比，真是尘中之尘；就漫长绵延无限的时间来说，我们的躯体犹如短暂的浪花泡沫，何况那些比生命更短暂的功名利禄，如果和万古不尽的时间来比，真像过眼烟云镜花水月。一个没有高深智慧的人，是无法明白这种道理的。

人必须面对自己的有限性，领悟以个人之力不可能穷尽万象、事事务取的道理。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又岂能悟得“万象皆空幻”的真义呢？《维摩经》中说：“巍巍须弥山，可纳于一粒芥子中；四海之水，可容入一个毛孔里。”也就是说：须弥山虽是世界的中心，它的四周又都是海洋，就是这样的高山也可以装入芥子粒中，这样的巨海也可以放进毛孔里。人只有悟得了这一点，才能了然心中啊!

大文豪苏轼的仕途开头还比较顺利， 二十一岁一举登第， 后来制科及学士院试都入第三等(即特别优秀)，得直史馆。王安石专权后，虽出外任，也领大州。不过，在元丰二年，他以笔祸得罪，被捕下狱，翌年流放到黄州，以后五年一直隐居于此。这期间，苏轼的仕途极不得志，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宦途失意的他，却保持着恢弘的气度，尽管生活窘困、波澜重重，却从未因此颓唐丧志，始终保有一颗温柔细腻的诗人胸襟。正是如此随缘自适、旷达处世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代文豪最为丰硕、坦荡多彩的人生时期。

对于现代人来说，完美主义的情结人人都会有，如同所谓的“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不希望事物有什么瑕疵。然而，当花落、风止，沧海成桑田后，曾经辗转难眠的心事，或许早已不再记起。而当初天大的事情，如今看来在整个人生长河里竟然不值一提了。

所以，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宽广，他的人生才会有多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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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无染 执著是苦海，解脱是仙乡


[原文]


山林是胜地，一营恋便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界是仙都；此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


[解读]


原文所说：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染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

实际上，生活中再高雅的事物，人一旦沉迷留恋其中也会变成庸俗不堪的俗物了!书法绘画原本是高雅的趣味，然而当某一名家之作蔚成风尚后，就会变成俗物了。但并非是事物的本身由雅变俗，完全是因为人对事物的用心产生变化所致。所以，古贤们在原文中的“山林胜地变市朝”、“书画雅事成商贾”之说，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也依然能看到相关的影子。

同样的道理，古贤们认为，苦乐的差别也不在于环境本身，而是出于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感受。如果人心系恋外物，则乐境会成苦海；若不受外物所浸染，则即使置身于花花世界，也犹如在仙境之中。这与上文表述的道理相似，雅俗苦乐并不是事物本身，不是人生本就如此，而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感受。

庄子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比喻：“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方才返回。”人如果心不执著于感染，就是俗物囤积的地方，也可以如同仙人的场所一样，真是自在逍遥极了。

中国古书《维摩经》里说：“心净则佛土亦净。”这其实也是在说：俗与雅不由于事物，而在于人心；苦与乐也不在于境遇，而在于心灵所产生的感觉。类似的说法在《华严经》里也有，如“处于世间一切皆知虚空，如莲华之著水”等。

所以，古贤们的上述教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鲜明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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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贫 世间无绝对，安乐是寻常


[原文]


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寻常家饭、素位风光，才是个安乐窝巢。


[解读]


原文所说：只要有一个快乐的境界，就会有一个不快乐的事物相对应；只要有一个美好的光景，就会有一个不美好的光景来抵消。可见有乐必有苦，有好必有坏，只有平平凡凡、安分守己才是快乐的根本。

生活中，人不可能总是快乐，什么时候都是一帆风顺的。那样的事情只会在做梦的时候才会出现。俗话说，有一利就有一弊。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彼此对立又互为补偿的，凡事也都有它相对应的一面。所以，看事物应用辩证的方法，就不至于走极端。

如同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意思就是说：有了无才有了有，有了难才有了易，有长了才有短；反过来也是这样，有了短才有长等。换句话说，人们生活中的事物之间都是相铺相成的，有了一面就有了对立的一面，消除了一面，也就消除了与之对立的一面。这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其实，上述规律也就是老子说的“道”了。承认了这个“道”，顺应这个规律，人们才能保身，才能长久，才能自由自在的活着。只是，生活中的很多人大都不能或不能完全明白这一点。人人都习惯于自己的偏好，进而去攻击别人的所好，如是就有了纷争和仇恨，就有了战争和杀戮。

更何况，最好的未必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古贤们强调：人不必相互争斗，而应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在平凡之中细细品味人生的真正乐趣。

就此而言，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人，在某些方面必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楚；而艰辛度日的人，也必有令人称羡之处。这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一样，而越是美好的事物往往也会有明显的缺点。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只有认识到上述纷争对人类的坏处，认识到事物相对应的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安安静静地消除纷争，才能保持自己快乐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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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心 冷静观世事，忙中去偷闲


[原文]


从冷视热，然后知热处之奔驰无益；从冗入闲，然后觉闲中之滋味最长。


[解读]


原文所说：当一个人从名利场中退出来以后，冷眼旁观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才发现在名利场中的奔波劳碌毫无意义；当一个人从忙碌不堪的环境中脱身回到闲暇的生活中，才发觉在安逸悠闲中生活的滋味最悠长。

其实，人生的真谛是要从冷处和闲处才能细细品味的。酸甜苦辣的人生百味固然丰富，尝过之后才会懂得最真淳的味道还是来自最平淡的生活。无论是在争名逐利的竞技场上，还是世人疲于奔命于琐碎的生活，太多的人都像吸毒者一般乐此不疲，以至于麻木。只有当偷得半日闲之时，世人们才能获得片刻的宁静。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是儒家和道家的信徒，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天下可以进取就积极进取，而天下没有进取的条件时，则退隐修身。而入世受到的痛苦挫折靠什么来解脱呢？就是道家的退隐精神，在山水中欣赏一切。于是，儒家和道家仿佛成了太极的两端，也形成了中国文人完整的精神。

一次，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照此来说，生活中，只要心里没有太多的欲望，世人大可不必那么忙碌。多一颗平常之心，少几分功名之念，世人自然能够体会超然物外的洒脱了。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懂得在宁静悠闲中看人间繁华，品人生百味，也不失为智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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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我 烦恼由我起，嗜好自心生


[原文]


世人只缘认得我字太真，故多种种嗜好，种种烦恼。前人云：“不复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又云：“知身不是我，烦恼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解读]


原文所说：世人把“我”之一字看得太重了，所以惹出种种的嗜好和烦恼。古人说：“如果连自己的存在都感觉不到，又怎么会知道外物是否是珍贵的？”又说：“如果知道就连身体都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么烦恼又怎么可能伤害到我呢？”这真是一句切中要害的话啊。

我国古人的处世哲学，强调无我，“无用之为用”的多，突出自我、自私的少。而强调无我、“无用之为用”，即是先哲们倡扬灭私欲而存大义的动机。

所以，古贤们认为，正是世间之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才会徒增许多烦恼。实际上，一个人必须得明白，地球离开谁都能照样转动，如果每天脑子里都是在思考“我”的问题，那么芝麻大的事情也都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而别人天大的事情在自己看来就什么都不是了。果真如此，一个人不仅会活得奇累，更会被这个世界抛弃的。

中国也有古语说：我未曾生下来之前究竟我是谁，而刚生下来我又是谁，如果长大成人后的这个是我，那么合眼死去后的又是谁。这其实有些佛的味道了，但所要阐释的却是同样的道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究竟是什么，是谁，这个问题可以说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理解能力。所以，古贤们一直在强调：既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那么对“我”就不用如此看重了。

一次，庄子与惠子有这样的一段对话。惠子说：“你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说：“知道无用方可与其谈论有用。天地不能说不广阔，但人所用的只是脚踩的一小块罢了。然而，如果把立足以外无用之处都挖去，直到黄泉，人立足的这块地方还有用吗？”惠子说：“无用”。庄子说：“可见，无用的用处也很明显了。”庄子在这里即阐明了“无用之为用”的深刻道理。

按此来说，世人如果懂得了自己并非那么重要，那么那些功名利禄的身外之物又何足挂齿呢？古贤们进一步强调认为：况且这些身外之物根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又何必苦苦留恋、不肯放手？只有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方能无欲，无欲才会无求，无求就会无忧。

当然，今天来看古人的上述道理，的确存在一些消积成分，但对于如今欲望已然膨胀的世人来说，却仍不失为心灵深处的警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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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性 来去自如，融通自在


[原文]


身如不系之舟，一任流行坎止；心似既灰之木，何妨刀割香涂？


[解读]


原文所说：身体像一艘没有缆绳的孤舟，自由自在地随波逐流尽性而泊；内心就像一棵已经成灰的树木，人间的成败毁誉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文中的“不系之舟”，指的是不用绳索缚住的船，用来比喻自由自在，行止都不用理会；而“既灰之木”更无欲无求，宠辱都不会心惊。

这里同样阐述了世间为人心态的问题。的确，生活中，一个人心头功名利禄欲望太强，个人荣辱得失计较的太多，就必然会让自己处在一种忧郁与不满之中。而从做人的角度看，每个人也都向往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如果仅仅是靠环境达成逍遥自在，内心却没能排除世俗的杂念，再好的环境可能也无济于事的。所以，一个人必须从修养上下工夫，让自己的心态真正的清静起来。

圣人孔子所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就是属于“来去自如，融通自在”的修养工夫。一次，孔子到吕梁山游览，见一男子在那里游水，便赶上去问他：“吕梁瀑布深几十丈，流水飞沫远溅几十里，鱼鳖也不能浮游，刚才我看到你在那里游走，以为你是有痛苦而寻死，便打发学生沿着流水来救你。你游出水面，披头散发，一面走，一面唱，我以为你是鬼怪，但仔细观察，还是人。请教你，到这深水中去有什么办法呢？”那男子说：“没有，我没有办法。水回旋，我跟着回旋进入水中，水涌出，我跟着涌出水面。顺从水的活动，不自作主张，这就是我能游水的缘故。”

中国也有俗语说，人心贵在自知和自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应强求。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超凡脱俗、不计是非恩怨之心，才可能多一份洒脱的气度，增添一份人生的真趣，进而达到不动心、无所求的自如境界。

其实，超脱即是一种人生态度，本意并非就一定要求人们抛开世俗的生活。所以，古贤们的上述倡导，着重在于使人心灵不受名利驱遣，从而使身体来去自由；而心灵若能空明澄澈看破世情，就能做到身在事中而心在事外，达成不受外界干扰、保持平和的心态了。如此一来，来去自如、融通自在的生活也就离人们的追求不远了。

不过，“不系之舟”、“既灰之木”的境界尽管令人羡慕，但是，现实之中的人们身处大千世界，生存和生活的压力使得人们不可能像“不系之舟”和“既灰之木”那样的超凡脱俗。所以，当我们时刻都不得不忙碌奔波时，如能常常想想“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对自身的一种心灵解脱了。


去除心中杂念，才能逍遥自在


中国有俗语说，人心贵在自知和自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应强求。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超凡脱俗、不计是非恩怨之心，才可能多一份洒脱的气度，增添一份人生的真趣，进而达到不动心、无所求的自如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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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心 人生一傀儡，自控便超然


[原文]


人生原是一傀儡，只要根蒂在手，一线不乱，卷舒自如，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 便超出此场中矣。


[解读]


原文所说：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傀儡戏，只要我们始终都把牵动傀儡的线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让任何一根线混乱，收卷舒放自在随心，行动静止都由自己决定，丝毫不受他人控制，那么我们就可以越出这个戏剧舞台了。

自古以来，人生就被比喻为一场戏，世人如同在舞台上表演，而自己则不会醒悟到这一点。相反，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舞台上的戏剧或大笑，会悲伤，会深思。但是对于自己的人生处境，却很少会像看戏那样去思索，生活得过且过，甚至终其一生。更可怕的，是自己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被别人操纵，自己却依然不知。这就形同傀儡戏，自己甘愿成为别人操纵的玩偶了。

古贤老子认为：“天下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一切生命的根基，一旦掌握了万事万物的根基——母，就能认识世间的万事万物——子，即使已经认识了万物，已经把握了一切生命，还必须坚守着生命的根基——‘道’。这样，人生就不会成为事物的傀儡，也就不会受他人提掇了。”这里的“道”者，即是“超出此场中”也。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人也总是在哀叹世事无常、造化弄人，自己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控，却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会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妨这样去理解：人生本来是你自己的，只是自己在不注意时把控制权主动交到了别人手中。如孩提时，我们没有生存的能力，于是只好把命运交给自己的父母；长大后我们又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在从别人手里接过利益的同时，却不知不觉中已被那条隐线逐渐套紧，而牵着这条隐线的，正是给我们提供所谓利益的那个人。直至我们身上的隐绳越来越多，家庭、婚姻、人际等等，等我们有所发现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和行为，早已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掌控的了，傀儡的命运便自此注定。

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若想不受摆布，就要尽可能地做到少欲少求，学会拒绝不良诱惑，端正自己心灵的天平。同时，做事要注意发现规律，得窍则一通百通；做人要善于发现优势、特长，看清本质，让自己遇事进退自如；处世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多看后行。如此，才能将握在别人手中的线斩断，将人生的控制权收回自己的手中。这时的人生舞台，也就会由自己来布置、导演，卷舒自在，精彩也就真正地属于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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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缘 万事皆缘，随遇而安


[原文]


释氏随缘，吾儒素位，四字是渡海的浮囊。盖世路茫茫，一念求全则万绪纷起，随遇而安，则无入不得矣。


[解读]


原文所说：佛家主张凡事都要顺其自然发展，一切不可勉强；儒家主张凡事都要按照本分去作，不可妄贪身外之事。这“随缘素位”四个字是为人处事的秘诀，就像是渡过大海的浮囊。因为人生的路途是那么遥远涉茫，假如任何事情都要求尽善尽美，必然会引起很多忧愁烦恼；反之假如凡事都能安于现实环境，也会处处悠然自得。

其中的“随缘”本属佛家用语。佛都以外界事物的来临，使身心受其感触叫缘，应缘而起的动作叫随缘。“素位”则是指本身应作的事，而不羡慕身外的事。“世路茫茫”，是指人世间一切行动及经历的情态很遥远。

中国佛家主张，凡事都要随缘，人必须随着天定的因缘来处理事情。反之凭自己的主观努力一意孤行，不论怎样也无法达成自己的意愿。而儒家所主张“素位”，就是君子坚守本位而不妄贪其他权势，要满足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这和佛家所说“万事皆缘，随遇而安”也是相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贤们认为：一个安于现实的人，能快乐度过一生；反之，一个不满于现实环境的人，整天牢骚满腹愤世嫉俗，只会害人害己。

当然，原文中的万事随缘、随遇而安，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如从处事角度来看，凡事不可强求，有些事在现有条件下行不通，就有待时机的必要，就需要安于现状而不是心慌意乱。凡事强求而不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就必然会四处碰壁，很难行得通了。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随缘素位”四字虽出处不同，但内涵却是相通的。“随缘”是一种面对人生的态度，随缘不等于听天由命，消极处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让人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顺应事物发展规律，不刻意、不强求；而“素位”无疑是一种对待事业的准则，它要求人们理应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贪图不属于自己的权势和利益。

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不应听从命运的安排，把自己的一生付诸天意。不能因为自己天生于贫困便安于贫困，天生于恶境便安于恶境，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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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淡为真 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奇


[原文]


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解读]


原文所说：美酒、肥肉、辛辣、甘甜，都不是最真纯美妙的滋味，最美妙的滋味总是平和清淡的；言谈举止神奇怪异的人，并非是真正德行完美的高人，德行完美的高人言谈举止总是与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生活中最清淡的滋味才最长久、最真实，就像水味最淡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君子之交虽淡却最为恒久一样。同样的道理，平凡之中往往孕育着伟大，越是伟大的人也越难以被人发现。因为真正伟大的人，追求的是一种至纯至真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恰恰深藏在平凡之中。

然而，生活中人们往往忽视平凡，不重视常见的事物，仿佛只有新奇的事物才能吸引自己的眼球。正是这种“奇能生趣”的社会状态，也使得人们忽视了新奇事物只能是生活调剂品，却不能成为生活主旋律的一般规律。事实上，奇趣事物不符合生命的内在规律，与平淡恒久远是相违背的。

庄子在《逍遥游》里有这样一段：“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与圣人都是庄子理想的人格。随后庄子又说道：“至人只是常。”意思是至人就是平凡的常人，只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加以修养，谁都可以与天地相契合。庄子进一步解释认为，浓酒美食香辣或者甜品，都不是自然的口味，真正自然的口味是“淡”；具有神奇特异才能的人，不是最高超的人，最高超的人，言行只是“凡人”。

所以，古贤们也一直强调认为：能甘于粗茶淡饭的人，心性必定玉洁冰清；追求繁华富贵的人，往往因为利益而像奴婢般的去谄媚权贵。而甘于淡泊不为物役，个人的抱负即能得以伸张；如果贪图物欲，名节往往就会轻易地丧失了。

直至今天，那些存有贪欲私利念头的人，也会让刚毅正直变得柔弱无能，聪明智慧变得昏昧无知。更有甚者，原本仁慈心肠的人变得阴狠毒辣，不仅失去了品德，甚至也丢掉了人性。

所以，实际生活中，力求平淡方可从容。我们与其精疲力竭地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如踏踏实实地珍惜眼前拥有的生活，哪怕它很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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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悔 以事后之悟，破临境之迷


[原文]


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故人常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则性定而动无不正。


[解读]


原文所说：酒足饭饱后再回想美酒佳肴的味道，这时所有的香甜美味都已经全部消失。房事满足之后再来回味性欲的情趣，那男女鱼水之欢的念头已经全部消失。所以假如人们能常用事后的悔悟，来作为另一件事情开始时的判断参考，那就可以减少错误而恢复聪明的本性。这样做事有了原则，一切行动自然都会合乎义理。

就原话来说，性是本然之性，亦即是真心；定是不安定、不动摇，即本性安定不动；色指的是有形之物，即物质现象，在《心经》里亦指受(感受)、想(表象)、行(意志)等精神作用。所以，原文意在开示众人：色这种东西是空，即没有自性，受色所困是最不应该的。

某人拿了一件烟花女子佩戴的精致小肚兜给东海寺的泽庵和尚看，意下想难他一难，不料和尚破颜一笑，一边说：“绣得多好，老衲也喜欢有这等美人陪伴!”一边还动笔写了一段偈语：“佛卖法，祖师卖佛，末世之僧卖祖师。有女却四尺色身，消安了一切众生烦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柳绿花红，夜夜明月照清池，心不留亦影不留。”

其实，天下的事情也大多如此。俗语所说，得不到的才珍贵，得到的就不知道珍惜。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习惯于在没有达到某种满足的时候总是非常期盼，一旦真的得到了，却又会觉得不过如此而已。

所以，更多的人在事后也常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这么做!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诸如此类。不过，无数重复性的错误或不当仍在继续上演，就像人们在吃饱之后还会再饿，饿了依然饥不择食一样。于是，“事后诸葛亮”也就成为了古贤用来讽刺上述人们的俗语了。

如今，“吃一堑”能“长一智”在我们的生活中仿佛成了励志警句。其实，细想一下会有疑问：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在犯错之前就能从头脑中获取的，为什么非得通过“吃一堑”才能得到呢？人不可能不犯错，但却可以少犯错，只要能够常用事后的悔悟来时时提醒自己就不难做到。真要是等到吃了大亏才能长点儿记性的话，付出的代价可能就不会是后天能够弥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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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淡 浓处味常短，淡中趣独真


[原文]


悠长之趣，不得于浓酽，而得于啜菽饮水；惆恨之怀，不生于枯寂，而生于品竹调丝。故知浓处味常短，淡中趣独真也。


[解读]


原文所说：回味无穷的味道，不是从甘醇的烈酒中得来，而是从嚼豆饮水的清淡生活中得来；惆怅忧伤的心怀，不是在寂寥困苦中产生，而是在轻歌曼舞的享乐中产生。由此可见，浓厚的味道常常很快就会消散，而清淡中的趣味才是最真实的。

中国的文人雅士历来崇尚“浓处味短，淡中趣真”的精神追求。所以，古贤们也认为，贪得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事实上，人之有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是有精神追求的，不仅仅是满足于物质的享受。所以，古贤们才倡导说，如果精神生活充实，就是物质生活清苦些，也不会影响自身快乐的感受；反之，如果精神上无所追求和寄托，即便腰缠万贯，除了能获得短暂的感官刺激外，最终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宋朝人张知白，官至宰相，生平清俭，所住房屋与生活饮食与拜相前基本一样。他身边的人劝他说：“您月俸很高，但自身生活却这么清苦，这又何必呢？”张知白感叹道：“听人说：浓处味短，淡中趣长。凭我的俸禄，即使按王侯的标准生活也是足够的。但是如果家人都习惯了奢侈的生活，一旦失去了我的俸禄，他们就不能马上适应俭朴的生活。假如一直过平常的生活，即使我去世了，家人也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呢!”听到他这话的人都更加佩服张知白的远见卓识了。

日常生活中，不被我们所留意的是，清茶中会有悠长韵味，俚曲中才有雅致之韵。恬淡之处，往往即是玄机奥妙所在；看似滋味冲淡，但却俗中有雅，精巧绝伦。就像那些“食美味、看美色、纵欢乐”的人，常常多病，甚至短命；而长寿的人却习惯于粗茶淡饭，勤于劳作一样。这也正是“越是精彩热烈的事物，冷却的就会越快”的其中道理了。

如今，现代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就像本书前文中已阐述过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一样，虽“淡”却可以生死与共，不离不弃；虽“热”却往往人走茶凉，势去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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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心 繁华不及清淡，心动未若神爽


[原文]


春日气象繁华，令人心神骀荡；不若秋日云白风清，兰芳桂馥，水天一色，上下空明，使人神骨俱清也。


[解读]


原文所说：春天万象更新，大地百花齐放一片繁华一派生机，使人感到精神舒适畅快；但是，却不如秋高气爽时的清风拂面、兰桂飘香，水连天、天连水水天一色，天朗气清、大地辽阔，使人感到精神爽朗，轻快异常啊。

上文中的“空明”一词，比喻天地晴朗的状态；而“神骨俱清”，则是指精神和形体都感到舒适畅快之意。也就是说，春天花繁叶茂、景色绚烂，虽然使人心驰神往、躁动不安；却不如秋日云淡风清，兰桂飘香，水天一色，天地一片澄澈空明，来得神清气爽、通体舒畅。

刘禹锡有诗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清到碧霄。”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景象，也是对原文意境的一种回应。诗中即认为，因为秋天会给人们带来肃杀之气，所以自古就有人视“秋”为悲。但作者认为：天地万物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人对景物的爱憎，也完全是基于心情和观念。春天的清新就好比人的青少年时代，虽然具有青春活力，然而在某些方面却显得不成熟；而秋天却是收获的季节，万物至此得以成熟，自然也是万物走向衰亡的开始。

所以，春日繁花似锦、莺歌燕语，每每令人遐思无限、怦然心动，但又不免会使人心头发热、躁动不安。正像人生身处掌声与鲜花的青春或成功之中时，难免会心浮气躁、得意忘形。而云淡风清，水天一色的清秋季节，虽然会令人偶感草木凋落的惆怅，但给人更多的是神清气爽、头脑冷静。就好似人生处在低潮期，虽然会有些失落烦恼，但给人更多的却是冷静与思考，为未来的收获储备着能量。

身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当过于追求春的诱惑时，不妨静下心来多想想：秋天的大自然虽已度过了那雍容华贵、万紫千红的夏季，更不如春天来得那么多诱惑，但却给了人们实实在在，也令人神骨俱清。人在此中，尤如人到本性显现而达到净沽的境界，不仅秋高气爽，更是上下空明了。


[image: ]





 真心 得诗家真趣，悟禅教玄机


[原文]


一字不识，而有诗意者，得诗家真趣；一偈不参，而有禅味者，悟禅教玄机。


[解读]


原文所说：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说话却充满诗意，这种人才算是得到了诗人的真趣；一个不参一偈的人说话却充满了禅机，这种人才算是了解了禅宗的佛理。

古贤认为，是不是诗人没有关系，会不会作诗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有诗意。无诗有诗人，有诗人无诗。远古洪荒，人们无知无识，更谈不上认字作诗。但是它们的生活是诗意的，世界是诗化的，他们用诗性去思维，他们都是诗人，但是却没有一首流传后世的诗篇。当人们写出诗句时，诗意的生活便消失了。

同样的道理，古贤认为：是不是高僧也无所谓，懂不懂偈语也无所谓，要紧的是要有颗禅心。心中有佛，即使不守清规戒律，一样能悟得禅的真谛。济公酒肉穿肠而过，世人却识得他是真佛。形式和外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真心。

一位不信佛教的外道人向释尊寻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释尊听后，许久不说话。外道人也在释尊的面前定定地坐着。不久，外道人以称赞的口气对释尊说：“释尊大慈大悲地教导我，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使我顿有所悟。”一直陪伴在释尊旁的阿难莫名其妙，问释尊：“刚刚离去的外道人说他有所顿悟，到底他是证得了什么道理，使他觉得顿有所悟，高兴地离去呢？”释尊说：“一匹良马不需要主人的鞭打，只要看到鞭子的影子，就能够知道自己该往何处走。这个外道人不就像可以见鞭而行的马吗？”

如此来看，原文可做进一步解释：诗是用文字来表达的，理解文字的人未必能够作诗。诗是言志的，我们用诗来表达志向如何；如果志向没有诗意，无论把文字写到任何深奥程度，都不能作出好诗。反之，纵令一字不识，而有诗意的人，就是他自己得了诗人的真趣，认识不认识文字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生活中有很多事物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所以，诗意和禅理也是不能透过言语理论而悟得的，只有潜心修行才能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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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趣 人为乏趣，天机自然


[原文]


花居盆内终乏生机，鸟落笼中便减天趣；不若山间花鸟错集成文，翱翔自若，自是悠然会心。


[解读]


原文所说：花栽种在盆中便显得缺乏自然生机，鸟被关进笼中便减少了天然情趣；这些都不如山间的野花那样显得自然艳丽，也不如天空的野鸟那样自由自在。由于它们都自由生存在大自然中，所以让人看起来显得更加赏心悦目。

大千世界，原本就是万物同生才天趣无限的。而人类对于自然的东西也总是喜爱有加，只是这种喜爱的结果却使它们变得不再自然，人类的所谓喜爱也越来越多了些自私。就像人们所喜欢的鲜花本就是自然之物，但仅仅因为自己的嗜好就将它强移于花盆，栽于温室之中，使其失去了风雨洗礼和天地精华吸取的时机，它再美也终会缺乏生机。同样的道理，天空本是鸟儿的家，鸟笼再精致也关不住它飞翔的心，相反还会人为地扼杀掉鸟儿的天趣。

有这么一个故事：

河神因分不清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一天跑去问北海神：“请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北海神打了一比方说：“牛马生下就有四只脚，这就叫自然。用辔头套在头上，用缰绳穿过鼻孔，又在马脚底钉上铁蹄，这就叫人为。不要用人为的事去毁灭自然，不要用矫揉造作去毁灭天性。只要谨慎地守护着自然之道，就是回归了本来的天性。”

此故事也生动地印证了原文所要阐述的“生趣”之理：盆景和笼鸟都没有自然的生机，操弄它们的人也违逆了大自然本有的天性，我们人为之举往往都在扼杀自然之美啊!

中国圣贤老庄也说，真的就是自然的，自然的同样也是真的。对于世人来说，其隐性的哲理就是，“自然”便是人的天然本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真思想。所以，“自然”其实也是与虚伪是相对的。

原文所阐述的机理，对于现代文明社会来说也颇具警示意义。因为，如今的人们似乎更加自信，更愿意“人定胜天”，用越来越多的“人工”在代替“天然”。君不见，开山辟地、毁林开荒的人为之举，随处可见；吃遍野味、捕杀珍奇的恶行，每天也都在上演。如此，我们依赖的大自然才一次又一次地惩罚着人类，而人类也不得不重复地在为自己的欠债付出鲜活的生命。

总之，生趣一旦失去便不能重现。拘泥于人心的自私与狭隘，是无法体会到山间花鸟错集成文的天然情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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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我归一 识乾坤自在，知物我两忘


[原文]


帘栊高敞，看青山绿水吞吐云烟，识乾坤之自在；竹树扶疏，任乳燕鸣鸠送迎时序，知物我之两忘。


[解读]


原文所说：将帘栊高卷轩窗敞开，眺望窗外青山绿水间云烟缭绕的美景，才明白天地自然的自由自在；竹林树丛枝繁叶茂，任由乳燕和斑鸠迎送春去秋来时光交替，从而领悟到物我两忘的浑然境界。

万物合一，浑然忘我，分不清是我置身于大自然还是大自然中有我。这历来都是贤士们追寻的一种心灵之境。古贤们认为，自然万物的精妙之处即在于感同心知。如夏日的旁晚看见蓝天白云，便会感觉轻松自在；雨后漫步浸入清新之境，仿佛天地任我畅游；聆听鸟语，近嗅花香，更会觉得万物随同自我皆有灵性。

古贤们认为，“物我归一”的境界有三种：一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三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物我归一”的境界体现在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心境上，至高境界是物我两融，即天人合一，亦如“人在桥头走，桥走水不流”的心境。这其实也源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如《庄子·齐物论》中就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也就是说，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而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周，浑然间不知道是自己梦到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自己。

庄子还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彼是外物，我是自我。自我是在与外物相对立、相对待的关系中产生的。庄子善于体会物情，通情以应物，故能达到“物我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

“物我归一”的积极意义在于追求美好，在于全身心的投入。但是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却需要一种良好的心境，需要修炼自我精神。

尤其是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当“帘栊高敞”不仅难以看见青山绿水吞吐云烟之象，反而满目皆是林立的钢筋水泥。科技文明的一日千里，也使得“竹树扶疏，燕鸣鸠送”的人间仙境日益稀有，真想要找到一片净土，寻求“物我归一”的心境又谈何容易。

所以，我们真正可以做的，便是珍惜当下，感恩于他人和万物。纵然有千般烦恼，也要让自己习惯于抬头看天。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说长真的不长，说短也不太短，只有善于把握现在，积极求进，苦乐自然，便能终生无憾了。


[image: ]





 云卷云舒 闲看庭前花，漫随天外云


[原文]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解读]


原文所说：不管得到恩宠还是受到侮辱都毫不惊慌，只是悠闲地欣赏庭院前的花开花落；不管升迁还是贬谪都毫不在意，只是漫不经心地随天边的云霞自由卷舒。

其实，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都是大自然的正常变化。不过，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情感变化、心境不同，从而将它们人为地涂上了不同的色彩。古贤们认为，如果把人情冷暖、富贵荣辱同样看成最自然的事，那就真的进入了超凡之境，人生也就无悲喜可言了。

清新超凡的境界，闲云野鹤之趣，松间林下之乐……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都致力于追求这种境界。因为，在这种优美的自然情景之下，生活就如同一种艺术，其味犹如一幅画，一首诗。果真如此，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艺术，心灵也就能达到无拘无束的快乐了。

圣贤庄子就说：喜欢目明，是迷恋彩色；喜欢耳聪，是沉湎音声；喜欢仁，是乱了德性；喜欢义，是违背常理；喜欢礼，是助长表面技巧；喜欢乐，是助长荒淫；喜欢圣明，是助长各种技术；喜欢求知，是助长天下的弊病。天下人要使性情安宁，这八条可有可无。天下人要不求性情安宁，这八条才纠结扰攘搅乱了天下。所以君子不得已而统治天下，不如实行无为。无为，然后才能使百姓性情安宁。所以说，能珍贵自己的生命来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能爱护自己的生命来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交给他。所以君子假如能不放纵自己的情欲，不卖弄自己的聪明，坐如木雕泥塑，动如龙腾虎跃；沉默如深渊，出言如雷鸣。精神活动完全出于自然，从容无为就像尘埃在空中飘动，我又何必去理天下呢!

就此意义上说，人只要了解了人心同属自然，与花开花谢、云卷云舒并无不同，认识到自然的规律不能改变，人事的苛求只是徒劳，不如顺其自然，那么生活中的我们反能落得轻松自在了。果真如此，当春来时人们也就不必过喜，秋至时自然不再伤悲。

只是，人情世态间，真正能“闲看庭前花，漫随天外云”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社会在天天进步，而我们人类却一天比一天的辛苦。因为，很多人身上背的负荷越来越重，精神需求日益空虚，思想异常浮躁。其实造成这种结果的一大主因，正是人与自然界的日益疏离，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地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过于追逐外在的物欲，而逐渐地丢失了真正的心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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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然 登高心旷，临流意远


[原文]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读书于雨雪之夜使人神清；舒啸于丘阜之巅使人兴迈。


[解读]


原文所说：登上高山会使人心胸开阔，面对清流会使人神清意远；在雨雪之夜读书，使人思路清晰；在山巅之上长啸呐喊，会使人兴致豪迈。

寓志于自然山水，借景抒发自我情感，历来都为古代文人雅士所称道，也被视为具有崇高节操者的必然之举。的确，拥有原文中的自然生活与思想之境无疑也是幸福和快乐的。所以也有人说，古人们匮乏的是物质，充实的是精神；也许正是物质的匮乏，他们才努力用自己细腻情感去感触大千世界，体味完整人生。

而与书为友，便有幸居于窗明几净、空气清新的雅室，不致坠入黄庭坚所谓“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之秽境。读书是对人生的完善，而身心皆健应是人生的最佳状态。由于人生于世，不可能事事称心、处处顺遂，而在有悖于本意之际，若将苦闷郁结于心而久不释怀，人的身体不仅极易生病，心智也会产生畸邪。此时，世人理当追寻“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地一点尘”的心境。

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杜甫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第而归，于是北游齐鲁。漫游途中写下了名流千古的佳作——《望岳》。其中，“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气势雄阔，意境也精妙、辽远，可谓是写出了其他所有泰山诗词渴望表达的神奇之意。更为重要的，诗人借此自然之诗，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理想亦缊含其中。

另一位古人嵇康，即因看透统治者的昏庸而绝不做官。当他的朋友纷纷摧眉折腰侍奉权贵之时，唯独他仍可自命清高。即使当权者以死相要挟逼他做官，嵇康仍不屈服，死到临头想的竟然还是奏一曲《广陵散》。

王安石曾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换句话说，艰难攀登时，提升的不只是人的身体，更是人的心灵境界；当登高远眺时，一切蒙蔽人双眼和心灵的东西也都被踩在脚下了。而当有了超然高远的心智，即使“荡胸生层云”，心灵也不会被表象、物欲所遮蔽的。

荀子也说：我曾经踮起脚跟向远方眺望，但远不及登上高山见到的广阔无垠；我曾经站在高处伸手招呼，手臂并没有加长，但远处的人却看得清楚；我曾经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大，但远方的人却听得清晰。而大贤士孟子更是说过这样的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如此胸怀，岂能是天生而来的？它是道德修养、情操陶冶的结果。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当电视、电影、电脑取代了从前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当繁重的压力日益疲惫着我们的身心之时，我们亲近名山大川、融入自然乡土，似乎更有着优于古贤雅士们的便捷了。但也正因如此，古人所崇尚的“亲自然”便成了今天的“旅游”，名山大川亦像快餐一样，被人们简单又寡味地消耗着。而古人在乎山水之间的情致，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撷起，浸其入心呢？

登高才能心怡，临流便可意远。如此，方可胸怀家国，高瞻远瞩，成就自己现代有志之人!


[image: ]






[image: ]




OEBPS/Image00094.jpg
~eabgd. AL )RR e

#WHRA > | ssmsmse scasieon,
(=S - T IEM,
mEZ] - SERE
FERBA - TEE, WL,

PR TR 2 e

| BRREAREIEY

S
E
ks
s
"
=
»
™
-
ES
=
=
-
=
W
W

OO AR T TR RS RO, A I T, AR, S
TR DI — B, TOBA KT, SIS TR EER, AT AL
~ TImmm, L s,
T TWDRTE . 130NN 00K A MR






OEBPS/Image00093.jpg
et R — D fwin =

ERANEE ‘ S } e,
- v
—mxmora, R
i ann,
o N BB A VA SR o
) e anw mme e
/A

e wammeon
4’ Y

A, TR

o, e






OEBPS/Image00096.jpg
~eloift PR e

F
—m, mme, A
P
s, mume,






OEBPS/Image00095.jpg
~eANELTE, ANBpDs e

ERRREKRMNI, EIFETAUATUARS

e MMM, ST
R WIBIRIE, RIS,
R AEEEREI, WIRFLITH

~o s B, R e

4
£
L]
H
¥

WE(TRMSOSHTRAAICA ) | MW, B, TR, SARAT IR (S

REREBA, —RLRKENIA ) | TS IIT ST, W, MBI AT, R






OEBPS/Image00098.jpg
~e AR T I TR IE e






OEBPS/Image00097.jpg
~e s BEPE — b)) ~e-

LRSI, REEPAERRE, ‘

PEFEER, CRCLH
T, TWARSETE ST
W, REATEHRIEIRI
EH—Th, RF—TRTIS,
WTARATRIEZ b, 5
T REFE, MA—EMFR
EF XA, RAREHC
R R RO, A
A,

~o-BSE SIS

"B SPETRO-KBRITR—ER—HENE. BEHLNE
ERBEUEIRFNTE. %iAﬁAizﬁln, HEPEDEHFHZBE K
%EEJL& TKEHNMESESN.

Rt R B LA
REF, EERRAWT

. BTERA

MR PMA RIS RE, "ARE—"
T AWMAF . MR | ‘&%5"‘- -K-lJ&

MREA A S BSAK, — 5 WAL S0IRAE J
W, CRRZIE, TERAIMN, ABET FF, J

R

=





OEBPS/Image00099.jpg
M. AL, BRI
= RAMUAER, WA,
wmAER, BRI, "

FLRMIS M RIMAS TS| RTINS AT
w, : 5

T,

~e- L LA~






OEBPS/Image00014.jpg
~e L W gJr ~e

HHEGE, AEEHR, S THZE, &

Bo XHER, £EEE

. AAREEEHRAE, BRFAETAELE, RAME BANEHR. B
MEAE, it ENERSERHRR B

EEA— MBS ARW, BEE

EARCILR I, AL, K
| AR, MRS, I
SRRSO, R I
RRARBRA,

HARTARAR L ST
A, TREBKIIARK,
m e MO D, &
HESWARM,

EYCN s T
N A 24 98 RS
@, MARRE, CEESS
WIS EIRAIAE






OEBPS/Image00015.jpg
~e- NSt~

B NSRRI RSO KIS0 XTI

ARSLBEBT .

~e PR T e

| mwwmamms, e
F RN

A
smn, max
P
smema, R
o wmm, mmas

wan, mwwesn

el . om, MR
x, XTMT |

5 swm, —ERT
= | | e

o, LT





OEBPS/Image00012.jpg
PR L], )P ZIE

F O A0S B R PR R & A SR 60 A AR IR

o remeR, ®
A

[mamsomnr,
| My, |
| exsmn.

~-fLFBE “HAL” ~-
BEEATY, SXEBH, UEAE, WESEAOER, WLEFE
H, WOEENT o

FmMAT, mEARR
P

0
EL = PRy SERRRESS






OEBPS/Image00013.jpg
= NE AP~
WER. CREFRMEO , HTRORREMEM, SARHR, T
REEHFEFESD, HHEMKEERE=S, "






OEBPS/Image00010.jpg
~o- A AEATHES S~

o NATAT TR XS ~-

ASAHS, EBAH—ME BASAXTHETHIAGRKTE, EH— 1%
ko RAKRLASH, HEILBCHS WA, HERE" NBRTT.

¥
#
]
¥
4






OEBPS/Image00090.jpg
T ST e

P
O
A mmmen,

SERGARE HEEAREE

[penesinn sasaney

¢
H
B
®
x
¥
t

AT RN, LA
e, mEwm, RmFEm,
M. CmmARe, weEme,
AmE—ay, TR,
TS A T TR






OEBPS/Image00011.jpg
~e VI BEIE ~

UFE T EWOHTRAES, WASRTRMA, B aDRE T EER

B T T

~odE AP N~

BFOAREN S BOGFALBERM, & BOTAGBERIT R

FTAT, A M
AR, TR AL
T KFWB, AT, T
R A 00O AR
Zre, HARTLIRT TF@
e, wIeT, Merevsmm
T
s e,






OEBPS/Image00092.jpg
~oHE Dy RN e

E—HE

T
|

XE—AE

T
BRAMLIR, IR, RO, SLKBIA

! 2w, (32) o, STREARA

BE—KE

RTCASR, SATA, 0 REORABRARSE, STEEA A,

EE—KHR

RREPR, B (BRAS) A0 (FEBS) | SARMEA,

HE—XT

RESAMBMAS IR, WRE, FABI HET RAT | SEMMBA,

HBE—F@Z

AR, TRRA (IUT) (T3 WRLEK,

EE—REF

MUBEIR, MW, ORMBI LI, SAABBN,

FE—HH

SRS, A (FA) D, SMLRTIN,

HE—HW

W RGOMBE KA, I (SHTEWR) | STAABA,

il

5 ORY) ~






OEBPS/Image00091.jpg
~e B AT e

SRR, W™,
B SE WA,
B
am

~o JEBRAL A ~o

["_I—L']

A, TREBORME—,
MEWR, BIR, AT
D
*, SmmMER, WAER
HAR L 0 AR A

- S ., (M





OEBPS/Image00018.jpg
EANK, AE AL
2, Wz, w=w, &
LIRS — AR
ARFHR, Mo
ARREBERE, R
RBREOTAT

IR, KT
W AE, WL
—maeom, 2
s,

RIS T T, P IBM
AL RINWIR LA A GO s
TTFARANG W ACM AR5

MR BRI BT
BEEs wMm
=, mAmx,





OEBPS/Image00019.jpg
~= NG AHRIE R~

ABRXRIURFHEAR, HALRBEEGRILER. BXAF, AFES
A AGAE—LE, FERFILF, FIRIESECEEH RN EFRE, EHE
BME, fEhE, RN, SHH—Snnil

EARD, ABALMSTLSHTAMONRL, RSONRIMLE
SIIAIMED, WIS RIS I ST RRT

o G ~-

| w) s asma
ARSI T, R | | A A, RN, TR, B
SR, MA@, LA, SR AR AR





OEBPS/Image00016.jpg
h—ik, BRIREHETIHRE, X
Ho RBPEAMEES— 0915, T
MEH, HAMER "HERE, KA O, BRBHFEEX 20, TR

B, —PNATREAABESENHA






OEBPS/Image00017.jpg
~o- R RAFIAS LB~

WEHASASEEE, ARS5A$. BHfbNHE "AHUER" .
“RRMAEH @EIE. HRMNWSASEHENR, REXBIANTRS
£ HBRNFSEARTHARE, BESAHERETE, HFRET FLENHM






OEBPS/Image00105.jpg
FER LR BES T~

~= N






OEBPS/Image00104.jpg
~e i E A N e

o;:--unxn¢n»1
TR, R
o 9T

~e WAL T, A G e

)
e ( - e

Assmesesma. R

[ 4

TR0 A RO
| sosme, mmcem
s e

— e
e e
o0 ox s Rt
-
Romw, w
Hir@we®
Y






OEBPS/Image00107.jpg





OEBPS/Image00106.jpg
ARG, SR, IR
EEBULS, AATHK, RARDR,
T RS AR  8

B TR, RIS
B W, EIRTII A B
RIBAN, EEEILLWE, W1
BHARK, TRACET 3IPORN,

~- Ay Il e

ETT T e

ERERLOR. 2R
RRTwEmITE, —
ARRBRIAE, B
B e
RETRFRMG, —
o 90 AR R R
e me,
ERLMATN, HK
TR RBED LS,






OEBPS/Image00109.jpg
e W BEAVEN L, ATEAN LY e

~
BB RAT,
TR ARRTRR
Zeom—x.

e, e, | mmRETS,
AT RIS AR 91

*ﬁfbﬁl “WALKERC
HEMBEHNEEBRT BEL, ERWAFHDE, DEEARRERL
FEBHER, WEESRIEHEENADE,

P———
P
s, m
i






OEBPS/Image00108.jpg
@NO O PN

ERTREER, A BT astiE /229
LERMETFITER / 231

Sss 5582 /233

BRZEFOMALEY (HETEEFD /235
hEFE /AN /237

BT8R, ZHEF A /239

- FATEFOIER / 241
. Bh{E& 58R1E / 243
. ANBI—%4 /245

. Sl P 4R / 247
EIRE RS R®RISITIR /249
- ADHERI /251
ABAET B AL / 263

L HASHESE, AEEEK /255
. AH E5XiHh /257

. TRERFIIK /259

L PrEERG IS, ZE(T]ROK /261
. YeBA5EERk / 263

AT E, BREE=/265
RS RIEE /267






OEBPS/Image00003.jpg
~o NEZROR IR~

!
. mas \
| A e,

AT DA KT R (A EAOAN
W BIR BRI, S RITIRA I






OEBPS/Image00004.jpg
~e DA S5 A R AN e

HREPHE—PA, TRREEE i, T
TR BB A A% 0 R R T B R S A AR — R T o






OEBPS/Image00001.jpg
ZS %5 = hr 4 5
BEFEE / 23
A ZEZRIRES / 25
IRBY SRS/ 27
A< A4, ARG NIFE B / 29
ZFE5/0A /31
ZRB/ =% /33
R ESITAG / 35
OFfe =S|Iz HEIL /37
BIEA sESFE / 39
L HEEE S EESE /4
- OJE=0T], BTS2 /43
- ANZEHUBEBE / 45
CAidERUA BT /47
. AmE kg /49
L fmiEmSsS— /51
- KRG HICITAR / 53
-8B—2, iE=53/55
L AS AEBIXERE /57
. anfEI XA AEFE /N AT FO O “FEFT /59
R BFE /61
- ABIfEFR /63
.S 69 FE / 65
L TUSRINIE I A SISIS T 469 AN /67
SR ASz=Z%A& /69
SR SEIK /71

coNOOPMONS






OEBPS/Image00089.jpg
ERMBERGOBE, R
TR AL 0T
B
T, Rew—omERL
RTTM,; BABMAE
TaOAA, PTTR LN
BRIV, O
HEMT, TEARGW
HRESMAT,

S A IR
Eaxme, LRE
W, AR
FIRA I AT
Ao, —FmR.






OEBPS/Image00002.jpg
~e TR

HAREROKE, HEOANLRREET, FENTRPERER, EC
HRYER, EFKPRY, DFRB/KE, EATEREPNET,

o T r T,
T [rswmmes, mEman
Y,

2 msrn, mamEms






OEBPS/Image00150.jpg
@=

fiz
AL 5

7

€






OEBPS/Image00087.jpg
bRl S Ay CRGERE ) e

H A AL A 10 ‘
A RS | mwTS
P
[ e
P

SREE, AAKERAT
KR, FHAET,

REWH, —AKFH \
ik, EERY, BEES, 8\

=, WESE, s L wwRae
e —mae MR, A (EE R, PR, SRR
) WA, EEAESEE D@ R, WRBRABA I, %
B, TS MBIAT, MR WK IO T, EAS
AU (BIK) R A ATk T RAITI IS,

R, RTRE, IR,






OEBPS/Image00101.jpg
~e A g LA e

e
ESTrTeN FEragrer
Ty 2 e [==
Exveen e
B mmmann .=
e mame At | < |
i e

~o PRI RSN~

B
THME, MIEICARRAT, WIRTCEE, TR
T, KA B LSRR, SRR
B, BT, WARREAL, XKML

SR T, AT S XA T
MR, FHRTWL—D, CWRMT |
W, KRB, F—rL, T MK
R RIS A RIS, KA MOOR L
A AT DI AR RGOS . TREMT

Aot

~o-rpr [l RN~

RO EAILOOTE, RTINS

o BN LR~ | e, mran mo

ABAOORTE, AR AIEL

L ST S R, AR
RAK, mMR. WERTR
AL deamAT, R
T A TR T
TmBw, MMM, RmR
. " R IAI A

B SRR, HEDDE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88.jpg
~- T S HEABES ~o-

B T

~o SCRAFEAEELE L~

MRK R, A=A
MR, Wi
e e
WanReer, Tewr s
o, AWABRK. T
W AL EwRE
R, WRACMRA"
wED, HWES.
M, AHAR K LA
" RRWERETR
ey AT

v
B HRR
[RFE=U U






OEBPS/Image00100.jpg
~e P ER G TRERI N~

ANEF, BIOAETHROCBAR%,
AP R IKADIRE, BFFHRITKRSH
AR RNBAERL, TAMPERR
WERMIKNGHAZIW, A IBWS
AR AU R G 2REO R B RALE
LRHRER AT

ANEER, B ARERR, KR
BRI, BRI L EAEAR
R, THAET LB EA, R
ST,

~-JE IR~

JEFH, MRRF IR, FKQAFW
oY, ARV VTE RIS AE

s

T RS KT

‘ F, IR,
'lllﬁll'ﬁ‘l—ﬁ

HETFN, RASTFTHWRARRRE, X
SR K3 R E 29 AR IS
IR, FAYZIARFT A LB RE
FRREOFAY FLE T AR,

EFIR, HRARE, AEFoEB

n;gaﬁ un&nrrawa
I,

cCEEEE O

=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103.jpg
~o- WA e

ARSEFNBRAFEH
—RRERM
PR
AR,
L mR R A
P enp—"—

mam.
emrmesanmn, T
AR, FHANL, Frd
TammEmnAL, A
AT, BT
(messanmn, run
| RPN R AR A

o rmmsnmmmn, B8
rem T, Mt
EAmREE, KwRED
P
PR

{ mrmm

~e-PMBUBCA 1~

AREEREIRE, o, mwa
T, EAMSPI, BRSTEA,
WM, WEAmOA, ETMEIE.
ST TA, SRR, R,
SArARE, PRI My A AR

=, AR LMERT
ARMEE. Cm=smmmemm, L
LN, WA, R
s, RTAE, ARAB®, B
S, SRS AR,

[spseenscEs






OEBPS/Image00086.jpg
PNO G s LN

7S 55 E hR 4% B

CPRBE Sty (SZEE) /187

FETFSHEABLES /189
BaIZisy & / 191

EFE “Fmie" /193
BEBHEM=/ 195

TS (ES Y /197
SHHNEEE —IRAES /199

L IEfE. FIMA. E4& /201
. NELME, B/ 203

L ER B SR / 205

L IBERZE—HD /207

- EIT 5 1EE / 209
CEREFIERE /211

. T ESFREREAAA /213
EESt{E /218

. FEFpIdsk /217

. ERBAE R/ 219

. EREhHESE /221

. ANZEBIEIESESE /223
ETFR=FR B EFPSEIE /225






OEBPS/Image00102.jpg
e PRGL R e

LiEitee S
BETH SoHE
ST A o O
METSE EK ES
TR AT APk | BIRINIAMILY
s e S E K e A

~e MR % 2 58~

BEIERRYR

BEENERRE

-
]
H

&

4444448488848
ddd4dd ddddid

BRI N4E

AR AOR
oy





OEBPS/Image00009.jpg
~o Wl S LA A e

—\
R — AR S |
mma s, e
TR
. S A
AR, BB
o, rn
A AT

-~

o TR A~

| wx mwwxw
| mmma s






OEBPS/Image00007.jpg
~- R = ~-

EiEP, BEPBOA, FEFTEMESHER, LaSHAERGS
BENRETE, SHATEMERNNOEALFE0AR, ZIHERET GCH
HRAR, MABTETREIIAGKY, HEBHHANEEL S

BRBUH=TRR, 280 I
— mRTaRse,

T AMILEW I, ST I, S
CBEMR, RERM, AW RIS
ELD

\
\

\

\

!

\
— ol
WIS BENRRI, SARRRAES
S ma, waLSHERNTRRL, BEE
Wremw s E, :
p— — \
i

\

|

\

\

\

!

ISR AT W AR AW 1
T, RTICHT EHEEORE, TATHS
HREOKEEL, CRAS TSR RRT
—smam,






OEBPS/Image00008.jpg
~o= U A T~
BEEWD, B, RAEOEEA. EBEEE
B, RSB ERII T HAWATOW

AT B

..
ATFEY 2 chik B, HEBSH H—1, FHRA
BAREARKEMES EILT)

=, M
MR L, e
P
e






OEBPS/Image00005.jpg
MR, K Mg e

s

Z5D-

—— D 2

T LM AT, BT
Barememw, I
LRE TS YT
T A, BE AL
eEWHARL,






OEBPS/Image00006.jpg
BTN e

mrwsamm, TowM,
0TI IO

~e XIBFRaT ~o

JMREFRFOIR, BT 8 SEMIEEEIBES,, REMNHOASEHT.
thSHEAEAHERE, RHUTHSHRSATHRE, fbit: "ZHME
B, REFREZ5%, BTWOKR: TEER, HEER, RTORT RATH
Bt ST, RTWH B8R, X=ENRBAL, REEHMBI, KRBT
AT WBRE—DIEHE, DTEEM, BRERERT T " AR, WAEA
RXFBEFAZ Lo






OEBPS/Image00083.jpg
\ ARESFRL, N
MUTCAER, R
HE R I oRm,





OEBPS/Image00084.jpg
AT TR
wB, R,






OEBPS/Image00081.jpg
AR ‘ §
o, A A

=,

Pap | A samm
ML,





OEBPS/Image00082.jpg
e ARG e

TR MAD AT MT, sk
, TRARRARME

¥ ? ;g
RBEL, RICBARGIBE, A WRIART L, RE BRI
L FRARE

KR RIS AE LA





OEBPS/Image00080.jpg
~o~ HOv i)~






OEBPS/Image00152.jpg
Il it
b






OEBPS/Image00078.jpg
AT ABN T
EE PN

BASED, SHH— ISP
MR IR, REEE
M SE IR, TR G
MANE D, AT S R
RO, AR KT DI






OEBPS/Image00079.jpg
FRZE, FFREREH, KEEZA, WHEBHES, FH—8, Tk
RIHERNIEE,

1 1 ) 1
BETABE ‘ T A BT ‘

‘ pres

~eBRERI A, B BERD ~

o PP






OEBPS/Image00076.jpg
PN, TR D,

KRR, MRERE,

oM (#9365 - 427) , A&
#, FRE, BIRWAL,
ERBERPR, BEWA,
KR, AR, MR
Tt 0935 A WA
SHIZEU, SRR, A

ABLTT AW KR
sommie =, 2E
m) L (man) | (a) L
(mmme) | (R
®) . (mmam) . (&%
xow) %,






OEBPS/Image00077.jpg
~o RN R 1T K~

PrT———
., wrmmmon
&~ o am
A

1 BLFBBHE, P REBTES

~ B (RERH ) &~

Fers (151821593 ), A, B
ML MM BTN
WA, A OB IS RIS |
®. W (KA

(AW ) AHE20, WHIEAVIB2N, P MH IS
3748, KBTI, A5 IEHM TGN K 0095
B, RIS R, ERRT AT
W, WM OMPTR, KT HCWE2K .





OEBPS/Image00074.jpg
B, AR, REWTART
L IBICI SIS T

| mommease

B RAELM, AT A S i
BRI RATCASRLRTE?

MR, KWTATE, RETABWL, RB
SIS TR ATEAIE T A B

Fl LA 855

sertn?
A IR,





OEBPS/Image00075.jpg
ST
AMMIRADRL, RRRBDH;

» ARRRRUOKE, RAADBL,
KT BRRW, —ARBRNE,

—REBTNRR KRB 55 A
7 e,






OEBPS/Image00072.jpg
~e SRR IR RPN e






OEBPS/Image00073.jpg
o JHE T e ~o~

Giial)
MAveo R, ‘
i | e
T aRemRAE,
-
~eJRATILAS
| i
4‘ SRR TR,

=
m

=

o=

@ m

s

BIRBEISH | i
., EEEBRE =
we. =
pes

‘e

s





OEBPS/Image00070.jpg
PrreTs
e,

TrmEnR
s, o
POEPIR

. @) S oo
Q P






OEBPS/Image00071.jpg
~o~ = AR BE ~e~

‘ RE, REFRT, ‘ RE, RUrLMmA—S
HeOFRER,

LEEYS S

AW LR LSRR
A,

2, masnes?
MAKRER

", RCERT.





OEBPS/Image00069.jpg
~o- WA TR Sy - Z 1~

Mo T R
AW, FRERE

anmm,

T (56—536), FAW, T
EARE, ABRAR, m
,RBTAREE TSR
T NIRRT
EEAL EAESATH R
FREE, W, BRI
et moTm,

~e TR (BRI )

s (BRI0SI—I095H ) , SERBMER
BA (BRI ) | R, RREER,
SRR AT LN, RAESEERT
TERMER ($RER) , AEHAEw
AR R EFB R

($HIEE) RREERAHSRRISWTE

F, RWARTFT, FSHEARE

193 See e RAAT, WD b EA
YT






OEBPS/Image00067.jpg
~eRAFINE, HLSLIRE ~

DB A 02—
< AR SIAT 3 A
BHBY, WETEZE
HERRKOFD, TH
Ak

~e ERPEG A~

P A

ISRAEAM AR, TRIAIE ‘
. PEAEARBHERES | \
B, RRCETRGEA, B /7
AL AE DAL TN AR A

W,






OEBPS/Image00068.jpg
~~ B F 2~

FBIABHERECAT OIS, TidA BSOS B I
PRE, WRENTHRFAOFELEHER, RTEATRABSHAE, W
RBRAANKR. AFTH, REHEZ" RO NER,

A, MRS~
RESUWAE, RBIR, Pl






OEBPS/Image00065.jpg
#B¥m EMNAD

ERA-MERRENSHZ L, BESEZR, EATHAGRESE, NiX
BATRIAM P HORE, EIRZ P FUEETEZ XL FRo

e 1 e

| s, enmesET.

Po——
\ / ey, an-
P

AT A A0
A R

MRS AGORR, WK~ >
TARTRR LR R~
e





OEBPS/Image00066.jpg
MR, FODEARMAM,

TN e
o e EE
' I = £ " i l

\\\\\\ //w“ﬁ‘& %ﬂ, (mm) mm (B
F 7 Ty M aesmazeimsh

REammiwan, &
PP
2T, TN e
T mmREe
momune, xex
PR






OEBPS/Image00063.jpg
~o-ZE L LD B~

ERE, RABAD,
RIS, @S
R, TR

MRS AT
W, HRR AT ORI
X, IR,

RIS AT, I
sns.

~o- bt EAVEEE AT A ~o-

PRe—
WRRSEE, TR
P






OEBPS/Image00064.jpg
R ETIS TN,
TR R0
B, AT RAIAS






OEBPS/Image00061.jpg
ABEIPREE HEN
FIAdERD SRNEG)

3
s
=
-
#
w
»
»
=
Y
o
Ed
ES






OEBPS/Image00138.jpg
e MG AET, NEME S & B 41—~

AERG— @R, AERABLENRBOLRFBEEIS TP, K
Fia L, RINETUEHXIRRIREET

TE, AKSMLAR, ASEN, FR,
(o2) MHRMES (THRE ) KA,
BRF RS MEARRTRT, £FBH (2
L) | RARPEIA, TP
AR, RIS T BRI, SR
AT, EARKE, BT R T
U, MO LE, L

EFUNH, RT—DRTBI AT
Wk, AATEARIR— D kAT OR
M, REIRTTET M

B, RN AT T
T AT, AL

(2F) % "0 MRFTTHORK, A% Mk—, —R=, SR, ZATH
TR D CRRA® (W) MREART | EA NS, AR, RAR, AAEA
T AEREAMMN, FESIRA I, ST OKILTK, Hp ikt o0
PRBRA I YA,






OEBPS/Image00062.jpg
™3
=
=
5
2
™
Es
»
»
n
Y
<
5
ES

(R BAR (AR o, EARA
R
A (Rw) A (H0R) DR, 5

Gieaw) (R L (Rm) 3, mA
Fm (WETORL) o, AT (W)
B s e
A, (RW) RIF AR T RO
A RTRPEANSTIR, M, AR
PRCTIESTS






OEBPS/Image00137.jpg
EROHRRE, AREIBERE

PEHBER, ARESBNRNER, TRTESHRBETNER, AHX
B, AARFHABS. THREBBZ L, TS —HBERNSL, 85—
BALGIUB, HETATTFHG. TR B0

~o- KRB, D P IRAREE S ~-

WA

it
},(p ZAW s

MRS

= / AL TEORA, FsF

7! EETEEEEA
TEN w.

*?L?n}& “llﬂ7k" e

ENLFAR "ATRER, t+RACHR&TEE" , ERT "REE
w, EBE" NEFIX,

MHFW, R, RRAHE, K@
R, BRADICANKD, KA, T
ALK, WA IR, RETE
HHADER? " EI, RIS KOO, "

AT, CBRBARIAK, RATRZR

AFTEBRLNE, R—BTEBRSK, B
[lL'hl. MBS, HRW, TRRHKE






OEBPS/Image00060.jpg
~e-rl iR (k) ~e

L™
RSB, HARAT I (i) R EARL
SEM - (R) | TR R
TEH, AT E

l

A 00 38 AT
o, MARRD S
REsme, EmART
B R TR,





OEBPS/Image00139.jpg
Iy g VA

EHREIMIA: —PRFAXMA, SRRES—%£, RZ-PFHFARR
BROA, BRERABH KRG, ASBAES.






OEBPS/Image00058.jpg
5 E R4 B2

EEE >, /133
SI|SFESESF (=ie> /135
ZPFEZ=2E /137
ZF=rat “gE” /139
BEEE > L BESNTS / 141
BAFRBLEATIS /143
=8 /145
BR=#H1/147
ELredde, BHEEgEEE /149
. TR/ 151
LAIE S (BIREE DY /153
- BES=ZaR., HIBIR /155
L= ARRE /157
EFEPHIPEFRA /159
. JEE <7 4NBE / 161
- BkAFEEEE /163
.=EAZXZBB /165
LuZk=37/167
L BRI AA~SI EiEmZE / 169
BT ASEF /171

CONOOPUNS

. EFN=B /177
RIS /179
- IRBEEE /181
CARE == /183






OEBPS/Image00130.jpg
ZS 5 E R 4 B2

SEERIHEE, FWEETES /271
FEEIHRE, MG 1E
CIREEMR DY /273
1BFEFRLRMAE / 275
RIiEHPEIAR / 277
IRTNFRSTFR T, FNFRB|EH H /279
KFABRTMAFIX /281
BREEKS®R, (P EAERSEZS / 283
REARFTAET, AL{ETE
£F &3 20/ 285
BB £ / 287
SERAER A R, SERALAfBIX / 289
AEsEEaIEIE I S — 4SS
BAFFLE / 291
FRLNOREG , SR P AEREL / 293
T EN AR FPEE / 295
FZXFOSPREFATTEEE, =Y
EE /297
75 4 E 4 A SRARTFT BR / 299
FSearEub = 4 BN FE T AR E
x50 / 301
SFPERBBALEHH A~ 2R /303
ES A eE/ 18, ETR{EST
Fizx / 305






OEBPS/Image00059.jpg
~ 2Ly~

O 1 09 T, R
5, ATAREES,

AT, TAMA
EREMBTIRA TR
AT,

AL RE, AABIORMI O, 2
RSB IR SIS





OEBPS/Image00056.jpg
N T E A

AR B AT P —

EHATAT, MIERIE

TSI T — e

S

AP, AT — SIS
B MERS, REERA
EMRAMMARD,, AT T
MR, —ORRMER R~
CIT L ma, SERES, AN
ARTOTE ORI E A, R
SACT SR, 00 E SRR, 8
M, R B AN T AT
YRR, SR NI
B, RIS RRTRE
moRE,






OEBPS/Image00132.jpg
s, s, i

e mvmone

(1082 ) A, AR A A SRR I, T ANDEE
e

MATS AN, SEEARRW R DT , TE (BRI | A
RN KA, BAATIIS, RB T2 (aRR) |
TR TORTIS, SR WO ATE

~eJERT R, KRR~

EiED, FEE—RRATIRERESE, R
BB, SRIOTHEMD, BUFRO
BEFLLTESEY.

B ZFHK, BHITMESR
SRR MEmEE AT ES,

MR AW AT, T RACT
TTAERSWE? | A, HB

s (s - Aamm)

B E AT R I ABAIAL, T () =
W, (A WA, R (B Ak, EAWRES
A, EmErETET (S mAmEsRIe) )L W
T A SR 0O XA, W A0 RS
)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131.jpg
~o- MBI, SOAETE)T e

MM, RAEET s8 (T LK) . M
KR W, FWRGAIS, AR
B, RWTRRS, FMATHE, RUMER
R E (EAT) R, W
IR, HRTEEH L,

A

NIRRT ARNRA, 25T —E BT, T MBTEAIR S OB, Istr
MERE A, R,

~ePERIEA, RIHER ~-
BAATEN, BEROABRERESHREN, HEBEE, SLH
W, EBIATER .

FOOT BRI AT
RAR®T, Msp—%

.
Py |
)
A <y

AT ERWER, MRS
W AL AR T
ERE T






OEBPS/Image00054.jpg
~~ W B R, TTHZ R

MFH ERANKR, EEEBE—FREZHE XMREEDEF B IR,
M—BHT7TXHEHDREE THHZFo

A

" AT oW WAGORI, EERLRIE DT W ARIIS I, TR P
e, A

~e~Ygyte 28 S WML ~o

mom s~ (569
w-sism ) mm
Moo=,
BRAORT . BA
P
LN BTN
B, ARRW
T,






OEBPS/Image00134.jpg
~e RIBHA ~
BTEFAATH, ATHRFIATH, AKTFAE. RIERBRXF, A
EED OB Yz EEBRAAWEMN, BT —BRE THIN—@, ERT @,
R T 52—, X2 AAFNREME,

BT, AR, MR, K
AR, T, WAAA, R
e
B
B, AR E ST, AL
FomAm, T M (M) R
>t e,

() —mmaT
a (T wmmmmRA
R Koy, T QEIAA
BORIESE R, A2 WA A
RIS, FADE
weAxmET R,

TP T TSI B
L, WA TR
e T ()

w Cmt mewmTwekm, mAT






OEBPS/Image00055.jpg
o B2 B S A~

BRYIHEY ] rBBES i
SBEErBYNREBEYY

| AR RIS RRABF J

~o PR HUOR IR~

ETETTT A

( L e,
| AAROOTOR, WM WA R,

&)






OEBPS/Image00133.jpg
o RIS O SMTE ~o—
AMBOFHEFER, HRGWEROIT, T SIE A 55—
H, BEMERT.






OEBPS/Image00052.jpg
~ ORI RS AR 2K~

TERRBRE
MEORATR,

~o- JRARMY SR o

L ERTAR, ARTRBREEA
B e sE,






OEBPS/Image00136.jpg
~o RABAKMIAF RS o

HAHBEES, BAXR. "EAZAA" 02, RUER. R0,
msEBER. "TAZAM" , BREENEBXBRTERXHFH.

p, =

L -
(AT, AT RAAIN. |

= = i
ERNUS, ER . £y 2 TAMLT B

T DWIIIIDOL o
9 HLERTEOFR, FIARROTERE 5
WS, L2

~JE M Z I~

HR-HARA: RAEECREHTOE, Bax "R RFAWLE
HT,

T EAF O —RAEAAT |
CRMEOMT w s,
M, CTSEESIMR,
EFw. CRARMITSREE
FM, RFRBAS R, AT
MR — AT T B
T st R AT R A
&, MRRR, AZREZART
sgmr
TR, CRM
ETR, TR, RMOMACE






OEBPS/Image00053.jpg
~HRAE LT~

REARZE, MRGEREPEHS/LTEORLES.

S N
o B
>
=3 F = E3
E2.8 B
5 ES £ S £
. ; L wmEs
= . 200
Rk, st o

B e Y

~oJEFBLRIE ~

MBS

ABITEES, ARORLITER, AREEED, AR
e
EMRRIT I, LRACRES, EREWE
SRBERTRM, RERTES, LRTERIM, 7
BRBERROATSES, AT EA ORI RKTABE
RERABREFRBMEO? FWI=X, LEIAE,
BRARDUEMGERL, REML, Ak, BRUL
MM ARSI, TERAHESEII, ERAL
RMEBAT RN, WA, AN KL





OEBPS/Image00135.jpg
~e B MEEGTR B, o3 Wt O e

PEEROXAKRS ZMRFERNISHE, MRKFER BHEHAT AR
Pk, AT PEX AR H.

& X6

AEmm e, KT ORI
M, R TRATRRG RTES
raRmn.

A R 00 ST
ARIT PIRAEDHRAR,
.

o T B o

EFum. amm, RmEX,
WA BT M AT W






OEBPS/Image00050.jpg
RN~

~ IR

n

A AN T HAGILK | RIS
BRIT I, RHMTHFEOA,

AN T HAMILR, PIRTE

Rix, FRE






OEBPS/Image00149.jpg
HEMHE (CIP) 315
PAf MR A FER I —IE 5T
2009.5

ISBN 978-7-0-0-0
L A TS — P
o LA P15 T C 1P

B (SEARTE)

P

.

¥ (2009) 550

Jk

oA Ao
BEEAAE EiEat
AT
RS
HRRRAT el e

Moo Bk AESTPEPEETF36 (100032)
i (010) 66506360 66509236 ( E4i%

(010) 66509364 ( L7 )
b www.cetpbook.com
edit@eetphook.com
AEEEAN
T RESENE)
710 100K 1/16
253745
195
2000461 55 1RRES 1 UCEN
68.007C

(010) 66509367 ( Hifikil )
(010) 66509618 ( i#:# 1553 )

A AR . b

ST U 8 5% T






OEBPS/Image00051.jpg
~o- AAF AN EN o

BRI RGPS AIAE

£ S ARAN AT X
[ TS, AT ALY
RO, AT
» PO —

P

e T AN~

WIS MK S, T REME T
THARR, WARREGHOLARD |y
T, ARG ADT IR AT
T,

*
=
= =
o <
=
x| ‘x
= \ =
P {
= =
= |
- x { |
bk, smm,
Fresr | mmssmer, —
Amban, TR T
= s | R T 5

R





OEBPS/Image00148.jpg
~eXERATRRAOR R A R

e,

~fEi (R ~-

AW (R) W, R, TREE (%

WL W () | W () e,
CREEALT B AT R 00—
WA, MARMEA RTRBAT, W
B GEORLA A TR, TLE RSN
BRI~ TTREAORRIE, BRI

| CmT | pmEHW, ZELR,

L

o

§ & R A
Y ERAA
EXA 4
GRS
LY S
L 2N
e )
—

BEORA, — AL

APNFRAT





OEBPS/Image00047.jpg
o B R~

AWRATITRI G, KBIT

R AR, EMRAE
., wwsar,

o R LA o

SRR IELABBRFT,
BRBRRBR, GREFRL
AT, RRMEDOCRAE, B
RRRSRECMT—WBE, &
FERTMSL, WK
WREM EEHR, EWHL,
T, meEmRAR,

~RREEEIE

STARRMSET, AECBRET,
WHMST, BIUACALT, Tt
BRI, LR RA—R @B, T
FARS@ER, —B—%, AFTE,
MAEM, RMRR, RATRR,
LRI E S5 IR

_¥E4oEIR






OEBPS/Image00141.jpg
e~ HIR R iy e ti B S0 PR R IS~

BUANER BB OIS, FEDH— BT A%, am
TR S HRMRERAG AN, ZEUEHT RN, —DEHERBRE
X3,

™ RMXI. D, TRCERIETR
AT SR T A,

[wmmn, wazeT
e, BRI
. AN DT
RTINS
> mmermmme, —
LRewnT, wRe
AL s

%
&

st K- &
R AP B AT I
o, R, mm—TEH
A RESWRRRRE
R AR SR R
0, T amBAL L
= e AER
| meTamTasaes
0%, TR
| erERmSmINOT.






OEBPS/Image00048.jpg
~e AR AR R e

—MANSEREREKAES, BEBLBEER, BEEEFPRIER
o REXH, b REFER X HES *, RBE M.

rerssuzsE
verssusEsE

B R BAIR, TR
2R, R A,
BN SRR
TBWIETH, RAoTTEM O
e

RBATTES AT, T
BRATOBE, FEM—FT. B
ARG ES, R AERELTR
w2,






OEBPS/Image00140.jpg
PRI, TP ILATTER

FEMUS . EHTMIGHEON, DIERETAHH, EREET R
A, EREHTETERBROEGERE, BHFAETANE, TANRR
BB LK.

L

98 A Y100 0 A0
s,






OEBPS/Image00045.jpg
~o B S 97 R A e

P ——
ErBANT AT R
WA BRI RE AL,

[ somnae. RAATYAUDE
e, RmsRRR, 3
AR, SR, TR
W, TR, BRI
P






OEBPS/Image00143.jpg
e B AR AT PG e

HFEEIEME. BRRET, ERAESLEFSHIENTELLHZ F0,
MPLISFRB. SRS, THFE, KR—ROBERED, REOAELE
I, BARHLEEHN, LATSHHNELHERE, HRFNBEE
EE R,

AR a A S
AR, e, Amzm, m
P AT AR ST, DL
BB ORI SR

* 13 smmwe. e
. mE T, REKE RS
. mm—msemr, ® <
e

A






OEBPS/Image00046.jpg
~e PRI IR i e

RRER, ARRBARRETR
P






OEBPS/Image00142.jpg
o WRALIRRE, RPER LT o

AZFBEHT e, BEEO—RRET ARHHSERG, SR
5. WRMHETER, REDRLTHELE, GFRYHEIRROBE, K
Z, MR EEFERRFIE, DERETR, BT EECE O SRR
S, BASTRHRERX LR,

BIOT AT HEARIL, RIS WK, A, ERVICRD, B
BRI, 0 R AR

SRR, WRT AR GOA, W
S, wE, WA DD
FRM, BMTBT—M, RCER MR
RSB eI AIR B0
s






OEBPS/Image00043.jpg
METTE MR TR, WL
I SR R

~o- I G IR I N~

A RPN BRI
mevs, ARTWRRAE, Han
T DRSO

S 07T U 05
A BRERRTIAZIIS TR,
P

(RF . Arm®
) i, ART
AR, Toans
X 05
2, M, W
AT, BT
semmemin®, °

.






OEBPS/Image00145.jpg
- IV EA R JERR ~-

ATHR, AR HREFREERN, BALHT AL ANEE,
DESNERTHER ARNFBEREKLS TEEHK, RECNHA L
T REAEHNEM,

| ma masmramm, wwas
BT RS ST AR
S, RS R LA ST
| mesmmmraes,






OEBPS/Image00044.jpg
LEEEEY SHN]

~o SRR~






OEBPS/Image00144.jpg
~e JEAHIM AN S, TR LD~

HEPHREBUREZAAE » BB, RAHEE

HEERRMESH, UEMOETEEES.






OEBPS/Image00041.jpg
o OERRE Y, PR e

AR RS, B R SRRSO I, A RO ST
BT CTREBRT RE, AN B, FARTEI, RILABG A T
AR R L CAMPANLE MUMTARDTR,

~-ZE 1 2 BE ~o-

EMRRREER, ERE
B W AT AR
RN, RR—RTH, ®

208 ) B 4TI A E AT
s,






OEBPS/Image00147.jpg
EHOOWR R8P WA EOTIBALNILIRI, S A T RALAK G, — LA
WRARR, —LARAAMSS, —LRLELAT W, ARESRE, REDEAL,

~e BT E b TR e

EIR. EREU, RETHE,
BRI, RS, RIS,
RATRE, ERX, RBER

| om, omaa, RmRswRS, %
IR, RMRIE, EREU, R
BREMIA, WRKI, RIE
RS, R, EFND, K

| %, mEIRmEARGES,






OEBPS/Image00042.jpg
~e AL Z I e
PHRBROEPOBR, REA, EESTLORE, RHBANE
B, FHEHETERN,

T ML, 2
RAGORA, AR, T
Eny, CRERA, 2>
ERA, mRRAEE, R
PN

AR AR, A
FRIEHBT A, FA
T





OEBPS/Image00146.jpg
~o= JJ VIR D Z AL RHE TRl ol S ~e

HRIAH, BRTYUNEYZLNETFEROE, FTUBREREER
o M “HRE—" HRREANEBLER. BREANHOEL, ESHAN
EMRFAR, BRAE—

mmmamemsLAmET
A, e, E
RA, FRARREITR
aBERRABDIR, 7T
wmER R, 25
BRI AT

“HRE—" £ LS
AB— "HRA—" WRBEXETERRYE, ETLHLHRA. BRXI-—HY
+ HBE—F RGOS,

(T - Fawie) e
CAaEm S M, B

ek, o m
R N
=T, ALRE
BEREM, MR
REmenm, TR
smTae.






OEBPS/Image00049.jpg
S IRAR, Ul e

AR R | Ao A R AT

-
ARRLIE, RBRRMID, Essmiatamdtontaiinis Y
020 2 4 40T I 5815 [ B
BACT, RAMSR, RTAC AmRI.

5 8

e . HTRMTE

e, ne, R
TN BAT AT IR AL R, KA MAMOIR, RBLATRL,
PR K ICTRIR T — PRI, MESCRLBGS D, AR

TEBORRARI.





OEBPS/Image00116.jpg
I U AS]" 3% iy

T

WAL M RO, AR, 8RS
ERTA IR FE, FF TR T EE
e

o JE SR~

EmpsEnmeEs | [
o, pREET0E | O
RisE, GRFATH | |
BABIRLET,

MR e % e
B T
e — A
k. mmam
R AR
mE, KRR
o






OEBPS/Image00040.jpg
~- AT, s AN~

B

| maper R,





OEBPS/Image00115.jpg
~e- AT IR~

PR T ———

L ARE A, AR

Ao

TSI AVIAS AR WA ALK, ‘
| s oo

AR AT, A BRI AR
. mmm A S

AT BRI AT, R A
5, xmEmA

~e =, ARSI e
SRR RO AT o — A ANEMENIRS
RBROER, TR0 BT IR ARFI

BE=F9






OEBPS/Image00118.jpg
~e-TRIPETT AT AL e

DT 28 IO 1 DL — DA
Besnn, Siexsemimkis e TR TIA BT, W

; . =
menasaaanz. L

 wuEe 5 Bl AN, > J

~o- MR I il CRiKAT )

Wi (156-220 MR, FH&
o FRRERUORER.
WR. XFR. A, Rike B
BEBHE, WRHRKT A
LB, G—T PEALHABS
R, FRG—RIBRERE
FEFAUSBF, WETUM

SEEORBY, XFHW, EWH
KFOWHTRATU=E (¥
BOWE. W) HREMRE
X, SHRRERAR, EXPE
LET TR —%, MM
B WRENR CREF B
B K .






OEBPS/Image00117.jpg
~o~ A H)—H ~o~
CHEAEBEMLLE, BEDHEERT ., ESBMEAS, X -HER
To "

Fres = | BRI [ oy
mxxe (s maam o )

o NI KR o

RTAmRmSE R wTa
e e = e mwmes =,
AR dam Py
(o) mmin . > Anmemas >
R 0w m,ommma, R
o, RTw REwm,






OEBPS/Image00119.jpg
~RUE IRV JOIR o

TR A, TR AR AN, F 20

mRmE A, W T B
TR, o 6 3R
TR, R IA RIS, SE

20

. wemmn

~e-BAISMIPIR, BB AR AL~

BRETHRARR, BRMFHH, 2TUN; B2, FORSFTEREK, @

®T AL,






OEBPS/Image00036.jpg
~efRA YR, WIDIE

TR, @A
PETE ST
AT, W0

» AR, ARG E IR, B
BT, R
wEB AT,

~o- B PHVIASTIE ~o-

P (3726 —4275), FMU, FMERA, DifEH, FPEEX, 2F
(EMERER) o BHPURNEZEH. TRERNA. RKTALNHHSE, i
BFAOABREAFRL, E—RARSZETORE, BHETMRYHEERE
W, ERYBE. YEZEFS BRTXFARZI, FMAER BHR—HIX
LCERERE. TREEOFEARKTENEEEE.

TON BT AR K S W, TR A |
Msrmm. M, WMTSAB. BT, TR
T KB IM LA L R M IR, ETCE
TARIURT, RAERRMICMS E SR AL
LA, REREREST A, RS

1






OEBPS/Image00037.jpg
o XU R JEg ~

FREBRMI RS L
B WMASRRMR, AR
HARRARE, BT
BB R F R, B

MW, WMAR, MER

L MEBEBEHR, W

R AR, TAR

BRA. T MMM, FHIRRAR, WK
EHTARGLE, ABHEAHBLSE, RE
SRt KT

~o- AL A TR B~

A R |
5, mAR B R
P
W, FALS RTINS
—ommien.

wERE e ®
« womw, e @
| e, 8%

=,
nxm.






OEBPS/Image00034.jpg
~o- it Y3 I R I ~o-

SR SR I IR WA
PR EHIBEME

» B, RBmMER, ARL
M, RRALE SRR
-, EALEEORGEAR
ESgram,

®Esfe, IFFH—9TE, £
Lo, sipmamei, AR,
ERES TRESES

Y

AFS LR, WEBR, AEAS
WM, LI, Bt
SRR, (AR AR HAL
AAAME, HITEETHRE
R TR, BLRGREEE
eI L, REMED, FAF
i, AR,






OEBPS/Image00110.jpg
B SR DJE S REUR S Sy

EWE—-DANDSEE, XREEMGHENRT,

BAAR B BRA, S0WE T RS
e
P

A a2 90 09 S
g3k, BTSN TR
e, e meres e T
e

e TR e

ETFHFEBTIA
K. BFA—EBEH—
@, REMFENAKRS
T, AETRZ. BA
WHBATRAEETS
MEHTHRSE, N2
TRFAR, 7T
M&FING: REBTHE
KRB, EREK
Ro






OEBPS/Image00035.jpg
~e SRR T, UKL B e

wER, CREBER, A
B MBI TR
M AR, ASBRUAUE
P T TP
A, WAL I BAERT
=, wAELAR | CBEET
A Wy

~oe ML B e

FROBE, “HEWR, EFBR"
WEH XKELF"  —ERERR, FHRE |
H, fiBFE, MG, hiLER, BE
HEZARE, NBREE, BRETR.

R —S1IE
TREm, A
wRm, W

= - > AE, RTIR
ET YN
A A5 25401
».

sABmE | Remsmam





OEBPS/Image00032.jpg
o RSB AERR BRI ]~

S

TR 09 T — 24D

SR TR, F A
WA e,

HAERET DB, WAL, XD, HRIBRL






OEBPS/Image00112.jpg
~o-BRSEAMRIY CHEIELE )

R (ERIONATRIOTIN ) | RIMPAT, BPRTE, FEX,
. WERY. WRBEEN, HARE, —ERESE, BAKY, 0
T

' ey (A8 ) | ICEEEETE, 2OTEERATE, CRMNE TR A W
i TNy - RIFHRI, IAVIWIRE "— 2T, —BZHETR, —
AW S T
Y £ :

xR, ABAELSE!

~o X B B 1S~

EYRER=
F(826), MNEH
8 R0 M R 2 B
B, SEERE
BMiE. B85
EEFLEET—F
WA, — A&
R 3 45 4 R E
B, S—ABXHK
RTNEBOFS
588, hTHE
HES, NBHE
57 (MEXRBM
PiEF M) —
Ho —HEHEE
ERTHHEEN

RE. ERMH

%, B—FEXH

- . i HE e EEREE
P P —— -

e, —zwm {ﬁas. ‘ WIR, RAET
pripu — ke






OEBPS/Image00033.jpg
HEEBREREENS





OEBPS/Image00111.jpg
EROSCACEE Nty

1A SRR, TR
" 28 A

L SATEAmS N, R T FRII
A TR, WG, TRTES.

LM ARSI, TR TR
2 AT T A, ISR AR 005 5
at s £
A MTETEON, MEMMT, SREB, RI,

(U

~o- KA BT S R AT BTG~

BERRENEAEA, ENER, THEE, TS, BOLRELT
F) o CEF) . (METF) . (BRAKO B8, BETEHANSWES,
TERBHO—DA, WU TBEELEHEN HR . HS" B,
LERFE— R ZATRMT .

Amam, v
wEm.






OEBPS/Image00030.jpg
~~ NEPTEe ~

AN—HTURA=DBER, BEE, BE, Kk

stx SawEee, SHRESR,
W MAOMBERD T, TSI
ES 3 ARIOTITSIRA, I RSB

RN, WRMIEA, AW
CEA, FATWRRRZT
8, RRRREEIIB AT

MERRS, BT ERCR
RRRDT, TAW LWL
THRRAS, T EE T
EXTTEL





OEBPS/Image00114.jpg
A, TN e
TALFREASELIE, HHURFARSFROZE, FULTR "RE

ZBR, HERAZIBRE

e T ]
TRMAE, BRTA 0
LS

RFEET, emw
A, MRSTRAR, BT
TR, €A
STSEomR, MRBL
e

~ BTG, D NEIBOR -~

BFNAREZETROACER, BFOBFBIESS, XBR%E, B
W AP OB, T NABBELS, BREA, UERE, WAEWBSH
o

WHEEHE &
REE EYEBGY
RRBNYE »
BER 44337y

le—{






OEBPS/Image00031.jpg
e MDA EIEAT R~

—rRFEAEA, HORE
ARRR, HMEHT RS
| 2RrEn. wmT aww
X7 AR, @M SLTIA
FEART, TR LTI
LT,

~o— FERHI L R~
PRIMAL. RAESRRRASE, ARRHKBRT . © k-
B2%, ML ERAEEST.

AREEL—
@, momne
MR, man—
R, s
TraE
ooma, mm
)
e, g
Er Ty
| meoT.






OEBPS/Image00113.jpg
~PyHEFIRPAN ~-
WREANDEBFNORE, EREBONNAE~E, BANMAG
RERDS, EEEEFAR; MHBTFOFDRELR,

o PRI LL O P R B TR B~
SEBIEANTAREAFLTOBM, S, NAERF, HFLRHE
o PRI R

>
P
R
s

oo g S A G umem) . mmmes, s
Hsreomw, WmmaE TR A A A LRSI R T LU
PEYS U MM, REEET .





OEBPS/Image00038.jpg
~e- P TIRIR VY ~e

—OMRNESE, FRBEHRANEFETHTIR, BXERHEGAE,
REWENARIE, RN, FRA-HERNRK, WREBT KEM
BHE, HEHBANER, TZTANSL, RBREHEZESR?

| b g
[P amT AR, SRR AR, BN, SRR SRR |

~e DN Z A e

Il =
| RFR. ERLOHTLRS, ETWOA—RRSIT W, n"
\ ) . R,






OEBPS/Image00039.jpg
~ JEH I Z AN e

—rmT e,
AR TR
& m o mmmremazne

— AT E A, MR
SmmEE, wRRET
mRT TR, Fames )
AR T WA,

R DR

~o AL T BRI S

R E SR, —EEITNRE, AB MR
AmAeWEE, TR, P W
L a0





OEBPS/Image00127.jpg
e ANFRPIRR, AR A e
ERNND, AMEREREERAEFAZL, RBEFL, TR "AR
WE, BANDT , REF—AANER.

s
TR, MERBR AT CSARME, S
RS BAA, R,

AR TR SRR A, TL
T RemaaRest, amnAeseT
P






OEBPS/Image00126.jpg
~o-JEWT I IR~

HEANA: ABRFOEORE, TERILSMIRILT 8S0TELH.

e s A,

1 — a8 R %5
0, momwE e AR
e

TR0 A e
AL B AGM, T
WIS IR A
B

~e AN PEEL B QIR EE SR ]~

(EF - BRE)

A

EARETRT R, A A mm R TR, 1
Ameane, ane T

v v

I |






OEBPS/Image00129.jpg





OEBPS/Image00128.jpg
~eBORM 5 2l 2~

AWK S, BEFEUERADIE, BBELGEWLR, FiE—
A2 Pt —FFFAET o

R R BT KOOI, €

TER (WWTRBAE ) | SRS RE
SRR AIAS, ST — A0 4

MBWAR, CWRME, w5 i) v
mese, @ (mmH) | R EE

AT LA, TN~ A
AT, A,

e

e N L e S P A e
PSR -






OEBPS/Image00025.jpg
~e NG~

MASRET A B AT, RIS
e, AR AR, R E
m—TTAmme SR | TR
mEBERBER,

|

Wk, AR, ABEMS

HPXIME, MRRAR, X
K, EARAL, BT

o P e

i N

Py
Cha i
sh bbbl e
e o
ittt

C— § e
e
iyl i e
e i
S






OEBPS/Image00026.jpg
~e- BRI g K~

EuTemR, R o RS L s
xxxxxxxxxxxx

~o Y TR~

=z





OEBPS/Image00023.jpg
ok i Y GEFE ~

[ oNe-Y
e N
o, srmemiae
o e
PURRpH———
e, wexw
oo

T AT B A
AT AT, RO

AT, R,
e RSN IR LI
o, R ARARR B A0
=, wmEwRTamon

R AT AN






OEBPS/Image00121.jpg
AN AL -~

© A S A — RRAD S TSR 00

~o R AL e

BEEA-L¥FRET—A4KE, HETHD "RETHETREN

\J

TREM—RATCAT IR, TTHAIIR
T, RIMW, CETHEMBANWE, €
MILAT, ERIRAL AWML, R |

| FRERA KA
1 TaR, R, BT M
e

RTIAA, TR RN,





OEBPS/Image00024.jpg
~PLOLA WY A G IFIR AL N

DRy
[t n— ko T
(mmemema, wEacEn,
RmMER AR, @2, s
[PUSEN

) & —
= MATR R~ RTI, T
/ bt
Lp i






OEBPS/Image00120.jpg
—o N Rl o
AMMFEORRBEEDHAKXESHRT S, SHTEZE, BLAE
HAMNETNEE, RAPRTFF. Q18ER.

R ERS, Akw |
S,

ARSI XM, TN
WA, DEE BRI, WAL
o

B R
AW, 20T SR S

~JE TR CHEET e
FEFAS. BRRROMEAGSH O, BOANEES. 7. HEF—
i, BUANTRLBEERR . R, ANBOREETEMHEEEZRT

I TR 09 RIS A T
TARE, PTRMT RTARE @I,






OEBPS/Image00021.jpg
2. Qe
AT
maewowe, TE
e, A
mmme mmm
e

o R TR AN~

D Qe
PO —
Eanm. e mEs e
Smam s AT
K mmw e, w ) [
P o, mm
A da, B [ema wn
Pl potielis
AR A GO 0 1 -k e m






OEBPS/Image00123.jpg
~~ N\ B 5K HH ~o~
ANSERE— DR, SEFERBENTIR, KEARDEIALNHR
§, ARERGHDIEER T Kb — FHOORR.

TR 2
=, AmeTa
e
N
BREEZRA
P )
sean, saAm
ko Ao
Moo RATEM,

TR T —
A

APRIRRIUOFL, KRR IAAAK
AT, UMW,

BAT e

. A8

~o- N

. |
o et
S hser
{, | LAY ML

HITORRIS A,

AA





OEBPS/Image00022.jpg
o NS ~o

— e A,
wERTTE X
. wme, morey
sk,

S ARBRBAL—LRRE, FRRETER, TR, —
TARRABTERAA, RARAET SRS,

~o BLAIE I T~






OEBPS/Image00122.jpg
~e ATV, A& R IR e

& (2T - BAIUE) B CRBUR. BZRE, AHRUREHE, BB
B, ROAF! BERAHER, REM, RE, (HTREF. BAEHE
B, RE®KE, BADKBHRE. ——%, RAXW. —R—8, RAX
o —H—Me, XWMTBM. "

A wmAmE

W, AT, —RRAE, M
MBI A ATE BT, — DK
AorwanT T AR, BRI 0l

~o- AT ZEER UK ~
FAUS, HOURR, SRBH, WOAMATH, 6, BF UL
e

ERINIRS, ATrAmS
| mmmmaxe, Rave MBI RAT R, CHATAVIHAE N |
T m A s,





OEBPS/Image00125.jpg
~o TR - SR TRIR ~e
U AU E T BLERFPNEA, AT WHR" Y
WABLEPIA

AR AR, v, gemsen | (

FMETURBMTUAW || RERLAR, HirA

W MAMBIARIE, R || HIASRAPLICI, S

e,

oomp s AR, WM
mw,

~ofL AR~
(EF - RiE) PRMTAFOLEFWROMNE, LFURET OIKE
#, RABT .

rrmerwe. maw / \
(o). (). ().
(m) . (=), (mm)

s, ERHTEWA
T, mATETOEHR
TR, M AEZ M
Cr=rmesv, e
e AR AR
Brewme, TA—tEE

W AR E

P
|, mesmus

| = AMARE, RRRNET
R CRATBRT,






OEBPS/Image00020.jpg
It 1P K S APANY UL B = I

AR RIS L AMANT, B A
MBS FIBURTET, R, TR
A RIS I8 I VIR S
e L
U1 AOTAMR, WL AT AN

M AT, DRARE,
TR AL, RN A
AT

MR AR, DACI
s, AT, BT
X, mmTCDe.

AR, B E L
T AAT AT, MM,
AT

{ R A w R, T






OEBPS/Image00124.jpg
o MR e

HAGILER . XRXEHTFENORENER, E2RARSFIRAKE
HENE[FLTHE? KT o
FTEL, wT LR R, MAT
SRREMRE, wommon
P, AT ST R

BB ETRS, HRIAR
MRRAMETRE, A XA
B, MBI R

HBED BHRRSBIR SRR

BERR. CRRMTRE, BT
KRR AN KA, AP R, AxEs
AASTBBET, AWARRE, W B AL
AT R ARSI, TR S0 meme, mRESEY
BRI AT A S, A s






OEBPS/Image00029.jpg
~e- g A e

[ETEYITTE

s
R —mmRcm,

~eJLH R, TS~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028.jpg
ASEFE E RS EH
Hid 5 A it/ 75
A LEBIBTER / 77
NI BEEFTR /79
SEFERE PEZEMRMSCHBA S /81
FEF3E48 / 83
SR BBIRBISKER / 85
FESRBIETFT B, i kFaraE /87
FELBIF TR, ALE=RE /89
XUBSZRE / 91
10. /FEBIEHPE / 93
1. EmEEeES5SEZAATE /95
12. HFEFEE,. E=IHT15 /97
13, esSHeEs, G /99
14. FLFSchPAE=3538 /101
15, iHEHEA~SI KB / 103
16. S/2ZK35ER0 / 105
17. ZH R S5/ A /107
18. FRE S HkTh =358 / 109
EARRIBE /111
20. B S A FEHAKEEFTE /113
21. BEsRkH IR, BB /115
22 RREXSTESIA /117
23. MEMmMAGEHEEL /119
EEAIEATESR /121
25. KIRAfE=2 /123
26. P IS, BRSSP/ 125
27. CUNLER S FRRHME / 127
28. FSIHEFT =3 /129






